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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东京武侦高中是一所专门培育武力侦探——通称「武侦」的特殊学校。


  被强袭科超精英、S级的最强武侦——亚里亚选为伙伴、（平常）只是普通人的远山金次从亚里亚的妹妹梅露爱特那里得到有关于绯绯神的情报的金次的眼前，原伊幽的核潜艇再度出现。在那里现身的是曾经战斗过的亚里亚的曾爷爷夏洛特以及香港的孙悟空。得到他们协助的金次，为了解除亚里亚的绯绯神化而来到了鬼之国，将要和鬼国的王哈比决战。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超人气武装动作爱情喜剧，第二十集隆重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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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弹 袭来的怪鸟


    ——回去日本，去见星伽白雪吧。


    她知道关于绯绯色金的一切。


    对于梅露爱特的这句话，我不禁呆住了。


    虽然……是很惊讶啦


    事实上也有一瞬间觉得「果然如此啊」。


    曾经在香港一起互相战斗过的孙，其正体就是——不完全的绯绯神，也向追寻绯绯神的事情的我如此回答道。


    「想要找到答案的话，呆在日本就好了。」


    ……虽然不知要寻找什么而四处奔波，结果答案就在起点处。


    实际发生的事情，在世上还真是不少啊。


    就像戏曲「青鸟」一样，真是令人讽刺的故事啊。


    「如同小舞曲的舞步一样，让我依次说明吧。」


    在福尔摩斯家的音乐厅，梅露爱特对哑口无言的我和亚里亚如此说道。并从轮椅的小抽屉里拿出烟斗含在嘴里——


    让樱桃的精油不停散发着香气，梅露爱特开始了推理。


    「因为姐姐大人们从最初开始，关于绯绯神的问题的接近方式就搞错了。所谓问题，是突破一切阻碍，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才能采取最初的应对措施。『壳金被拿走了，所以去夺回来吧。』采取这种当场的对应，『被附身了所以赶走吧。』在乌云中和绯绯神战斗之前，应该先弄清楚敌人到底是什么，并找出她的正体才行。」


    ……正体。


    绯绯神通过绯弹转移到亚里亚身上并加以操纵。


    犹如操纵LOO的马许一样。


    但是，绯绯神是寄宿在金属中类似灵魂的东西。并不是人类。


    所以所谓正体的概念，格格不入。


    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如果不知道正体的话，就不知道如何与之战斗，如何交流。对手如果是火就用水，是木头就准备火，不这样的话就无法打倒。是老鼠的话就准备乳酪，是小孩子就准备糖果，不这么做的话就无法进行和解的谈判。」


    推理时的梅露爱特天蓝色的眼瞳就像打开了开关一样充满理性而让人信服。


    「——就是说那个所谓的正体，白雪她知道的意思吧？」


    亚里亚也是，那赤紫色的眼瞳中，一丝『果然如此』的眼神再次一闪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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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伽神社的巫女们从初代绯巫女开始的大约两千年里，一直在进行绯绯色金，也就是——绯绯神的研究。从侧面上看星伽神社可以说是『绯绯色金研究所』，一代代持有绯绯色金秘密的神社。继承了这个历史的应该是当代的绯巫女星伽白雪。比她更清楚绯绯神，更接近其正体的人这个世上应该是不存在的哦。」


    梅露爱特的回答，非常明确。


    「但是这个推理也像支撑的棒子一样存在一个缺陷。」


    「什么缺陷啊？」


    对于如此询问的我，梅露爱特朝我指出了自己的烟斗。


    「就是你哦，金次。这件事情，一定会跟金次扯上关系。一旦和金次扯上关系，我的推理就有可能向不正常的方向发展。推理的『理』字，就是道理的『理』。因为能将这个『理』破坏掉的，就只有『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的啊。」


    就像看到了程序的错误一样，摆着一张不高兴的脸。


    「依照我的预感，感觉会因为金次的错而导致我的推理不会向我预想的那样发展啊。只是稍微胸部大那么一点，见到白雪之后好像马上又会被迷的团团转的样子。」


    亚里亚也把双手交叉在自己的平板前，用看害虫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喂喂，你们姐妹二人组合起来是要对我找茬吗？


    虽然很想这么说，福尔摩斯姐妹对于这种小事，也只是以「稍微感到困扰」的程度而结束。


    「这么说来，姐姐大人。」


    「怎么？」


    马上转移到下一个话题了。真小！她们之中我的存在感……！


    「还有一个，虽然不知道会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对这件事抱有浓厚兴趣的『某个人』存在着。这个人，姐姐大人和金次正转向星伽白雪的时机——也就是说计算好现在这个时机介入进来。我得出了这样的推理。」


    「一定是对同一个人的预感啦。我现在胸口也很烦躁。」


    「明明连可以烦躁的胸部都没有还会感到烦躁，一定是相当大的预感呢。」


    「哈啊！？你没资格这么说吧！」


    之后抓住了梅露爱特的胸口的亚里亚，以及用手刃不断敲打亚里亚两肩的梅露爱特。开始了姐妹争吵。刚才一起优雅地跳小舞曲时那美丽的姐妹情跑到哪儿去了？


    



    但是，亚里亚的直觉，再加上梅露爱特的推理——结合姐妹两人的力量的话，可以认为应该抵得上夏洛克一个人的能力了吧。


    要是这样想的话就应该听从她的建议，回到日本向白雪打听清楚吧。


    虽然以前都没有告诉我，应该是有什么苦衷吧。但是唯有绯绯色金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打听出来。


    



    福尔摩斯姐妹互相扭打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用习惯拉架的倒剪双臂手法将亚里亚和梅露爱特拉开的双胞胎女仆纱楔和恩朵拉，而且背到了背上——


    想着先给白雪打个电话询问一下的我，因为不知道用手机打要花多少通话费，想借用一下固定电话而向起居室走去。


    因为不知道从英国打国际电话的方法，虽然把丽莎也带去了……


    「……？」


    像天平一样的古董电话，正想要拿起听筒的丽莎，哔库（吓一跳），视线看向了黑暗的窗外。


    就这样身体僵直了，可以清楚的看到她翠绿色的瞳孔正眺望着昏暗的天空。


    「怎么了丽莎？」


    「主……主人大人。失礼了……！——嗯——！」


    把两只手握成拳头并举到胸前，做出稍微为自己加油一样的动作的丽莎的头上，女仆头带的后面——毕嘎——[image: note]，然后狼耳朵跳了出来。把两手举起放在耳朵旁边的丽莎，对着窗户正在听着什么。


    
      
        	拟声词：自己脑补头上长猫耳或狼耳的声音

      

    

    不是平时安稳温柔的表情，而是非常严肃的——


    有什么，露出对某种异样的存在感到害怕的表情。


    ……吼吼吼咔咔咔……


    （——什么啊！？）


    夜雾笼罩的天空，那个方向可以轻轻的听到——


    对与这个不舒服并且奇怪的叫声，我也看向了窗户外面。


    发出小声悲鸣的丽莎，把女仆服的裙子弄的向上翻飞，连着摔了个屁股着地。


    急忙把本色木料加工的窗户一打开，我也知道在贝克街上走着夜路的人们也因为刚才的声音引起了骚动。


    ——吼咔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切……」


    从空中又听到了。


    虽然也有回音，大致在正东方。伦敦中心街的方向。


    这是何等的……令人不快的、丑陋的、引发人本能恐惧的声音啊。


    一定是鸟。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能发出这种叫声的。


    明明是看不到的距离，声音却听得这么清楚，是个大家伙啊。


    「……主，主人……救救我……好可怕……！」


    而且，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丽莎她——


    是能让鲸鱼也能臣服的百兽之王・热沃当兽，正在畏惧。对区区一只鸟。


    正想对脸色发青的丽莎伸出援手时，丽莎似乎完全恐慌了的样子，朝我的手，我的头抱过来——


    呜，喂！干嘛这么紧抱过来到这个程度啊！


    「请……请一定要……保护丽莎……！」


    含泪的丽莎自己把我的手压到她的左胸[image: note]，虽然不是很厉害但是不是一只手能包住的尺寸[image: note]。


    
      
        	PS：烧死！！

      

    

    
      
        	PS：你揉了吧

      

    

    像棉花糖一样柔软，把我的五根手指都噗妞吞进去了。


    （~~~~~啧！！）


    快放开！虽然想这么命令，但这也做不到。


    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的脸部，包含嘴的下半部分都被几乎要撑破水手女仆装的丽莎的右胸压住了。我虽然用被埋在胸里的鼻子尽量维持呼吸，由于这个缘故，我就不可抗力的闻到丽莎那满溢的枫糖浆一般的香气。还有丽莎那犹如水声作响的胸部，虽然隔着很厚的女仆服布料，那仿佛棉花糖一样的柔软使之依附在口中的这种状态——就宛如「好像跨越了年龄差，正在扮演妈妈和婴儿角色。」武藤所讲述的高尚的大人之间的游戏。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原本应当满溢着好像要融化般的慈爱表情的丽莎，现在的表情非常害怕。


    「……」


    ——原来如此。


    丽莎对那只鸟非常害怕，想让我变成爆发模式下的勇者大人啊


    如你所愿，已经变了哦。用了差不多十秒。


    但是，有意图的让我被变身，我可不喜欢。所以，就像对丽莎的坏胸部进行惩罚似的，有些粗暴的拨开丽莎的胸部，从幸福的谷间脱离出来。


    ——吼咔啊啊啊啊啊啊——！吼咔！吼咔——！


    正当听到怪鸟的声音再次从空中传来的时候，亚里亚她们也从音乐室来到了起居室。就像要掩饰刚刚和丽莎发生的事情，我一打开起居室的老旧电视……


    全员都盯着BBC的直播画面，一语不发。


    使用探照灯，被照亮的浓雾笼罩的泰晤士河的上空，一只黑色的怪鸟张开一双犹如蝙蝠一样的翅膀正在盘旋。确实，就是现在。


    飞着掠过观光车的那个翼展，目测——应有九米。连飞过薄雾区域时无意看到的眼球也达到直径二十公分了吧。


    那张脸，就好像鹧鸪被削尖似的，长得非常可憎。


    连贝克街都传达到的这个鸣叫，就是这个家伙发出的。


    （难道是……翼龙……！？）


    小时候，在图鉴上曾经看过。梅露爱特虽然也持有其幼生期的化石，那是爬虫类翼龙目的飞行动物——无齿翼龙。这就是我看到的景象。


    不过，那个应该是在白垩纪就已经灭绝了的恐龙中的一种才对。


    为什么那种东西会在现代的伦敦，在泰晤士河上空飞着啊？


    纱楔和恩朵拉说着「是恶魔啊……！」「这是何等的丑陋……！」一边划着十字，一边从电视方向往后退。在电视上的伦敦市民也从泰晤士河的方向像小蜘蛛一样四散奔逃着。无齿翼龙，在基督教的宗教壁画里好像是被描绘成恶魔的化身的样子。也包括丽莎在内，英国民众的恐慌才是棘手的。


    但是暂且不论信仰的心，对恶魔化身的巨鸟毫不惧怕的英国女孩还是有两个的。


    「——无齿翼龙！果然如同我推测的那般，它是恒温动物呢。那双眼睛也不是鸟的眼睛。刚刚掠过探照灯的时候，眼球的虹膜收缩了呢。哇啊！刚刚头部后面的鸡冠像是垂直尾翼一样的倾斜，实现了方向的转换哦！」


    在车轮椅上紧紧的凝视着电视画面的梅露爱特以及


    「金次。那个大鸟先不管，这个雾。伦敦虽然经常起雾，但这个雾起的也太快了。刚刚在室外感觉的湿度也没这么大。而且，奇怪的感觉很重，似乎覆盖了河面的雾，简直就像香港那时候的……」


    互相看着窗外和电视，亚里亚催促我要注意。


    「啊啊。这是厄水的魔女，卡萨尔——为了隐藏油轮而使用的魔术的雾是一样的。」


    但是极东战役中被打败并且停战中的魔女连队，会到自由石匠的大本营，伦敦来，很难想象她们现在还会把真空炸弹投进来。


    这样的话……


    「梅露爱特，这个骚动，就是你推测的『那个人』的登场吧。」


    这个雾，我曾经见过其他人使用。


    我还记得这个景象。


    想忘也忘不了的，噩梦。


    电视上，终于拍摄男也逃走了吗——好像被丢到地面上，只是一直拍摄着充满异国情调的伦敦建筑。


    梅露爱特使轮椅旋转过来，朝向这边


    「……似乎是这样呢。姐姐大人，金次，贵安。请连同我的份也一起传达。」


    很有贵族风格的稍微提起裙子，做了离别的行礼。


    「没有打算好好相处呢，将其逮捕了后，我会这么做的。丽莎就拜托你了。」


    「——出发了哦，金次！」


    随着亚里亚的号令，我依次检查了自己的拳套，枪和弹夹，制服以及穿在下面的防具。把起居室甩在了后面。


    



    一接近泰晤士河连着雾也浓了起来。我踩着租用自行车疾驰着。因为这次只有单人用的自行车，亚里亚跳上了后轮轴承的突出部位，当成了踏板站在上面，两个人一起骑车赶去。


    和逃跑的市民不断擦身而过。孩子们在大声哭泣哽咽着，从教会出来的牧师们翻开了圣经，对着无齿翼龙大叫着似乎是圣经里的经文。


    探照灯掠过映照出的巨大怪鸟——虽然希望是人造物，但好像是真货啊。虽然是第一次看见真龙，感觉和现代的野兽根本是不同次元的存在。也难怪百兽之王丽莎也被完全压制啊。


    ——……叮~~……——……咚~~……


    ——……当~~……——……咚~~……


    在大本钟的钟声之中——，夜晚的七点宣告到来。


    我从河岸的自行车道出来，用漂移似的动作停下了车。


    防弹水手服的裙子翻飞着，亚里亚从后面跳下了车。


    「金次！水面上有红色的光！」


    眼睛敏锐的捕捉到了河下隐约看见的光，指示了出来。


    将雾色渲染的光芒，使我们看到犹如灯饰一样不规则的忽灭忽亮。是摩斯电码。


    行……进……中……


    《用原子能行进中》[image: note]


    
      
        	原文为：underway on nuclear power

      

    

    我们，正使用原子能航行中——那是1955年，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在泰晤士河逆流而上行驶时发的电报讯息。


    ——吼咔啊啊啊啊啊啊——


    上空的无齿翼龙正在光的上面盘旋。那道光——就犹如和船舰互相对接一样的飞行方式。


    大概那只怪鸟，是为了驱除闲杂人等而用的怪物。


    而且这个雾，应该是为了隐藏在泰晤士河逆流而上而来的船舰而使用的。


    ——……叮~~……——……咚~~……


    ——……当~~……——……咚~~……


    和大本钟的钟声一起，那艘船似乎是为了让水面全体隆起一样浮出了水面。一边消除了雾气，慢慢的接近了过来。


    全长300米以上的——


    世界最大级的核潜艇——


    （——伊-幽……！）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悬挂着日本自卫队的旗帜，但是不会错的。


    是我曾经歼灭的秘密组织：伊-幽。


    成为他们大本营的，无法者们的核潜艇。


    我所疑惑的，是它现在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航行着的这件事。


    匝匝匝匝匝匝……可以听到似乎要把河水分开般的声音，但是却没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是在靠惯性行驶。在伦敦桥正下方，船尾快过来的位置，是打算停船了。


    这么想着往桥的栏杆方向望去，我不禁舌头打结。


    （果然和那些家伙……有关系吗！）


    在那里可以看到阎，津羽鬼还有莎拉的身影。


    扛着似乎装入了壶的钢桶的阎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样子……但是没有进攻过来的样子。


    「——噢噢，我的孩子们，不必害怕！——」


    扩音器上传来了莫扎特的《魔笛》的独奏曲，舰桥上巨大的「伊-幽」字样映入了眼帘。


    一边在雾里卷起漩涡，这两个文字在我们眼前25米左右的地方……悠然的，停了下来。


    船停了。


    「伊-幽……确实当时应该托付给海上自卫队，停放在吴港那里才对……！」


    传来了亚里亚那动漫声优般的声音。


    从伊-幽的舰桥上。


    传来了声音。


    「——绝不要抱有成见，什么样的事情，都应该遵从事实引导的结论。亚里亚。同一个人偷两次同样的东西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咔哒、咔哒……


    踏着台阶，在舰桥上露出上半身，身穿古典西式正装的男人是……


    从伊-幽乘上ICBM飞走，史上最高的——而且是最强的名侦探。


    ——夏洛克・福尔摩斯——!


    「曾祖父大人……！」


    伴随着惊讶，但似乎心底的某个地方也是预感到了某天会再度相遇的亚里亚睁大了眼睛的时候——


    「……还是活下来了吗，夏洛特。老兵就应该消失而去，不是这样吗？」


    「消失了的话还会再度出现。离开的话还会再度回来。让世界认为我死了，而再度复活虽然是我常做的事情，金次君，你会惊讶还真是奇怪啊。因为根据我的推理，你也是在那之后，至少死去两次不是吗。」


    微笑着的夏洛克划起柴火，给烟斗点上火的时候，浮上来的核潜艇的甲板上，咣当……一声厚重的驱动音响起。


    看上去的话，是处于胜利的状态啊——


    右舷最后面的战略导弹发射口，有一个正处于打开状态。


    「新时代经常，是从海上到访的。元寇，黑船，鹦鹉螺号——你的祖国，日本也是如此吧。我们的英国也是一样哦。」


    夏洛克朝我和亚里亚招手的背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桥上跳到甲板上的鬼们和莎拉一行。犹如要将雾朝上压似的，产生了缓冲气流。这是风使者，莎拉的招数。


    从似乎被当成后门一样的导弹发射口处，鬼一行快速进入了船内。


    那个熟练自然的样子，正诉说着她们和夏洛克勾结的事实。


    因为明明估算不高的样子，却正确预读了我们的动向，虽然我认为鬼的身后应该有一个军师……竟然是夏洛克啊。


    虽然曾经贞德说过，壶是伊-幽的毕业生。也有这个关系吧。


    我也，应该早点察觉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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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齿翼龙也降落在了甲板上，折叠了左右的翅膀……啪嗒啪嗒，用它不灵活的脚步，潜入了导弹发射口去了。


    「亚里亚，金次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过来吧。虽然很抱歉，过来吧。」


    和在太平洋遇见时候一样的台词，夏洛特在邀请我们来伊-幽。


    ……突突，突突突——……


    听到了，如同从肚子的底部发出的重低音。


    是发动机的声音。


    伊-幽，正准备再次行动。


    「不用你说我也会去那里。两次盗窃核潜艇的重大犯罪者还敢出现在武侦面前悠哉现身，不要以为你能轻松回去。在此逮捕你，夏洛克・福尔摩斯！」


    我拔出了贝瑞塔，准备用自行车再次跨越。


    「金次……！」


    对着互相看着我和夏洛克而陷入慌张的亚里亚，我说到


    「亚里亚。你可以不用战斗。因为你不可能来真的。」


    因为亚里亚无法对尊敬的夏洛克举起枪口这种事情，我是知道的。超过她的时候我如此告知。


    ——啪！


    用使用樱花一样的感觉踏出了脚，使自行车像火箭头一样冲了出去。


    瞬间的加速使得自行车越过车道旁的路边石，冲上了向泰晤士河方向倾斜的防掉落栏杆——


    将这个当做跳台，以伊-幽为目的地的我犹如在空中舞动。


    各种乱来的动作使自行车的辐条折断，车的骨架弯曲，前后轮同时爆胎，在空中变得破破烂烂的了。


    和车的碎片一起，我往伊-幽的舰桥方向落下。


    「——夏洛克！这个樱吹雪——忘记了什么的，可不许你说的啊！」


    使用樱花的脚后跟下踢，夏洛克他——


    用没有拿烟斗的那只手的手掌，准备接下这一击。


    ——啪！我的脚踢，感到就像踢破了足球一样被阻挡，威力大都被消除了。


    大概，是用空气做了缓冲。大概是夏洛克从莎拉那里学来的招数吧。


    「怎么可能会忘记呢。所以现在，就稍微允许我使用一下超能力吧。」


    夏洛克抓住了我的脚脖子，用瞬间想到的动作迅速扭转了过来。


    因为我早料到他会来这一招，我配合着他扭转的方向，身体也跟着旋转——


    右手的枪口，对向了脚下的夏洛克。


    ——叭！叭叭！


    枪口的闪光一闪，金色的空子弹壳和我一同旋转散落于黑暗中。


    但是，夏洛克迅速放开了我的脚，用手伸向我的贝瑞塔，轻轻的将其压开了一点。


    我开了枪，眼看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这次他又抓住了我的手，缠住了我的手指。


    就这样与还拿着贝瑞塔的我的手，擦擦，展开了手指相扑的状态。


    这是根据手指，针对手指的关节技——


    「这个是叫拉钩是吧，在日本。」


    哈，等到注意到的时候。


    贝瑞塔已经到了夏洛特的手中。


    「稍微有点不同哦。」


    ——叭哫！丁！夏洛克开枪了。我用已经开保险了的沙鹰，利用射子弹进行迎击。


    当的一声，我终于以单膝的姿势降落在伊-幽的舰桥上。


    就在夏洛克的前方不远处。


    夏洛克微笑着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在我看来，似乎使枪看得像L字样的手势拿着贝瑞塔。表示：不会开枪哦。这样的把戏。


    「……不用的话，就还给我啦。」


    我伸出了左手。


    「好吧。」


    砰的一声，把贝瑞塔还了回来。


    对此，我血气上涌，正想把两只枪的枪口都朝向夏洛克时——


    夏洛克把烟斗放到自己嘴里，用两只手——嗖嗖嗖，再嘿咻嘿咻嘿咻。


    牵引着我的手臂，向我的手腕和手肘的位置诱导过来。


    当我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我的两只枪正抵着我自己的胸口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已经把樱花的力量从脚中撤走，全部涌到了我的头部放出了亚音速的头槌——


    「哦！你的头槌我可不想再吃第二次了。」


    在只有一寸之隔的前面，夏洛克苦笑着做出了「稍等」的手势。


    这家伙的手和胳膊，至少脸部被打中一下也好啊。


    但我除了解除樱花以外，别无选择。


    从舰船内跑到舰桥上的——


    意外纤细的小女孩的身影，从视线的一端映照了出来。


    「远山！战斗是不可以的！夏洛克卿他是，同伴啊！」


    听到这个稍微有点鼻音有有点呆萌的声音，我瞪大了双眼。


    睁着一双闪亮的眼睛，身材比142公分的亚里亚还要幼小，经测定只有138公分的黑发少女。


    「……猴，猴……！？」


    是很畏寒吗？身上没有穿着名古屋武侦高的没节操半身水手服……而是毛茸茸的羽绒夹克衫——


    我没有看错。


    是在香港的时候分别的，猴。


    「我们是经由香港到伦敦的哦。我推理到她会成为我们的调停人」


    ……夏洛克这家伙。事先就推测到自己只要现身，我就会过来强行逮捕他，为了制止我而准备了女人吗。


    当然，特意把猴从香港带过来一定不只是这个原因吧……


    因为爆发模式下的我，对女人的话，基本都是会听的。


    「哦哦，对于从温暖的地方来到伦敦的猴君来说，伦敦的寒冷已经感觉到了吧。来来，进到船里面吧。」


    也不回转船身，就直接朝泰晤士河的河口方向开始退却。


    不久再次开始潜航的伊-幽的甲板——已经，沉没在水中。


    现在只有舰桥还露在水面上。


    「金次，曾祖父大人——」


    从刚刚莎拉她们降落下来的伦敦桥那儿，沙——的一声，使用钢丝的亚里亚正垂直降落到舰桥上来。


    压着褶裙着地的亚里亚，看到一脸不爽的我，和一脸超爽[image: note]的夏洛克，以及在来回看着我们两个的猴，一脸搞不清状况，这让她眼睛开始转圈混乱了。


    
      
        	原文为心情超好（PS：这样翻真的没问题吗…

      

    

    「亚里亚，没事的。我和金次君是绝不会做互相伤害对方——而让你哭泣的事情的。对吧？金次君？」


    真是会说啊，夏洛克。你这家伙，明明朝亚里亚背后开过枪。


    但是……


    嘛，的确从你身上没感觉到什么杀气倒也是事实。


    我一边收起贝瑞塔和沙鹰，一边望着渐渐上升的水面。


    伊-幽渐渐隐藏到水下。离完全下沉，也只有不到三分钟了吧。


    到那为止必须做出决断。是要乘上去，还是撤退。


    猴也看上去很担心的样子。看着我和亚里亚是否要出去。


    但在这种情况下，夏洛克还有闲工夫给他的烟斗加烟。


    然后，对着现在这个可以说和他最为敌对的……我，开始了攀谈。


    「从阎君那里，传来了想要和你们处好关系的联络。这个似乎会变的很有趣。」


    「你在说什么啊。用核潜艇从香港来到伦敦，是这个联络来之前就已经变成这样了，可以推理出来不是吗？」


    「真是非常明白呢。看来你也变的会初步的推理了呢。」


    「还有一个——现在的我能推理出来的。这个核潜艇现在要去的目的地。」


    说到这里，似乎没有听懂的亚里亚和猴抬起眼睛看着我。


    「我和亚里亚只能乘坐这艘船，也就是说，是最后的壳金所在的地方吧。鬼们在这个时候渐渐撤退。也就是说，去霸美的所在地。」


    「正是如此。引导去离日本也很近的——鬼之国。旅程的话，大概只有165个小时。我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绯色研究』，也推测出了最近会遇到瓶颈。为了解开这个而什么也不做，这我可忍受不了。于是就『搭桥』过来了。


    果然……是在鬼之国吗。


    虽然夏洛克表示会协助我们，并向我们做着夸张的手势……


    「——亚里亚。这件事情很危险，和梅露爱特指示给我们的正道也不一样。但根据了解的情报，能阻止你的绯绯神化的方法不止一个。从哈比那儿夺回壳金，再一次切断联系——也就是为了不让绯绯神控制你的精神，将影响切断的方法也是可行的。你只会恢复到宣战会议前的状态罢了，虽然很难说会完全解决——


    尽管如此，作为紧急处理还是有12分作用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是否要与夏洛克和鬼们一起搭上伊-幽，这个最终决定权就交给你了。」


    我在这个无法看穿事态发展的情况下，想征询亚里亚的直觉会如何处理而向她询问。


    亚里亚考虑了数秒后，


    「上船吧……」


    如此回答了。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哦。因为那些鬼们擅自潜进伦敦大闹一场，这次就换我们进伊-幽里大闹她们一场吧。」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被打了就打回去。某种程度来说这真是重情义啊。这是世界上武侦通用的座右铭。


    而且，这也很像亚里亚的处事方式。


    我也是稍微对亚里亚出手的话，一定会被反完爆的啊。


    「而且，就算是听从梅露的建议——我和你想经由航空回到日本或许都很难吧？现在我虽然各种事情腾不出手，因为还被外务省监视着。首先一边去鬼之国夺回壳金，一边等着和外务省交涉的结果。之后还应该直接向白雪询问事情哟。」


    被这么一说的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虽然似乎被夏洛克送了一个人情让我不爽，我——还是跟在了亚里亚，猴和夏洛克的后面——


    让河川的水从深处不断流进来，脚踏上了通往伊-幽内部的阶梯。


    



    入口的阶梯上部的舱门是超合金制的，就像隔离墙一样连续关上了几道门。


    一边听着头上传来的发动机的声音，我们一边朝着伊-幽舱内的螺旋楼梯向下走去。


    在LED灯照射下的楼梯就像梯子一样狭窄陡峭。夏洛克或我都好几次擦到腰或肩膀。猴也是一会儿不小心将手提包撞到扶手上，又是外套把衬衫卷了起来，不时发出「呀啊啊啊啊」这样呆呆的声音。噢噢，虽然知道了里面果然还是穿着切断的水手服，但几乎是从正上方的角度，再多的地方却看不到了。


    「那么再次欢迎你们，金次君，亚里亚，欢迎来到伊-幽。」


    和夏洛克的声音一起降落下来的，成为伊-幽表面上的玄关大厅上——


    「……还是一如既往不得了的收藏啊。」


    犹如博物馆一样摆放着的恐龙全身的骨骼标本，被枝形吊灯映照出来。


    地面是大理石制的。墙壁上，摆着成排的灭绝动物标本。


    之前进来的时候尽管也有想过，这个时刻彻底忘记了这里是在潜水艇里。


    在长期跨海潜行的伊-幽里，所以才特意布置成这样的吧。


    「之后可以再慢慢参观，金次君。因为从这之后到鬼之国，还有好几天的时间要在北极海中转圈呢。首先就和阎君她们一起，一起享受点心时间吧。详细的话就留到那时。」


    夏洛克这么说着，在无齿翼龙的标本的旁边走开了。


    亚里亚也正跟在后面，


    「远山！猴一直想见你！离开了香港之后，在欧美或日本一直活跃着什么的。真不愧是远山。虽然之前很担心万一和夏洛克卿打起来的话事情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


    脱下了夹克又变成了原来的半身水手服打扮的猴，一路小跳着，向我蹦来。


    橘色的尾巴扭动弯曲着，变成了爱心的形状了哦。


    「啊啊，能再次见面我也很高兴哦。但是我没想到夏洛克会把你带过来就是了。」


    稍微带点木薯牛奶似的甘甜气息的猴的身体，要做「高高的，高高的」的抓住她的身体并抱住……


    「在北角的粥品专家那儿吃粥时，不知何时夏洛克卿从正面出现——『您好，我是远山金次君的朋友哦。』一边喝着粥一边这么说道。」


    夏洛克那个家伙。从猴看来，他以我一样的方式现身，这就是所谓的证据吗。


    说到底，为什么连这种事情都能推理出来啊？


    虽然是从诸葛他们那里听来的也说不定。


    「虽然夏洛克卿在这个时候和蓝帮接触后，『希望你能做金次君和亚里亚的绯绯色金的顾问。』这么说着，夏洛克卿最后直接把我招走了。」之后被我放到地板上的猴……


    愉快的骑着放在楼梯下的，带辅助轮的脚踏车。


    超迷你裙的背后，座板和臀部直接也不夹点什么全是空隙的猴说道


    「猴也想要报答远山拯救了香港的这份情。」


    从旁抬起头看向我，露出似乎充满爱意的笑容。踩踏板叽嘎叽嘎过来，辅助轮开始嘎啦嘎啦响了起来。


    在全长有300米的船内，还是有自行车会比较方便的意思吗。


    确实……猴的体内携带有绯绯色金，也可以化身为人工的不完全的绯绯神——孙。就像是人工绯绯神差不多的人才。


    想要接近绯绯色金真相的现在，对于能借助到的智慧，没有比她更好的人选了。


    对于将猴带着过来的毫无差错的夏洛克，亚里亚，我，还有猴紧紧跟了过去。


    但是，夏洛克……


    对着刚刚还大打出手的我，一边走着还那么大方的露出后背给我看，真是有胆啊。


    虽然这么想着，这么说来，有说过夏洛克失明了，依靠感觉气流的流动来代替视觉。或许这前后没关系。


    于是我无视位置顺序，向夏洛克的旁边追去。


    「喂，夏洛克，刚刚那只翼龙。是你的宠物吧。难道像侏罗纪公园一样，从白垩纪的琥珀中发现了恐龙的血液不成？」


    「不是，是从化石中做出来的哦。化石是石头在半个世纪前是常识。在现在，从生物化石到分子化石，也就是提取DNA差不多类似的东西哦。」


    「……话说回来，为什么非要做恐龙出来啊？」


    「男孩子还是比较喜欢恐龙吧？金次君，我也还是一个男孩子啊！」


    尼吼——！笑出来的夏洛克的脸……


    明明已经活了150年多了，却比我还像个少年。


    



    先不说有放射能这个很大的缺点。原子能能生成巨大的能量已经是科学的事实了。


    仅仅一克的铀，就能生成相当于3吨的石炭的能量。


    因为核潜艇就是搭载了原子炉的潜艇，可以保证提供半永久的几乎无限的电力。


    用无限的电力使海水脱盐，也可以做出无限的淡水。因为这些淡水进过电力分解，氧气也是无限。无论造了多大的船，战略性的持续航行能力也是无限的。


    因此长期航海的设备，泳池和网球场，游戏中心或是牧场等等，装备了让人怀疑听错了的设备的核潜艇，就美苏来说事实上不断被建造出来。


    尽管如此，如同这个伊-幽一样自由建造的船舰，世界上也没有类似的吧。


    在建造的让人联想到博物馆或大学的舰内行走着。爆发模式开始解除了……变得自己在第几层甲板的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程度了。


    就这么到达了，在一片草地，似乎只能这么形容的人工大温室里——


    穿着和服的阎和津羽鬼，把桶盖稍微掀起朝这边窥视的壶，还有，身着西装夹克和花格子裙子姿态的莎拉。


    鬼一行人正往地上铺开非洲风格的席子，似乎正在进行野餐的样子。


    视线交汇，对着稍微摆出战斗姿态的亚里亚和我，阎朝我们招着手。


    「来吧，来开个修复关系的派对吧。」


    夏洛克如此催促着……暂且打开了手枪的安全装置，接近了她们……


    席子上堆满了像山一样的饭团，汉堡，香蕉春卷，绿花椰菜的沙拉，还、也有三明治之类的。


    但是，鬼们似乎只在吃着饭团的样子。


    「……只会吃饭团啊。你们。维生素C什么的不摄取可以吗？」


    对着注意着气氛发问的我，正座在阎旁边穿着黑和服的津羽鬼做出了生气的脸色。


    「要说『饭团子』。」[image: note]


    
      
        	PS：指的是饭团的谦让语，鬼们讲的日语比较古老，所以这方面阅读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为什么？」


    我拿了一个饭团慢慢坐下来询问道。盘腿坐着的阎说道


    「因为那是有『斩鬼』含义的禁忌之语。」


    虽然好像说了一大堆听不懂的说明，嘛……这个场面的气氛已经好转，敌对关系好像已经消失了。而且也开始和我闲聊了。


    津羽鬼似乎很讨厌我的样子，是因为我和阎反常的很平和的对话的缘故吧。


    虽然这是最近才知道的人际关系的系统，对姐姐辈憧憬着的妹妹辈，对我和姐姐辈的交谈会感到生气。也就是说津羽鬼她，和白雪的妹妹，亚里亚的战妹，间宫明里把我视作毛虫一样讨厌是一样的现象。


    因为津羽鬼看起来很尊敬阎的样子啊。


    （也就是说，已经放弃敌对关系的意思吗……）


    只有我还针锋相对是很丢脸啊。


    亚里亚和夏洛克也坐到了席子上，拿起了汉堡或三明治。


    猴也扑通坐了下来，拿起叉勺吃起了香蕉春卷。


    亚里亚偶尔也会坐到狼吞虎咽的吃着花椰菜的莎拉旁边，


    「你的这身衣服，是哪里的制服吗？」


    「这是男装，苏格兰风格的裙子。」[image: note]


    
      
        	PS：就是小沈阳在小品《不差钱》里穿的那个服务员装。

      

    

    等等像英国人一样用英语对话着。


    另一方面，留着短金发双马尾头的壶……看也不看这里一眼


    「夏，夏洛克……」


    用蚊子般的叫声叫着夏洛克，正从桶盖的缝隙里递出了烤马铃薯。一共用了四只褐色肌肤的手，非常尊敬的。


    夏洛克正对我和阎的对话感到非常有兴趣


    「哦哦，是烘焙组马铃薯啊。谢谢你，壶君。」


    与穿着西装的细腻姿态完全不合，笑着接过了烤马铃薯。


    壶她……从盖子之间能看到的眼镜下的脸变红了，不要漏出了「嘿嘿，嘿嘿嘿。」之类的不检点的笑声啊。什么啊那是。


    一边吃着里面没有夹东西的饭团，一边和女人叽叽喳喳聊天也不是我的强项——因此我一开始就直奔主题。


    「你们似乎有想与我们停战的意愿之类的话，我从夏洛克那儿听说了。」


    我向阎如此说道。


    阎明确的点了头，用她金色的眼眸直直望向我。


    「是的。把亚里亚变成绯绯神大人，等同于杀了亚里亚的灵魂，也就是说，等同于杀了亚里亚的爱。我们三鬼讨论的结论，我们对此产生了迷茫。鬼是不会迷茫的。」


    「产生了迷惑的话，赶紧消除掉，这就是鬼的道路哦。」


    阎和津羽鬼的话，被注入了相当程度的觉悟。


    ……好像是认真的啊，这个和平谈话。没有在这里开战也是事实。


    虽然鬼一行人曾经一度想把亚里亚变成绯绯神……


    现在却对把亚里亚的人格消灭这件事情，感到讨厌的意思吗。听了爆发模式下我的说教。


    虽然是我自己回想起来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的有关于『爱』的谈话，如果能引出往好结果的发展就谢天谢地了。


    「霸美，哦霸美小姐是怎么说的？对这件事。」


    如果直接叫名字鬼们又会生气，我对那个霸美的鬼也加上了『小姐』来称呼。真是辛苦啊。


    「这件事情，要根据户主大人的意思来判决。比起远行还不如用电信传达可是很失礼的哦。我们要直接，找准时机提出忠言。用斩断阴谋的觉悟。」


    「『找准时机』是什么时候啊？」


    「不知道，要看户主大人的心情。」


    「那应该会赶不上吧。就算放着亚里亚不管也会自动绯绯神化也不一定。玉藻那个狐女有说过，三月底就是期限了。」


    因为伊-幽船内的通用语言是日语和德语，我们则是以日语在进行对话……


    鬼的语言非常的古老，归国女子的亚里亚似乎没有搞懂一些对话的内容。


    但是可以感受到我焦急的意味，带着严肃的脸色听着。


    「玉藻殿下，说了3月30号吗……确实，或许赶不上啊。」


    「阎，切腹什么的就免了，到了鬼之国后吧我带去霸美小姐的地方，之后我自己想办法。」


    「自己想办法，你要怎么办？如果是去和户主大人打斗的话，我拒绝。」


    「有忠诚心自然是很好。如果你们有决心要拯救亚里亚的灵魂的话，不积极也没关系助我一臂之力。亚里亚的绯绯神化，只要再有一颗壳金就可以阻止了。这个壳金，现在在霸美小姐手中。你们没有必要战斗，我夺回壳金的时候装作看不见就行。」


    我说了痛斥霸美之类的话之后——


    原以为鬼们会生气的，结果都叹气了。


    就像父母看着不懂世事的小孩子一样的反应。


    之后津羽鬼说道


    「远山，阎姐不让你和霸美大人战斗，都是为了你好啊。」


    「为了，我……？」


    「你一旦和霸美大人互相争夺起壳金的话，你连碰到霸美大人的手的机会都没有，一瞬间，就会被杀掉哦。这样一来，也会把你的爱杀掉了。」


    「被杀掉？武侦每周都会听到这种威胁。我啊——」


    打断了这么说的我，阎她……


    「远山。你难道不懂算数吗？在伦敦的时钟塔上已经互相接招身体已经有感觉了吧——我和你势均力敌。而且之前也说过了，就算我们七鬼都在，也不是霸美大人的对手。」


    ……就数字上说，已经宣告了我的必败了。


    爆发模式下的我虽然赢了阎，但那是因为瞄准了阎对家族的爱的破绽。就力量来说和阎说的一样，完全是不相上下的感觉。


    拥有超过阎七倍战斗力的，霸美……


    ……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这次似乎不是我能打倒的对手，但是啊。


    在充分了解到事实之后，我闷闷的沉默了。


    我只能沉默。


    「在鬼之国的时候，会让你们去拜见的。因为户主大人也想见你一面的。但是，即使是见面——绝对不能争吵。因为我也会站在你身边申辩的。和平对话啊。」


    对话？和那个话也讲不完整的霸美酱？如果能做到的话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啦。


    但是，现在在这里抱怨的话阎她们好像会生气啊。


    好不容易处于和解状态，暂时……先做出不说话，顺从的意思吧。


    



    在这之后，用汤匙把烤马铃薯吃完的夏洛特不知跑哪儿去了——


    阎和津羽鬼、猴，以及在吃饭中互相和解的亚里亚和莎拉也去泡温泉或洗澡或睡觉的，三五成群的离去了。


    在像草地一样的温室里，只剩下我，还有把铁桶的盖子稍微打开，用竹竿往里面盛剩饭的壶而已。


    从偷听到的亚里亚和莎拉的对话猜测，几乎是自动导航的伊-幽现在正往北极海去的样子。因为完全没有晃动，所以也就没有在移动的感觉。


    从时间来看……也快到黎明了。


    因为根据贞德在东京说过的话，壶似乎也是伊-幽的初期生。


    「喂，壶，我对伊-幽的内部不熟悉。男的应该在哪儿睡才好啊？」


    如此询问后。


    「像你啊，就睡在这荒野就行了。」


    还真是随便哪，喂。


    对夏洛克明明那么尊敬。


    但是啊，似乎有点了解了。这里贞德的情报又有了用武之地了。这家伙是个天才。在伊-幽学习时候，她似乎只听从夏洛克的命令。


    我深思着壶和夏洛克都是天才，是否在什么地方有一样的感触呢……


    「壶，你这家伙，喜欢夏洛克吧？」


    对待女孩子不够细腻的日本学生代表我，突然如此说道。


    ——咳噗！


    壶就像在铁桶里引爆了炸弹一样，整个盖子朝上飞去。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是啥？铁桶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发出了热气。


    「哇呀！什么啊！远山……！什，什，什么……！」


    把撞到天井再落下来的盖子，啪沓，用四只手接住，啪叽！


    再次戴到头上，从缝隙那里——盯——。发热的犹如在闪光一样的脸，盯向我。蒸汽好像从壶的头上不断升腾起来。


    是很容易看穿的类型的女孩子啊—……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吧。已经有向本人说过了吗？」


    「——怎，怎么可能说的出来？如此丑陋的我，和如此美丽的他，是，是不会相配的。」


    「只是引诱的询问之下就上钩了，而且也承认喜欢他了。


    （……很好，这家伙说不定可以成为攻略霸美的突破口也说不定啊）


    刚刚虽然作出沉默并服从的样子，我可不是那种被阎说：「好好谈判。」就会回应「好的，我会这么做的。」如此程度的率直的人啊。


    要怎么做才能霸美那儿夺回壳金呢？虽然现在完全没有头绪，但是首先要从这家伙的嘴里套出霸美的情报才行。


    战斗前的情报分析决定了胜败的8成。什么的，高天原老师在上课时可是有讲过呢。


    「你对自己身体外表抱有着自卑感也说不定。但是，女人可不是只看外表哦。同是男人的我这么说一定不会错。而且，你的脸蛋，看上去相当可爱哦。」


    「真……真，真的吗？那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和我合体[image: note]？」


    
      
        	PS：原文是『抱』的意思，日文中有sex的意思

      

    

    「不，不要说这种一球直达本垒的话啊。等一下，哎——，是呢，首先从写情书开始。」


    对恋爱相关话题最不擅长的我，说出了小学生水平的提议后……


    「——情，情，情，是情书吗！」


    啪叽！把铁桶的盖子盖上把自己关在里面了。


    「……喂，壶。」


    铛铛，敲打了几下铁桶……但是没有回应。


    ……突然间的，就失败了吗？


    正想到这里，啪沓，盖子稍微打开了。之后从里面，哒。用毛笔写着「致夏洛克」几个字的，类似封筒的东西出来了。


    接过来一看，好像时代剧里会出现的……信，吗？这个。


    而且，稍微打开了桶盖的壶她，脸颊通红的用四只手徐徐遮掩着……


    「远山。请把这封信，转交给夏，夏洛克卿。我从来没有和男鬼打交道的经验，像这种，情，情书什么的，直接交给他什么的，我没有这个勇气。」


    呼——


    鬼也各自不同啊，没有勇气送情书的鬼，也是有的呢。


    虽然我也没有送过，到底需要多少勇气，我也不清楚就是了。


    「还有就是这件事，绝对，不能和别人说哦。鬼和人结合是不能原谅的。是违反天理的事情。要是被阎和津羽鬼看到的话，一定很吃惊，会被嘲笑的。」


    啊啊——，是少女心呢。


    「不要这么害怕嘛，明明是个鬼。那么，这封信我就转交给夏洛克哦。但是，这可不是免费的哦。就算是邮局也会收邮费。你，要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


    「那——，这个交给阎她们也没问题吧。」


    「什，为什么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


    ……不知为何，似乎稍微变得有点可爱起来了哦。


    但是这里是要找出对付霸美的策略，都是为了亚里亚。


    把心化为恶鬼也要打探出来。


    「人类和鬼的身体从解剖学上讲稍微有点不同吧？我啊，对人类所没有的鬼的器官很感兴趣啊。比如鬼袋什么的，是长在鬼的什么地方呢？」


    亚里亚的壳金，藏在了霸美的鬼袋中。


    就算用外科手术或其他什么方法剖开这家伙的肚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话也很困扰啊。


    如此想着问道，果然刚刚一直在注视着夏洛克，似乎没有注意我和阎的谈话的壶——


    并没有理解到问题的深意的样子


    「人类的好奇心还真重啊。就在胃的上面哦。」


    完全的告诉了我。


    



    另外我也让她画了舰内的地图。


    （但是，真亏她能用毛笔在和纸上画出来啊，这种地图。那个直线是怎么样画出来的？）


    夹杂着古汉字，即使看起来很难阅读，也不断探寻着……


    保险起见，曾经和夏洛克战斗过的，ICBM的仓库也事先查看一下好了。


    描绘着电台故障字样的间隔墙想自动门一样打开，在那里面——


    （唔啊——……都囤积着哪）


    大陆间的对空导弹，还有8枚吗。


    但是，从外壳上描绘的『北极星09』的字样上可以知道，这个并不是核弹头，而是某种逃脱装置——乘坐物。


    这么说来，在外挖的通道里，救助了遭到希尔达袭击的我和亚里亚的华生那个时候也是……


    「华生君乘坐的是5号机吧，在你上次拜访这里的时候。因为她是自由石匠派来的卧底的身份暴露了，所以就用招待客人一样的方式来应对了。」


    似乎推理到我会来这儿的夏洛克，更是将考虑的事情说了出来。


    回过头看，夏洛克站在隔离墙的旁边，正转着手上的手杖。


    因为对于被预测或推理各种事情侵害到了个人隐私这种事，已经懒得抱怨了——


    「……虽然我想过是这么一回事了，果然华生曾经呆在伊-幽啊。话说夏洛克。你啊，虽然之前在这里射出绯弹之后就好像迅速变老了——现在又看上去像只有20岁了。已经没有绯弹的你，是怎么做到的？」


    「金次君，你在被提示到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的时候，应该从事实出发，到解开问题前推理出所有隐藏的可能性哦。远离死亡，返老还童的方法难道只有色金一种方法吗？实际上，和你分别的那个夏日的傍晚，我从生理的角度讲一度处于死亡状态。但是英国的某位侯爵被罗马尼亚的NGG的玛利亚女士……弗拉德的妻子所拜托，在死亡不久让我复活了。现在也得到了她的协助，在NMN调节了遗传基因的蛋白质，使其活动亢奋，试着达到返老还童，我也通过了几次的成长期，想试看看能将其智能持续提高到什么程度。」


    ……虽然不是很明白，看来在伊-幽时期的关系在这个方面也能随心所欲的做到吗。


    但是，是有说过成长期怎么样吧。怪不得，刚刚在泰晤士河时候的手感。


    比起之前战斗的时候——更强了啊。


    「随意玩弄遗传基因，变成弗拉德那样我可不知道哦。」


    「我会真诚接受你的忠告。」


    但是现在，看起来不是先前在这里遇到的敌对的夏洛克。


    所以我——


    「然后，你能推理出来吗？亚里亚她会变得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告诉我。」


    既然这个家伙愿意当我的伙伴，就直率的寻求帮助吧。这么说后。


    「……虽然很惭愧，我还是直说吧。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啊？」


    那个夏洛克会直接举起白旗投降，我对此目瞪口呆。


    「——说到底色金这种物质，并不是会随着我的推理而前进的东西。也有这个原因，我在那个时候，把色金托付给了下一世代的你们了哦。赐予亚里亚的名号——『绯弹的亚里亚』也蕴含着，希望解开绯弹秘密的愿望。」


    「……就因为不知道，就擅自将担子推给她。还装出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吗。」


    「什么都懂？这真是抬举我了，金次君。就算是我，也有推理不出的很多件例外哦。对这些例外进行品赏观察，就是我的生存意义。所以对绯绯色金——还有绯色研究的事情才如此上心。哦哦，当然还有你啊。」


    「……我？」


    「你也被梅露爱特说过吧？你是『哿』。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也就是说，你是会走动的矛盾。矛盾是无法推测的，是背离常理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例外对例外。也就是说你，以及和你一样背离常理的例外——绯绯色金，你是非常适合去找出其真相的人选了。对我来说，你是和色金一样程度让我大感兴趣的人物哦。」


    「不要说一些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话啊。」


    世界上大体的事情都能推理出来，对夏洛克来说的话……


    反倒是『无法推理的事物』更加有趣的意思吗。


    因此无论是多麽糟糕的事情，因为头脑出奇的好同时又具有力量，实际上也能干预。结果，为了寻找答案而把周围的人都卷了进来——危险的名侦探啊。真是，所以才给我打开了名为色金什么的潘多拉魔盒，给这边添了很多麻烦啊。然后，要关闭这个潘多拉还需要另一个潘多拉魔盒，这就是我的工作吗。


    （但是嘛，收拾烂摊子也是武侦的工作吧……）


    我深深的叹了口气——


    说起来，以前夏洛克和我在这个仓库战斗的时候……想起了他是有说过无法推理到男女的恋爱心理什么的吧。就是说从开始就宣言了即使是世界第一的名侦探，也并不是能预测任何事情的意思吗？


    ……啊，说到男女想起来了。


    「稍微转移下话题，这是给你的信。」


    说着我把放入防弹制服口袋里折了三次的和纸信封拿了出来。


    「信？」


    「没推测到吗？」


    「啊，是预料外的事情哪。」


    也是呢。说起来这封信可是情书，恋爱心的集合体。


    怎么样啊，是不是有浓厚的兴趣涌上来啦？夏洛克君？


    是壶给你的。之后再读，然后写回信吧。因为是秘密的书信，要注意方法哦。


    刚刚收到了烤马铃薯，又被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提出这个名字的话，应该会来乒——一下的感觉吧……


    「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让人深感兴趣的话题啊。在同一艘船内，采用寄信的方式。而且还经由代理人转交过来，真是深刻的谜团。」


    夏洛克发着呆，对没有推理到这件事感到惊讶万分。


    即使陷入收到女性的秘密信件这样的状况之中，还是想不到信件内容的样子。


    这家伙……和我是同类哪。虽然我是因为身患重症的原因，夏洛克则是一直专注于解开谜团，平常几乎没有把女人的事情放在眼里吧。


    从我这儿收到信的夏洛克，对没有推理出内容这件事感到懊悔吗……


    在开封之前，做出和亚里亚很像的动作，双手交叠。


    是认真在推理的习惯吗？而且做出了像梅露爱特一样的动作含起了烟斗。


    「如果事情的外表越看越神奇，其本质应该是极为简单才对。反过来像一张平凡的脸一样的程度，没留下什么印象……」


    而且接下来，咕噜咕噜得吸着烟，把写有『致夏洛克卿』字样的信拿在手上沉思着。


    似乎真不明白的样子。


    壶，真是好手段啊。只有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危险人物夏洛克——看起来也暂时成为了一名安全的名侦探。


    



    夏洛克他似乎想凭骨气推理出来，但我也不是那种喜欢看着别人拿着收到的情书而沉思的那种不懂风情的家伙，于是就选择出去了。


    然后，凭借着地图，为了寻找可以安心睡觉的地方而漫步走着。


    虽然有普通的士兵房间，不过对二年级的远山来说，那里可是被评定为『不幸之所』。咔嚓一声开门的话，大概又是女孩子们正在换衣服，之后被暴揍的命运在等着吧？即使是我，也是有渐渐装备了危机管理系统的哦。那种地方怎么能去啊！？


    这样就避开了起居室，以似乎安全的地点为目标而在船内闲逛着。


    图书室的沙发。以睡觉的地点来说似乎不错。杂物仓库，似乎满是灰尘。


    客厅里的巨大贝壳里，看起来似乎也很不错哦。


    如此，这般晃晃悠悠的走着时——


    出现了一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房间。


    地图上有写着『洗衣间』？


    因为有着很香的洗衣剂的味道，想着该不会是浴室什么的，身体已经有了反应……打开灯一看，不是啊。


    排列着一大排圆筒式洗衣机和干燥机。


    是洗衣间吗。实际上，这房间差不多有自动洗衣店那么大。


    这么说来，夏洛克有说过要航行一个礼拜左右啊。


    难得是免费的，一会儿让我也来洗一下衣服吧。


    （如果到这么大的洗衣间的话，在台场可是要花至少800日元的哦。算是赚到了啊。）


    之后，咚咚地敲着正在运作的洗衣机的时候……[image: note]


    
      
        	PS：前方高能！

      

    

    「……？」


    脚下，有东西掉了，是块小小的布。


    是什么啊？这么想着的我把它捡了起来。


    ……


    …………？


    看起来好像是手帕啊，是白色的布……是些旧的感觉吗？有用过的感觉啊。


    但是仔细从一些小地方看来，不是手帕。


    ……有种不祥的预感。


    将其展开来一看。


    「……这……这……！」


    内，内内……


    这不是女，女生的内，内——衣吗！下面的！为什么会掉在地板上！？


    而且，白木棉材质，中下部位有一个缎带我有印象。龙，是叫『龙卷地狱』来着？用这个风的招数把我和赛恩还有英国王子吹飞的时候，偶然间目击到的，原来的眷属，伊-幽主战派的残党——莎拉的不是吗！？


    各种信息让我头晕眼花的时候，好运到头了。


    被评定为有『不幸』体质的我的眼前，咔嚓一声。


    「……！」


    想着衬衫和内衣的洗涤差不多该结束了，而过来的——


    ——『飓风的莎拉』小姐，出现在我的面前。


    「……！」


    莎拉她，看着将那内裤展开像是假面一样铺在脸上正静止在那儿的我……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以这边也能听到声音的程度身体不停的颤抖着。


    发出绿光的蓝铜色眼瞳里——呜哇——眼泪正浮现出来——


    「呜哇啊啊啊！」


    哒哒哒哒哒哒！跑过来了。


    我想着会不会被她用鼬鼠切断脖子什么的，但莎拉过于惊讶以致无法集中精神使用魔术的样子。这真是，太好了！


    之后朝我呯一声，她把身体朝我撞过来了！然后，啪嚓啪嚓啪嚓！


    「还给我！还给我！」


    跟之前在富岳时被抢走弓箭的时候一样。用弱小的拳头捶打着我的胸。


    平常明明是个很冷静的人，会变得超拼命的时候也是有的。


    但这次的事情我也不是不明白。


    大概是和其他的衣服一起放进洗衣机洗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件掉在地板上，就这样没注意到就回去了吧……


    毕竟我将其拿在手上这种事情，对莎拉来说可以说是全身寒毛倒立一样的光景吧。


    而且她看起来也就是14-15岁左右的年纪。


    ——哔——


    洗衣机工作结束的声音响起，我……


    虽然没有什么确定的证据，是因为手上拿着的这个吗——对于一件事我非常惊讶，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爆发模式。[image: note]


    
      
        	PS：靠一条内裤就行了，渣金你神了。。。

      

    

    但这只能坚持几秒时间啊。因为就是这种类型的血流。


    （——兹——！）


    接着，让飘着香橙味的银发不断飘动的少女莎拉跳着，啪叽。


    从我的手上，拿走了那个。


    「……要还你什么才好啊？莎拉，你是不是看错什么了？」


    我这样装傻，并指向了莎拉拿着的船内地图。


    「……？……？」


    莎拉看着壶画的地图，啪的，看向了洗衣机内部，然后注意到了自己的内衣在里面——


    「滚！」


    拿起附近的洗衣篮，朝我丢来。


    「怎么回事啊？你好像很不高兴啊。」


    「快滚啦！」


    「知，知道了啦。」


    适当的演绎了一下装傻的我，就按照莎拉所说的尽速跑出了洗衣间。


    然后跑到了走廊上……呼——……安心的出了口气。


    做了之后才察觉到，刚刚，我——


    只用右腕，就使出了樱花。为了把内裤以亚音速放入洗衣机内。


    人类大约是四秒一次，120毫秒一个镜头。莎拉也不会是例外。


    所以我趁着莎拉在眨眼的瞬间，将桶式洗衣机的盖子打开，把内裤放了进去。然后盖好盖子，把地图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头上。[image: note]这个期间就过了120毫秒。


    
      
        	PS：一次眨眼就做了这么多事情是有多猎奇。。。

      

    

    ——在这之后，莎拉就拿走了船内地图。


    ——人类在全力出拳的时候，往往全身的肌肉都会连着一起动起来。


    [image: 003]


    



    但是樱花则是全身的肌肉按照顺序动作。


    体内从后往前依次加速，不断叠加是这个招数的原理。


    通常速度的樱花，要使速度达到一马赫，大概需要4-6次加速。


    最先开始时是按照『端头—膝盖—腰—肩—腕—手』的顺序使出来。在天空树和华生对打的时候则是『左手—左手肘—左肩—右肩—右手肘—右手』的顺序也能使出来。


    也就是说，身体的任何部位都能使出樱花。


    从这些条件上，用我爆发模式下的头脑……新技能……的一些线索……


    虽然似乎已经想到一些了，但这时爆发模式却解除了。


    大概，是至今为止停滞时间最短的了吧。


    在世界上，虽然听说过有些人的确有比起女人，女人的衣服或是随身携带的物品更能让其分泌β脑内啡的体质……


    那种对着一块布就可以实际分泌脑内物质达到亢奋的不正常的事情，对于未成年的我来说难度太高啦。


    伊-幽提升了速度，以每小时47海里的时速进行浅深层程度的水下航行以及短暂的上浮，不停重复这样的过程，就这样正在通过北极海。


    虽说是世界最快等级的核潜艇，这也是一种航海。距离日本近海的鬼之国，还要花费165个小时。


    因为要跨过好几个时区，所以也很难说具体要几天，感觉大概是要用六天吧。


    然后，虽然很想好好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天的早上，一大早就被亚里亚抓了过来。


    原本是超人们互相教授技能的学院组织伊-幽舰内，也有像教室一样的房间


    ——亚里亚正把我拉到那儿去。


    「你昨天睡了一整天吧。看看时间，在日本大致是该去武侦高，好好准备参加期末考试的时候了哦。」


    等等之类要强迫我学习来了。


    亚里亚的斯巴达教育法，房间里充满着一旦我要是答错就用独创的手法勒我脖子的气氛。由于对死的恐惧而唤起了我的专注，好歹是把成绩提上去了却仍有生命危险。


    因此我，


    「我自己也说过了不会去了吧。现在回到日本可是会变成秘密入境的。」


    虽然已经做出了舍国家求生存的觉悟……


    「这个方面已经没问题了。今天或明天就会有结果了哦。因为已经向贵族院的保守党议员打了电话，用钱去解决了。」


    亚里亚这样说道。


    「贵族院？」


    「不知道？你是笨蛋吗？英国的上议院哦。在日本是叫参议院。」


    摆出一副仿佛真的对我的无知程度感到震惊的脸色，因为被亚里亚当成笨蛋耍了……


    「切，我才不会被骗的哦。你在潜水艇里几天都没有大闹一场了，用学习的名义，把我当做缓解你压力的出气筒吧。我是不会中你的诡计的。再说了，虽然不知道你是多麽有名的家族的大小姐，会听你这种任性要求的议员不可能存在的吧。有的话那又是个在哪个地方的什么家伙，说来听听啊？」


    「父亲大人哦。因为确实有公私混合了，要帮我保密哦。」


    亚里亚这么说着，嘴巴做出へ字形。


    在福尔摩斯家族看来好似外人的亚里亚，很少提及她家的事情所以不太清楚……


    ……原来是国会议员啊。亚里亚的爸爸。[image: note]


    
      
        	原文为父ちゃん

      

    

    自编理论一秒就被打破的我，被亚里亚用颠球抱法[image: note]强制带去处刑间。


    
      
        	亚里亚用两只手把我举过头顶的搬运方式。虽然大多是在我想逃跑的时候使用的。但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抱，一旦我挣扎就会掉下来，亚里亚的角就会刺入背部的非人道的搬运方法。命名人：笨蛋理子。

      

    

    之后，在那儿就开始了由家庭教师一样的亚里亚老师的春季授课时间。


    一直陪伴我教授我学习到最后的亚里亚她，国文和古文还差一点，其他的科目全都很优秀。还有，像是问题集还有参考书之类的书籍在伊-幽里也有，只不过是英文的啦。


    「……话说，你去做什么了啊？昨天。」


    在做数学的时候，我一边解着亚里亚指定的三角函数问题，一边询问道。


    「在和曾祖父大人交心哦。」


    「关于绯绯神，他有提到什么吗？」


    「这个方面没怎么提到呢。曾祖父大人说他自己也不清楚。所以我必须做点什么啊。」


    「……你不恨吗？对夏洛克。去年的这个时候，被他用绯弹射了。」


    「并没有哦。这个如果交到犯罪者或者国家手上了——」


    把手肘靠在桌上看着我的笔记的亚里亚，把手盖上自己的……左胸，绯绯神存在的位置……


    「比起绯绯神来，还可能被利用在更邪恶的事情上不是吗。曾祖父大人他，把这个绯弹托付给我了。这个被福尔摩斯家族叫做不良品的我，让我继承了从女王陛下那里下达的重要圣令哦。为了回应那个期待，我有要使结局成为happy end的义务哦。」


    虽说对象是一直崇敬着的夏洛克，即使被射了，也能从大局来看待事情，说出这样的话……


    器量，真大啊，这家伙，在这方面。虽然身体很小啦。


    「嘛，射和被射对武侦来说是常有的事啊。」


    虽然真的很想吐槽「嘛，我也经常被你射啊。」什么的，说了一定会被射的。


    所以，我就采取了无灾无难的一般发言掩饰了过去。嘛，这就是所谓的风险管理了。


    「被射到之后壳金就被移出，发生了可能被绯绯神化的危险。这都是在宣战会议上我的失误所致。虽然梅露爱特一锤定音的说去见白雪，不过先去霸美的地方夺回壳金后——弥补了自己的过错之后才能更——好的见面。所以，能搭上伊-幽真是太好了呢。」


    「这么说来，伊-幽……这个，有交给海上自卫队保管吧？」


    在泰晤士河上的时候有悬挂海上自卫队的旗帜，对这点感到在意而询问后。


    「恩，在这里战斗之后，几乎马上哦。去年第一次修学旅行去关西的时候……也就是你和雷姬黏在一起的时候。」


    「不，那个时候，我被雷姬以狙击为名拘禁——」


    「你和雷姬黏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防止曾祖父大人再次偷船的保密契约书也失效了，我在吴港向车辆科的武藤和前伊-幽成员理子发出了请求。是关于对缴获的伊-幽船舰的现场搜查以及托付保管的条件交涉的谈判哦。同时也通知了英国海军那帮人哦。完美的做好了事后处理哦。在你和雷姬黏在一起的时候。喂，手停下了哦。说回来！你好歹也算是高中生了，这里的加法算错了啦，笨蛋金次！」


    「是，是的。真的非常抱歉。」


    之所以变成使用敬语，是因为回想起我和雷姬在一起的事情而变得不高兴的亚里亚——对于我刚刚的计算错误，就如同担心的一样，用手枪的准星突刺了过来。


    但是，对于伊-幽……我心想之后到底变成怎样了呢？是沉没了吗？什么的，再次被夏洛克偷走先不说，还能这样正常的航行着，全是多亏了亚里亚她们吗。


    虽说以日本是以核能为能源，从海上自卫队来看，是极度渴望得到的系统吧。这样一来，对于以极秘密手段托付给海上自卫队的亚里亚，一定是得到了非常丰厚的报酬。明明摧毁伊-幽组织的我，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的说。不觉得太狡猾了吗？还是说，我还抓不到诀窍吗？在这个方面。


    嘛，不管怎么说，既然再次被偷了，就没有负担了。


    如此这般——


    一边被威胁一边学习的时间告一段落，亚里亚看向了手表。


    「恩恩，很好。用功努力过了呢。作为奖赏的放松时间哦。好，站起来。好，前进。跟我来，昨天有看到过，今天又怎么样了呢。」


    然后，带着莫名感到心动的我带往衣装的更衣室。


    然后在那里，穿上了给人感觉应该是希尔达或是理子留下的如同开玩笑一般的毡毛制的长外套。然后我也被要求穿上古典的普通男式外套。


    「干嘛穿的那么厚？舰内不是很暖和吗？」


    「要到外面去哦。现在是水上航行的时候。嘛，如果你想变成冰冻人的话不穿也行。」


    「外，外面？就算是水上航行——这里可是北极海啊？」


    对于惊讶的我，用带着厚重的连指手套的手遮在口上「呼呼」笑着的亚里亚——哒哒哒哒，那如同附着着双马尾的闪耀小学生的姿态，跑出了更衣室。


    因此，我也把外套穿在外卦上，跟上了亚里亚。


    （这个……稍微，散发着一种如同肉桂一样的香气啊）


    啊啊，大概，是华生穿过的吧。


    华生在伊-幽的时候，也是以男性示人的啊。


    我一边苦笑着，一边急忙穿过大厅跑上了狭窄的螺旋状的阶梯，追向亚里亚。虽然还是被头和肩上面的部分衣服盖住了，但是亚里亚还是一直往上，往上，在舰内快速的跑上去。


    说出来头应该会被踹所以还是免了，因为被罩住的还狠贫瘠嘛。那个地方。


    「昨天真的是朝北方的吗？还想着要做天体观测而跑到上面来的哦。」


    我对再次确认现在是处于水上航行状态后，操纵着触控荧幕，打开舱门的亚里亚说到——


    「喂，喂哎。荧幕上显示现在外面是零下25度唉。」


    「没关系的，露天舰桥上装有电暖气哦。天气很晴朗。能把你带来真是太幸运了。」


    呜库……最上面的舱门打开了。刺骨的冷风汹涌而入。是外面啊。


    亚里亚朝我眨了下眼，牵起我的手。


    然后我们单独二人，来到了和巴士差不多大小的露天舰桥上。


    北极海上吹的风，果然——很冷啊。脚下的通风口虽然吹着电暖气产生的暖风，体感温度还是在0度左右。


    船外，一片漆黑。如果不是听到了前方船首把结冰的海水破开的如闷雷一样的声音的话，就禁不住想犹如处在宇宙空间一样。


    「明明还是刚过中午差不多，为什么还是在夜里啊……？」


    我左顾右盼小声嘀咕后。


    「是极夜哦。和极昼正相反，冬天的北极海附近即使到了中午太阳也不会出来。也就是说，一整天，都是黑夜哦。」


    ……好厉害啊。


    北极，简直就是世界的尽头。


    虽然纬度越高，夜晚越长的经验我已经在欧洲体验过了，它的究极形态就是这个啊。


    「一整天，都是夜里吗。希尔达如果在的话，应该会很高兴吧。把你们统统杀掉什么的。」


    「一定呢。会一边呵呵笑着然后说着杀掉什么的古怪的孩子呢。呼呼。」


    咚咚咚……呜……滋滋滋……滋滋……呜……


    因为从相当遥远的地方听到了似乎是战争的声音，我皱起眉头看向了舰尾方向。


    「刚刚的是大块浮冰崩塌的声音呢。没有在电视上或什么地方看到过吗？」


    如此亚里亚为我说明了。净是些让人惊讶的事情呢。北极海。


    世界上在任何地方，充满着不亲眼见识就不明白的事情呢。


    但是……


    亚里亚，你为什么在看上面啊？不是声音传来的方向啊？


    之后虽然稍微有点在意，刚才开始汔咔，汔咔，一瞬感觉到的淡粉色的微弱的光。


    「什么啊？有什么，在哪里闪着光……？」


    「你的感觉真是迟钝哎。快看上面。」


    又被亚里亚的动漫声优音命令往上看，我一抬头——


    （……兹……！）


    遥远的天空上，一闪，一闪的……


    虽然断断续续的，但是是犹如幕布一样的形状——


    「——极光……吗？这个？」


    粉红色的极光，正在翻转着。


    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呢。极光。


    所谓极光，是指从太阳而来的带电粒子流冲击极地大气层的时候，在高空100公里处发生的发光现象。到这里为止，我还是知道的……


    没想到是一瞬的闪耀，如此快速消逝的事物啊。因为只从照片上看到过，还一直以为极光是静止不动的呢。还有单一的色调也很意外呢。


    说起来……真美，哪。


    而且很壮观。


    都快让我情不自禁毫无缘由的感动了。


    「还是昨天看到的比较清楚哦。果然金次在的话运气就不好了呢。」


    等等如此损我的亚里亚的声音，还是那么明朗。


    「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就是这么一回事吧。极光。」


    「我小时候曾经坐飞机的时候见到过。像是雾一样的形状，黄绿色的，不怎么会动呢。极光似乎也有各种各样的呢。」


    我，还有亚里亚，就这样一直抬头看着这幅光景。


    「……哪，金次。」


    「怎么了？」


    「就像今天一样……如果今后我再次呼唤你的名字，你还会跟上我吗？」


    「为什么会问那种事啊？不跟上的话会被你开洞的吧。」


    「像这样，一起看风景啊，没有得到一点回报的玩耍也可以吗？」


    「……当然了。会陪你玩的。各种事情，都平安的，处理完后——就像当初遇到你一样，再一次去学园岛的游戏中心吧。再一次来玩，抓鬼游戏吧。」


    「金次……」


    这个伊-幽前往的所在，鬼之国。


    在那里，有鬼的总大将，霸美在。


    霸美持有着亚里亚的最后一个壳金。


    所谓壳金，是指人类和绯绯神结合的时候，为了切断绯绯神控制人心的『心结』，得到能使用超能力而所唯一可行的犹如『法结』一样的东西。


    将那个夺回的话，亚里亚的绯绯神化——总之，就可以受到压制。


    如何从霸美那儿，拥有高于阎的，也就是我7倍力量的她身上取回壳金，现在的我虽然还不知从何下手，即使如此也一定……能做到什么。如果是我和亚里亚的话。因为至今为止，我们都是跨越了各种困难过来的。

  


  
    2弹 破星燦华斧


    从北极海开始已经航行了三天，伊-幽穿过白令海峡停靠在——南太平洋的公海上。


    利用夏洛克教导的经度纬度知识为本，我和猴正确认着当前的方位。这里位于日本南面，台湾的东面，琉球的北面，关岛的西面。


    怎么说呢，在哪儿也讲不清楚，位于菲律宾海一带。


    打开浮上水面的伊-幽的舱门，由于舱内外些许的气压差，湿热的风猛吹了进来。虽然时间还是上午，温度却是30摄氏度啊。舱外。


    夏洛克、阎和津羽鬼、莎拉、猴、亚里亚还有我接连来到了舰桥上……


    眼睛觉得很刺眼，比起日本的盛夏还要晃眼，从没体验过的阳光呢。


    「……兹……」


    眼睛渐渐开始习惯这个亮光，终于可以直视整个海面——对眼前的光景，一时感到不知所措。


    该怎么说呢？极目远眺，全都是一片透明的海水啊。


    水面无比清澈，而且还没有波浪，阳光直射到浅浅的海底……


    简直就像这艘黑色的伊-幽潜艇浮游在一片白色沙漠上一样。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现在，伊-幽的船体正横着，宽吻海豚正悠闲地在海底游着，追逐着小鱼群，也能看见天蓝色的鲸鲨。


    然后舰首方向200米处也能看见——孤岛。


    「那里就是鬼之国吗？」


    「正是。当代的鬼的岛屿哦。」


    穿着似乎很凉快的半身水手服的猴——以防万一，手上还拿着类似长刀的青龙偃月刀。和身着和服的阎，进行着这样的对话。


    （那个孤岛，就是鬼之国吗？）


    我用手做出帽檐状远眺[image: note]，虽然可以看到岛呈破碎状……还真是，奇妙的岛屿啊。


    
      
        	PS：就是孙悟空的招牌动作

      

    

    就我所知道的，岛通常都是由岩石和沙子组成的海岸与海接壤的，但是鬼之国是由纯粹的树与海接壤的。全岛都被红树林覆盖，无数的根茎伸入海中并扎根到海底。


    就好像……现在在我身旁将小口长得大大的看着鬼之国的亚里亚初次见面的前几天，看过的电影《天空之城》中降落到海面上的岛一样。


    虽然看不见被密林覆盖的岛内，但在那茂盛庞大的树叶下方，从将脚和轮胎浸在水里的大型爆机械富狱的尺寸观测看来，是个200米宽的正方形小岛啊。


    富狱的侧面有修理过的痕迹。上次在东京上空飞行的机体吗？虽然机体内鬼也有做着一些例行的定时报告，是从日本飞回这片海，然后着水了吗？因为看起来不像水上飞机，所以是怎么样离水飞行的很难看出来啊。


    「那座岛原先是旧日本军为了进行海底油田开采而建设的着海式采掘场哦，这个遗留下来的躯壳是从附近的岛屿漂过来的植物种子附着到了底部，长久后便形成了现在这个岛的样子。」


    将夹克衫挂在肩上的夏洛克，单手拿着烟斗为我们做着说明。


    旧日本军的，海底油田采掘场……


    现在在那个地方，都是鬼居住着的意思吗。


    「在联合国海洋法上没有被认定为岛，也不属于哪个国家宣称为其领土的，类似这样的遗留下来的构造物——十分有趣的是，在各处的公海上到处都是。我们英国近海附近也有，占领了废弃的海上要塞，并发表独立宣言的有名的西兰公国……」


    等等把犹如在卖弄其知识的夏洛克的解说，不断当耳边风——


    （霸美，在那个地方吗？）


    之后，暂时观察了一下这个岛……从岛上，来了一只木造的四角帆船，帆布上只染写着一个『无』字。犹如在水上滑行一样接近了过来。


    船龄还很年轻，那是安土桃山时代开始直至江户时代还被使用的和式船只，弁才船。


    感觉那个造得好像早期样式一样，扬帆和撸桨两用的小型运输船啊。


    因为身穿淡紫色和服的女鬼，使用推动桨快速往伊-幽舰桥后方靠近过来了……


    我们使用钢丝和铝合金管结扎在一起做出的绳子，从舰船上往下降落。


    在衣服全是和服或裙子的情况下，我和夏洛克——两个大男人，首先要目送女孩子们从消防梯上下去，再下去……吗……


    哎？夏洛克他一直留在舰桥上没有下来。


    「你不去吗？鬼之国。」


    「恩，我就在这里先离开了。和鬼之国的各位都是老朋友了，虽然不去打个招呼就走是很失礼……因为壶君她躲在铁桶里不出来了。」


    「壶她？」


    「似乎是生病了，接下来想着准备要把她带去疗养地看护一下。」


    确实，壶没有出到舰桥上来哪。


    虽然单纯想着应该是迟到什么的……


    把壶丢下的阎和津羽鬼的神色来看，她们也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啊。


    但是，鬼如果生病的话，我想应该请在鬼之国的医生帮忙诊治一下才行啊……？


    之后，说着我就注意到了。


    「——那封信的内容，有没有推测出来啊？夏洛克？」


    「我到底有没有推理出来，你来推测一下。」


    「推理不出来，然后读了吧。」


    「你有做侦探的才能。」


    夏洛克不擅长对付女性这点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是常识了，现在这家伙实际上也是一直在苦笑着……


    就算是正常状态下的我也能看得出来啦。


    「你这家伙，在这里——用女人当借口，想带着伊-幽逃走吧？从我和亚里亚这儿。」


    「把曾经给过曾孙女一次的东西再一次拿回来什么的，怎么看都是很逊的行为啊。」


    ……虽然用了很饶舌的讲法，但很明确的就承认了。


    「就像人说的，我也有像孩子气的一面。还想乘着这艘舰船，在大海原上冒险呢。所以就先当借走一段时间吧。」


    ……真是的，把核潜艇当玩具一样乘来乘去。


    不过虽然动机是出于兴趣，但是夏洛克免费把我们带到霸美所在的鬼之国，我们还欠他这个情。


    而且……这家伙，万一变成与霸美打起来的状态，不知道会不会还是我们的伙伴，如此奇怪的男人。


    撇开亚里亚不说，会与我和猴成为敌对关系的风险也不是没有。


    老实说，如果在这个区域就闪人的话，应该放任其离去吧。从战术上讲。


    「……夏洛克，这次，我就先放过你。亚里亚和猴那儿，我会好好说明。」


    「多谢了，金次君。那么，再见了。亚里亚就拜托你了。」


    因为你和壶好像都不中用的样子，虽然已经看出会变成你们大概会什么都不做就离开的状况……


    这不是武士的同情，是作为武侦的同情。


    我也不是那种会打扰两人独处的犹如恶鬼一样不通情理的人哦。


    



    在开往鬼之国的船上，我试着简要说明了夏洛克和伊-幽的事情。之后，亚里亚和猴仿佛都察觉到了这个结果，我被吓了一跳。连阎和津羽鬼也是。女人这种生物啊，对这种事情的预感和直觉真是敏锐啊。


    之后，被阎她们带领着分开红树林进入岛内，意外的蛮凉快的。


    稍微有些礁石的岛内深处，大概是曾经的石油采掘点吧——虽然全是洞穴的废墟，但是建成后全被植物埋没了。在狭窄的犹如校舍般的建筑里，其屋顶或周围到处都在增加荒废的房屋。


    这个，到处都是呢……


    「……真的存在呢，这种犹如行走在歌舞伎城的街上的氛围。」


    「恩，就好像龙宫城一样啊。不论是左边还是右边，上面也好，下面也好，全都是鬼啊。」


    我看着发着牢骚，把青龙偃月刀竖起来好握紧的猴正提心吊胆着。


    这里的人口密度相当的……不，是鬼口密度相当多的国家啊。一直到很狭窄的土地上也有鬼存在。到处都能看到身着非洲风格的迷你裙和服的鬼在生活着。


    就和曾经听过的一样鬼是女鬼早熟。好像身体长到18岁就停止了，一眼望去都是年轻女性的天国——蓝兰岛也说不定——她们的头上，生长着一只或两只，位置，长度各异的角。虽说女人就是女人，但全是女鬼的岛啊。


    有鬼一边倒着一升瓶的水一边看向这边，能看见似乎是在做饭而且正在做汤。我对此稍微有点在意——


    「喂，阎，那你们食物和酒水怎么办啊？便利店抢劫的时候没看到你们啊？」


    先前在打工处被强盗进入而心情不爽的我令人反感的问道


    「是调配的事情吗？我们通过贩卖原油，来换取米和粮食的哦。」


    然后，阎暗示我的脚下，在净是铁锈和孔洞的铁板下——


    在眼下的海面，像是生锈的活塞一样的，正在喝水的鸟一样的杆式油井正在运作着。


    而且，看起来效率似乎很低但极其便携的油气加工设备也有配备着。从没看过的形状啊。应该是壶的发明吧。


    「这里居住着两百个鬼的同胞。帕劳这儿没有日本那么多人。将村子的食物吃完，然后把村子毁掉，人们都跑了怎么办，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贸易的方式。」


    古文成绩惨不忍睹的亚里亚做出了『？』的困惑表情……可我大概还是懂的。


    帕劳，是属于群岛国家琉球的一部分。因为琉球以前是日本的领土，所以日语作为通用语的州不少，日裔人有很多。鬼们喜欢的日本的食物也可以搞到手吧。


    但是，如果在那里直接动手抢夺，把人都赶跑了的话，就到此为止了。所以用贸易换取物资这种长久的方式了啊，鬼国的鬼们。


    「就像蜂蜜只能由蜜蜂制造一样，米和酒这能由人来制造。所以就让他们尽情生产，然后去采摘即可。」


    在阎的旁边，津羽鬼那将人当成虫子看待的说话风格传了过来——


    让我来说的话，这些家伙根本就是盘腿坐在化石燃料资源上，整日游手好闲罢了。


    看了一下四处的情形，大家都只是无所事事，有的在狼吞虎咽，有的在睡觉，有的鬼互相在恶作剧。


    有劳动意愿的鬼一只也没有。虽然有的在钓鱼，但那完全称不上是捕鱼劳动啊。这些家伙的头脑里，大概没有所谓『劳动』的概念吧。


    如果说羡慕倒的确是令人羡慕的生活，但果然所谓的『鬼』和我们『人类』是两个不同的种族啊。


    「那种事怎么都好啦，我来这里是为了见霸美的。你们应该也已经从曾祖父大人那里听说了吧。」


    亚里亚一说完，阎和津羽鬼她们就


    「霸美大人就在这座天守阁里。」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在休息吧。」


    然后，我们进入了让人想到旧日本军的居住设施的四层建筑里。


    变得破破烂烂的混泥土，生锈的钢筋到处裸露，连门和窗户都没有。这样的建筑竟然被称作天守阁，对此我只有苦笑……


    （刚刚，阎她……对亚里亚直呼霸美的名字，没有生气啊。）


    在荷兰的时候明明还冲我发火的，为什么呢？


    对于我的疑问，当我们一进城就「啊啊！是雏大人啊！」「雏大人来了！」各种女鬼的声音混杂着，同时大量女鬼靠了过来，看着这幅情景，我总算解开了疑惑。


    看起来，亚里亚好像被女鬼们当成了同伴……而且好像还是地位很高的存在，而被尊崇着。亚里亚本人虽然瞪大了她赤紫色的眼瞳，但我却没有任何违和感。实际看上去就像鬼一样的女人了，而且还长了角。


    （但是，雏大人这种叫法是怎么回事啊……？）


    应该不是在指女儿节的人偶吧。在我宿舍的房间里「你在吃仙贝时发出的声音，明明在睡午觉却苏醒了。」类似的理由而好像会我背后开炮的女生为范本制作成雏人偶的话，对女儿的情报操作教育会有不好的影响啊。


    「好像被当做神明一样对待了呢？」


    「猴，猴儿好像也很受欢迎的样子。」


    亚里亚交叉了手腕，被当做贵宾对待的猴也战战兢兢的，但是没有一只鬼靠近我。


    （……亚里亚是绯绯神化的关键……也就是所谓的雏。所以被称作『雏大人』吗？不完全绯绯神的猴，可以说是绯绯神的化身吧）


    我不断在心里总结着信息……无论如何，独自一人在这里乱闯的话应该马上就被瞬杀了吧，夏洛克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和亚里亚或猴一起真是太好了。


    这么说来，虽然鬼们在阶梯上或跳舞场上闲逛，每一个都好像拥有人类所无法相比的战斗力。而且每七个八个里有一个还是和阎或津羽鬼一样，纷纷有着爆表的战斗力。大概，鬼之中也有分战斗型和普通型的吧。


    之后，我们到了不知是从树叶间还是从混泥土空隙间进来的阳光所照射的三楼。


    「一同，在此等候吧。津羽鬼你前去给霸美大人请安，传达他们希望会面的愿望。」


    「是，阎姐大人。」


    阎和津羽鬼进行着这样的对话，之后阎便在非洲风格的花纹的凉席上盘腿坐了下来……我们也，总之先坐了下来。


    「阎，你，打算从中调停霸…你们的老大，还有想要夺回壳金的我们吗？」


    我不断避开直呼霸美的名字，一边确认着当前的情况。


    「正是如此。我们为了你们的爱（性命），打算对霸美大人的意志提出异议哦。」


    「爱什么的……」


    「啊， 啊，爱？」


    单单说了两个字的我和慌张起来的亚里亚不约而同的脸红了，因为给阎她们灌输爱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而现在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猴跑去抓偶尔从附近经过的壁虎了，我和亚里亚之间超尴尬的气氛倒是没有暴露出来真是万幸。


    「意志什么的，指的是亚里亚的绯绯神化吗？」


    我好不容易取回平常心发出疑问，阎对我点点头——


    身着水手服双手抱膝坐着的亚里亚，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


    「绯鬼的祖先——绯绯神大人，和霸美大人的意志融为一体，原先霸美大人才是，应该成为绯绯神大人容器的……」


    「——霸美她，也和我或猴一样身体里埋入了绯绯色金吗？」


    面对询问着的亚里亚，阎却摇了摇头。


    「不是，霸美大人和绯绯色金不能共存的。能和绯绯色金共存的，是信长公哦。」


    ……信长公……？


    「你说的信长公，不会是指织田信长吧？」


    我目瞪口呆的说道。


    「恩。」


    这次阎没有摇头，对此我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


    （信长不断从世界各地搜集各种宝物，在其中读了不知哪一本书……里面有记载了绯绯色金的事情吗……）


    织田信长。


    这是不需要解释，尽人皆知的，战国时代的武将的名字。


    不只是在日本，在全世界历史上都很有名的战争天才，还有他那残暴的程度——


    「猴，猴儿在中国有读到过《织田信长是魔鬼》这本书。这是，史实吗？」


    猴的眼睛滴溜溜的，我曾经也有所耳闻。


    好像经过雷姬的源义经之后，我们现在好像接触到了一些历史学家如果听到了好像就会昏倒似的信息。


    「不是的，信长公是人类哦。」


    ……太，太好了。刚刚可是吓呆了。


    另一方面，亚里亚对于这方面的调查好像进展的比我还快的样子……


    「怪不得呢。你们在餐厅里张开的旗帜上的纹章，我让贞德去调查了一下后，都是——『五瓜』，『无一文字』——什么的，哪一个都是织田家的纹章呢。


    然后，那个叫信长的和霸美有什么关系？是子孙吗？」


    没有慌张，冷静的进行着对话。


    「不是，从永禄懂到天正年间，信长公通过绯绯色金，和绯绯神意气相投。绯绯神也十分的，非常的，庇护着信长公。」


    不知道是不是阎觉得这个样子并不适合讲这些话题，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坐姿改成了正坐。


    ……虽然不知道像猴（孙）这样人为的将色金的力量放入身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不然自然的场合。


    通过绯绯色金，如果和绯绯神不来电的话，是无法自由自在发挥其力量的。


    （去年的夏天，夏洛克有说过，要使绯弹觉醒的话，必须要『热情的，自尊心强，并且性格要像个孩子』的人才行……）


    从历史里看，织田信长的人格，刚好非常符合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能使用到何种程？我虽然并不清楚。但是信长一定和绯绯神很合拍，是可以使用绯绯色金的力量的。


    从阎的说法来看，感到不如说信长控制了绯绯神，让其成为自己的伙伴了。


    信长是战国时神一般的武将，这完全有可能啊。


    「天正十年，信长公在本能寺遭袭身死。那个时候，绯绯神大人她，试着使用了移魂术把信长的灵魂转移到了当时栖息在岗山的绯鬼——那个时候的霸美大人身上了。」


    「移……移魂……！」


    对于阎的话，猴的尾巴做出了『！』的动作表示十分震惊。


    「移魂……是指什么东西？是超能力的专用语吗？告诉我猴。」


    「好的。移魂指的是——濒临死亡的术士——超能力者，为了紧急避难，把魂魄从身体里抽出，移到其他东西身上的术。」


    ……将魂魄，转移吗。感觉无法理解啊。


    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是不擅长的领域，我会努力理解的。


    绯绯神在信长遭遇本能寺之变被杀的时候，因为信长与其很和得来的关系，想着救下信长的灵魂——好死不死偏偏是鬼，也就是依附在当时的霸美身上的意思吧。大概啦。


    「但是，移魂是把灵魂移到石像，人偶之类的没有生命的东西上面的术。鬼，就是移到有灵魂的东西身上……这可行吗……？」


    「不是的，信长公的——移动他人灵魂的法术，就算是绯绯神大人也没能完成。但是信长公灵魂的一部分，和霸美大人融合在一起了。」


    看起来，移魂术好像是非常高难度的。绯绯神原本想要完全复制信长的灵魂到霸美身上，但是没能成功，只是成功转移了一部分的意识。


    这么说来，看着战斗的场景会感到非常兴奋啊，感觉身为支配者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


    说有感觉上也的确有着信长的影子。虽说如此，但感觉也不像是信长整个人都移动到霸美身上的样子。


    意识这种东西，及时到了21世纪的现在，在科学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要我来理解的话，应该就是很薄一小层的意识已经可以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了。


    霸美她，基本上，还是她自己吧。


    总而言之，霸美的情况，总结起来就是身上附有一小部分信长的意识……嘛，就相当于信长的子孙一样的东西来看待吧。


    这个方面，就是超能力门外汉所谓的轻松感吧。


    「霸美大人，以『天下布武』为志向，和我们『绯鬼』一起从已经平定下来的日本出发——去往相比日本更加盛行战斗的明朝，天竺，波斯，埃及，印度，越南，缅甸等地，不断进行武者的旅行，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了。然后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和相符的对手，比如猛者，忠烈之士，壮士，巨汉，大丈夫一路战斗过来。霸美大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瞬息的机会都不给，全部都是一击打倒。比起上一个世纪，天下布武的旅行也变成了乘坐船舶以及航天器，变得更加的自由了呢。」


    ——和信长的『天下布武』的概念不同，霸美渴求着和全世界的人战斗而进行着类似武者修行一样的东西吗。带着手下的女鬼们。范围大概是从亚洲开始，到非洲为止。


    （……难怪鬼的文化给人一种很像混杂了非洲元素的感觉啊）


    然后，在战场上遇到了超人战士就和他单挑然后将其打倒。


    ……真是会添麻烦啊。对不起了啊，世界上的各位，作为同是日本出身，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行为和在香港时候的不完全绯绯神・孙说过的关于战斗的喜好——和同是超人的人们进行真刀真枪的战斗——非常的吻合。


    也就是说，霸美没有持有绯绯色金……是通过被转移的信长的一部分的魂魄，而受到绯绯神的影响的意思吧。


    对于霸美那不容小视的经历，我和亚里亚还有猴的脸色都有点微妙——


    「——阎姐大人」


    津羽鬼一边很优雅的压着黑色和服的裾边，一边从上面的楼梯走了下来。


    「霸美大人虽然已经醒了，果然由于刚睡醒心情不是很好的样子。和这群人的会面，就请留到霸美大人用完早饭后吧。」


    「辛苦了。就这么办吧。远山，亚里亚，猴，你们也暂时等待着吧。因为你们的目标壳金，是否能拿回来全看霸美大人的心情了呢。」


    阎这么说着，津羽鬼命令着那些从阶梯上来的身着似乎是宫女服饰的女鬼们各种事情——被认为是霸美早餐的水果，被搬运了上去。


    阎和我们也被以饭团，水果已经日本酒热情的招待了一番……鬼的料理很是简单粗糙，饭团里没有加馅料，西瓜是被切成了四分之一大小直接食用的样子，在重要的面谈之前是不能喝酒的因此拒绝了。特别是亚里亚一喝酒就会变成爱哭鬼很让人困扰啊。


    用完餐之后，为了打发时间阎拿来了将棋盘……鬼的将棋里有着『铜将』啊，『醉相』啊什么听都没听过的棋子，是中将棋。重要的话或许可以在下棋中套出来，我一边被教授了规则，一边和阎下起了将棋，几时就变成了这样奇妙的展开。——啪嗒——啪嗒。棋子落下的声音不停的响彻着。


    「说起来阎。你这家伙，最近的时候……之后在乐园一个人落单后，是怎么和鬼们汇合的？」


    ——啪嗒


    「恩？游回鬼之国啊。」


    ——啪嗒


    「喂，为什么什么都不做就拿走我的『马』啊？」


    「『狮子』不动的话是可以拿走旁边的『马』的。这就被叫做的『狮子』不劳而获。」


    「嘿—……等喂！从东京湾直接游到这里了吗你这家伙？！」


    对着稍微愣了点时间才吐槽的我，


    「哎，也有乘上海流了吧。花了七天七夜才到啊。」


    阎用蝶式的手法拿起了『马』的棋子展示给我看。


    ……真的假的。168个小时完全不休息一直在游，跨过了几千公里什么的。


    虽然早就知道了，这家伙是个怪物啊。嘛，虽然我应该也能做到，但我完全不会想去做啊。


    以超过阎七倍力量为傲，曾经把各国的超人战士们一击打倒，魔鬼中的魔鬼——霸美。能和霸美以谈话的方式推进壳金问题的解决，果然，算很高明的手段了啊。


    我一边斜眼看着亚里亚和猴做出俯卧的姿势破坏着将棋……一边安心的松了口气。


    结果中将棋以我的惨败告终，阎说着「远山弱爆了，我都想睡了。」的话，一边横着躺了下去。


    然后，背着我嘟哝着什么「都是时差的错吧。」过了不到五分钟就开始打起了类似打呼噜的声音。


    沐浴在窗外射入的树间的阳光中，我正要将『马』的棋子收拾好……


    「……因为我在睡觉，所以我接下来说的都是梦话……」


    用差不多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把手肘当成了枕头的阎，背对着我不断小声说着。


    「？」


    虽然是很微妙的前戏，不过因为好像是想向我传达什么秘密讯息的样子——


    我没有特别说什么，但是一边耳朵仔细听着阎那边的话，一边将『马』的棋子好好整理到了箱子里。


    「……尤其是最近，霸美大人似乎出了什么事。一天一天的，心中受到绯绯神大人的影响越来越强了。根据推测观察，绯绯神大人为了不让旁边的我等察觉——也就是说，让我们一边服从意志，一边想要不断侵蚀霸美大人的内心。」


    现在阎她们也……


    被绯绯神，同伴们不断被夺去了意志吗。


    说不定最近阎她们那种协助的态度，是对想着极力阻止亚里亚绯绯神化的我的心情产生了共鸣也说不定。


    「……绯绯神大人的力量，远比鬼来得强大。我们虽然没有资格说抵抗……但是我们大家，喜欢单单追求纯粹，自由，奔放的霸美大人。希望霸美大人能随时保持散漫的姿态存在于我们身边……」


    阎……你这家伙……


    该怎么形容呢，身为鬼的你，对霸美也有着类似父母心的感情存在啊。


    这个如果打个比方的话，就是霸美是孩子，阎则是担任着父母的角色伺候着她，但这么说好像也不尽然。世间上，一般来说——


    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概念，就是为了自己亲爱的孩子诚心诚意奉献了自己应该做的。简直就是，伺候孩子一样啊。


    即使用梦话来打掩饰也不得不说的程度，因为立场的关系所以不能明说，我也没有特地用语言来确认……阎她们，也怀着不是很情愿的心情在协助着绯绯神啊。


    抱着最喜欢的霸美有可能被绯绯神操纵这样的担心，不得不服从绯绯神以霸美的身体所发出的命令啊。


    虽然是很复杂的情况，但要我来总结的话——


    阎她们，也是被意外的有用智慧犯罪的一面的绯绯神运用其巧妙的口舌所陷害的被害者啊。


    随后会面的事项已经万事俱备了，我们正被阎和津羽鬼她们引导着——


    朝着天守阁的四楼，不断向上走。


    在楼梯中走着的时候，到三楼为止，那种像是废墟的感觉越来越淡了……看了之后能让人联想起是在很久以前的安土城的一些装饰也逐渐增加了。


    但是鬼们又都是很随便的，四楼的隔壁好像是鬼们利用石油加工设备产生的废热用来烧热水而建成的大浴场。浴场里水蒸气正不断从四楼的窗口吹进来。


    这些水汽在脚下流动着，在墙壁都被装饰成绯红色的大房间内——坐落在最深处的像是大魔王的王座一样的椅子上——


    霸美正以盘着一条腿，另一条腿则抬起来的姿势坐着。


    是代替清水而从西瓜摄取水分吗，整张脸都塞进了半颗西瓜里，恨不得用脸去吃似得贪婪的埋头猛吃着。


    朝向这边的头上的卷发呈现赤铜色，被装饰以一圈的石蒜。


    那个小孩尺寸的头部，蹭的一下，抬了起来——


    「——发—现你了！啊哈哈哈哈哈！」


    霸美用充满着野性的表情盯着亚里亚，发出犹如小学女生一样的笑声。


    她背后的墙壁上，刻着织田家的家纹——五只爪子都被描绘成了金色。王座左右两侧的黑色地方各有着用红色的布料刺成的『無』字旗帜树立着。而且左右两侧各有着两位不是战斗类型的宫女，总计四位宫女伺候着。


    「……霸美……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不知道为什么，能感觉得到。」


    在我身旁的亚里亚如此说着，手按着有绯弹的心脏部位，迈出了一小步。


    我仔细倾听着……最近稍微有点超能力者意味的亚里亚所说的话，还有虽然好像原理不同但同样有绯绯神依存的霸美。


    「你是叫『天邪鬼』吧。寻找着中意的人类。那些有战斗的价值的，强大的人类，是你会喜欢上的类型，你就是这样的女孩吧。」


    「——哦哦！霸美喜欢的是，强者！要执行天下布武，让世界都笼罩着战争，强者，会出现。霸美，比起自己，更喜欢，变成，强者的，东西！」


    太好了。那个，似乎可以好好与人对话啊，霸美——


    现在第一次，回应着与亚里亚的对话哪。虽然话有点少。


    ——霸美，比起自己更喜欢寻找强者啊。


    寻找着，会给予自己最喜欢的所谓『战斗』的乐趣的，强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将『武』，『布』到天下去。霸美正实行着有她自身风格的『天下布武』。


    我大致听出了这样的意思。


    「难怪，所以才被绯绯神选上了吗？比起我和猴，感觉你显然更加和绯绯神心意相通啊。但是霸美。和你连接着的绯绯神，是一个善恶不分，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哦？」


    亚里亚，我想这话轮不到你来说。


    虽然我很想这么吐槽，这里还是先吞回去吧。


    「绯绯神几千年来，任性乱来将很多人或妖或鬼都卷了进来。这里面也包括我，猴，还有霸美你也是哦。你现在的这个想法，正是被绯绯神利用了的表现。我接下来，想要揭开绯绯神的真面目，然后狠狠的给她来个教训。为了这个目标，首先……金次之前也和你说过了吧？需要你现在持有的壳金。快还给我。」


    亚里亚面对着鬼的王——霸美，也是堂堂正正的挺起她那个残念胸部，说出了要求。


    [image: 004]


    



    真不愧是实际的领主大人。临危不乱的性格真是靠得住啊。


    但是——


    「不要！霸美，要依照绯绯神所告知的，来行动。绯绯神刚刚说了，那个，不要还回去。现在，先不打，因为太无趣了。霸美在明天，会在太阳的国家和中央的国家开始天下布武。使那些强者出来，要开始我们的战争了！」


    穿着红色木屐的一只脚不断敲打着地面，使之发出啪沓啪沓的声响。同时霸美磨起了牙。


    太阳的国家，中央的国家——是指日本和中国吗？


    在这两个国家里，明天，你打算做什么啊？


    由于某个原因，现在处于持续爆发模式状态下的我的头脑……


    迅速看穿了霸美的企图。


    ——糟糕了，这个首先不会错，绯绯神看到了汇集在这里的人员，策划了一个剧本给霸美


    让中国侧的猴变成孙，日本这边则是占据霸美的意志的——绯绯神，让自己的分身开始个个出击——在不缺乏火种的两个国家之间，犹如梅露爱特所推理的那样，使两国开始互相交战的星火之战。一定是这样。


    犹如被冠以R级武侦的金三一样，一个人的力量足以灭亡一个小国，好似战略核弹般存在的人类。这样的超人，中日两边应该都有储备。被绯绯神所操纵的中国方面如果派遣出来，为了与其对抗日本方面也一定会派遣出来吧。[image: note]反过来也会是一样的。


    
      
        	PS：喂喂，赤松你是在隐射我们中国主动进攻日本吗？要攻也绝对是你们日本政府方面攻过来吧。

      

    

    直接略过了发布宣战布告和开战宣言，直接籍由超人破坏对方重要设施或对领导高层的暗杀将会开始。或者是与试图阻止以上事态发生的超人们展开一对一对决，从而不断地发动骚乱并持续扩大。


    这场仗如果打起来了，应该也会平添很多无辜的伤亡吧……！


    （然后，亚里亚她——）


    对于这个剧本来说，她是多余的。


    这个理由，处于爆发模式下的我，也是明白的。


    在乃木坂神社与绯绯神化的亚里亚战斗时，绯绯神的占据与显现所需的时间要比在香港与孙战斗的时候要快。


    总感觉绯绯神会更谨慎与有效的使用亚里亚。


    对绯绯神来说，亚里亚的作用于猴和霸美她们有决定性的不同。


    从一些道听途说中可以知道霸美作为绯绯神的依附是不完全的，猴也是如此。


    但是亚里亚她，对绯绯神来说是更上位的——恐怕是可以完全依附的状态吧。也就是说，可以成为完全体绯绯神的存在。


    而且离这个设想成为现实的时间也，从霸美的话中也已经确定。就是明天。明天，绯绯神会让孙和霸美去点燃战火，使双方开始互相攻击。让两方互派超人们出来，然后打算和他们决斗。将意志转移到亚里亚身上，成为完全的绯绯神。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这个天守阁，就是命运的交叉点了。


    一定要做点什么，取回最后的壳金，不尽快将亚里亚体内的绯绯神封印起来的话……


    我的脸色已经一片苍白。


    「——霸美大人，十分抱歉，属下有话要说，这次的天下布武，还望三思而行啊。」


    阎，向前走出一步，如此说道。


    我不禁朝那儿望去，只见津羽鬼也与阎站在了一起——她虽然死命的保持着冷静的脸色，但额头不断的在冒冷汗，而且膝盖不停的在颤抖。


    正用孔雀羽扇不停的给霸美扇风的四位宫女，脸上也做出了害怕的表情。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这里在场的某个人会被八连击然后被剁掉头颅也不奇怪。她们的脸上就是这么说着。霸美的身后放出了深灰色的光芒，那是远比霸美人还巨大的战斧。


    在封建主义的鬼的世界里，阎这种竟敢质疑上层决定的事情应该是很值得恐惧的事情吧。


    这就像是织田信长被家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一样的氛围。


    淅淅……，大厅里那种说不出的紧张气氛正越来越浓。


    「天下布武就算是现在，也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这次阎，还有津羽鬼，然后还有一个壶，以及其他人，就被金次，赛恩，还有亚里亚打败了。为了侮辱人类就向人类进攻，这是千年以来鬼常犯的错误是也。」


    「假如大人一定要发动天下布武的话，也可能导致绯鬼血脉的断绝。霸美大人，请，请务必。」


    阎，然后津羽鬼也是……


    用在伦敦与我们战斗过的经验，正向霸美诉说着不可小窥人类。


    事实上，假如中国以及日本各自的超人纷纷出现的话，霸美先不说——


    她手下的那些鬼的子民，很可能就会成为我所设想的所谓的『无谓的牺牲』了吧。


    用游戏的话来讲，就是成光头司令的赶脚。


    就像英国有着赛恩，在亚洲比我还强的家伙也是大有人在吧。和这样的对手交战的话，或许会全灭也说不定啊。


    阎和津羽鬼接着说道


    「我们在英吉利的时候，对是否应该追求『武』道，也就是破灭之道，一直感到疑惑与彷恍。」


    「然后，是否可以停止进攻中国，改为与其共图繁荣如何呢？也就是探索『爱』的道路。


    阎自己理解到了在贝克街战斗时我所教导的所谓『爱』的概念，然后以此相劝。


    霸美受到了鬼之国的两位大臣等级的阎与津羽鬼的谏言……


    「……不是，很明白。」


    这么说着，还像做鬼脸一样吐了吐舌头。


    然后，接下来就沉默了。


    这份沉默，一直持续着。


    「霸，霸美大人，无论如何。这次的天下布武，请三思啊。」


    津羽鬼她，当场弯下了膝……坐在了地面上，再次请求着。


    「鬼袋里的壳金，我也郑重期望您能下赐与亚里亚。绯鬼是自己思考，自己行动，非常自由的鬼。能传达到那里的绯绯神大人的威望，却是过犹不及。一直将亚里亚作为绯绯神大人降临的替代品这件事情挂在心里。与绯绯神大人正相反的，霸美大人应该将自己的立场看得更高才对。」


    ——将亚里亚的壳金还回来，防止其绯绯神化，了解到自己与霸美的力量差距。阎她，用自己的理由，将我们『把壳金还来。』的要求再次重复了。


    但是……霸美她，脸色迅速阴沉了下来，一动不动。


    然后「……哼，谋反吗？」


    很无趣似的嘟哝道——噼啪——


    就像闪电一样，似乎要将整个大气都带电了似的杀气流露了出来。


    ……宫女的鬼们停下了手中的孔雀羽扇。


    因为过于恐惧而不得动弹了啊。明明她们自己也是鬼的说。


    这下就算是爆发模式下的我，也感觉到额头上渗出了汗水。


    阎的话要是假的就好了，从霸美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力。真的有达到阎的七倍，简直是压倒性的。巨大的力量，全都凝聚在那个纤细瘦小的身体中。就像是一个足以将船舰或航空母舰完全摧毁的最终兵器存在于那里一样。真是感觉令人无法形容的压力啊。


    如果稍微开了个口子，爆发开来的话——


    「真没趣。」


    用那种让人怎么想都是织田信长的语气，吐出了这句话。霸美她——


    啪沓的拿起了放在王座旁边的洋酒瓶。


    用尖牙咬掉了封口，拔出了木塞，猛灌了一口，呼啊啊啊！


    然后用手将其粉碎然后挥飞了。


    「阎，津羽鬼，将霸美，惹怒了。」


    刚刚的酒，滑动一段距离后停了下来。如果要使用手枪或者刀具的情况下，人类也常做这种事。


    也就是说，交涉……


    失败了啊。


    但是，这大概不能算作是我们的失策吧。在绯绯神的问题上和霸美处于一样的立场的亚里亚的话，或是和霸美有长年交情的阎和津羽鬼的意见，本想着就算是霸美也应该会听取的。


    明明应该是这样的，对方却态度冷淡令我们毫无办法。对于这种情况——


    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一定是绯绯神插手了。一定是从遥远的地方，强制性的对霸美的思想进行了强烈的影响。


    根据爆发模式下的我的推测，阎应该也察觉到了……


    「……虽说才刚睡醒，我要再去休息一会。刚刚的无礼就饶恕你们，记得感恩吧。」


    虽然保住了性命，因为那个金色的瞳孔存在于霸美的灵魂的对面，所以那种受到绯绯神影响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然后


    「——给我仔细看清楚了，红天八角！」


    呼的一下，隐藏在非洲风格的和服背部的金棒从脚部伸展掉了出来。


    阎迅速用腋下摆出的那个架势，那个是，看着富有光泽的，如血一般赤红的八角柱的金棒。


    一般说到『鬼之金棒』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棍更接近棒子。呈现角柱形。


    ……干……要大干一场吗？阎。


    要面对的可不是强过二三倍，而是整整七倍的对手啊。


    虽然看起来阎是以大欺小，但是实际上，阎向霸美挑战的这种行为，简直就像是幼稚园小朋友和职业摔跤手对打一样。是不可理喻的。


    「阎，快停下。和霸美打起来的话，你会瞬间被四分五裂的。」


    「快住手，和同伴死斗又能怎样！」


    虽然我和亚里亚都试图阻止，但阎看也不看这里一眼。


    啊哇哇……猴抱紧了偃月刀，尾巴卷到了迷你裙的里面，四处张望着。


    是不想看到阎最后的下场吧，津羽鬼伏着地开始哭泣。


    没，没救了，已经要开打了啊。


    正关系到绯绯神复活的重要的时刻，大家明明不应该开打的才对！


    擦、擦，如猛牛一样踏在地板上，固定好脚部的阎说道


    「霸美大人也请，拿起您的破星燦华斧吧。」


    只是自己使用武器好像违背了阎的美的意识，正催促着霸美也拿起自己专属的武器——恐怕是那把巨大的斧头。


    「不需要。」


    呯的一下，霸美她——站到了王座的前方。


    并且用O型腿站着，身体稍微前倾，好像要注入力量一样握紧了拳头。


    并且眉毛也吊的老高，但那嘴角正满是笑意——那种表情，真的，真的是非常的享受。


    就如同我所预估的，那个表情，尽管没有孙和亚里亚那么明显……但毫无疑问，是绯绯神做出的表情。


    「好了！上啊！」


    霸美大叫着，下一刻——


    ——啪！——


    本应在阎的脚下哭泣的津羽鬼消失了。


    不，不是消失了，而是动了。以超高时速奔跑的津羽鬼。那个看起来伏地的姿态，是为了蹲点式起跑以方便突击准备而做的体态啊。


    然后津羽鬼朝阎警戒的对象——霸美，发起了从头到脚的突刺奇袭。


    这表示阎和津羽鬼也推测过和霸美对战的情况，进而两人组合发动了这个初步的阵势吗。


    在进入这个房间，开始对话的时候。


    咚，啪嚓，这样的声音，慢了一拍传到了爆发模式下的耳中——


    津羽鬼的轨迹是朝着霸美直线突击而去，我察觉到了房间中水蒸气的流动后理解到了这一点。


    蒸汽在霸美的地方旋转集结着。现在，变得就像云一样。


    可以听到两次的冲击声。一声是津羽鬼脚猛踩地板的声音，第二声则是化身炮弹的津羽鬼向霸美发起突刺的声音……！


    「……！」


    亚里亚，我还有猴屏住了呼吸——王座上水蒸气形成的白烟渐渐散去……


    面对看到的光景，我们全都沉默着，一声不吭。


    津羽鬼的角，正笔直刺向霸美的胸口。


    而霸美用单手，就将其档了下来。


    「啊哈！」


    霸美一边笑着，一边也露出有点讶异的表情。


    并不是意料到了阎和津羽鬼的作战。


    而是顺手就防住了。


    津羽鬼的突刺速度，快到连爆发模式下的我都无法完全捕捉到的程度。突然被那个来一发的话，要抓住角这种事绝对办不到。至少，对于我而言是这样。[image: note]


    
      
        	PS：放心，打完这场你就会了……

      

    

    但是霸美随手就做到了。还满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


    虽说是毫发无伤，津羽鬼的攻击还是起到了作用。


    既让那些碍事的宫女逃走了，也让霸美的平衡稍微有些崩坏了。


    而且无论如何，在这一瞬，津羽鬼封住了霸美一只手。


    放置于王座后方的巨大斧头，比我在去年10月在空地岛看到的斧头还要大两倍。那个对霸美来说虽然是单手斧，但一定是双手斧才对。也就是说，就算是霸美应该也不可能马上将其使用。


    「——阎姐大人！」


    津羽鬼发出了足以斩断金石的大叫，那不是求救的信号，而是「就是现在！」的意思。


    「——吃我一棒！」


    咚咚，阎的金棒红天八角，像军马一样跳起冲上前来。


    一边掠过了天井上打开的空隙，将混泥土和钢筋像纸片和树枝一样破坏，一边——咚——的一声巨响，放出了混杂着冲击波的下劈。加入了阎的全力，以及那个巨大身体的全部重量。


    嘎兹兹兹兹！


    发出了重型机械一样的声音，霸美用左手的护甲接下了这招。


    原本是以O型腿站立的霸美脚更加的弯曲，变成了快蹲下去的姿势……


    那是为了让能将手甲压弯，用金棒保持着平衡的阎停留在空中。


    「好好！好！」


    霸美弯膝抬起了一只脚，像在玩单腿跳，右手边就像要让津羽鬼跳舞一般诱导着她，左手边则是像曲艺师一样诱导着阎……


    在阎和津羽鬼的脸感觉都快紧贴在一起的时候，将她们移动到自己面前……


    「嘿——！——哈啊啊啊啊啊啊啊！」


    伴随着这声大叫，突然将她们往左右两边丢了出去。


    「——！」


    「——呀啊啊啊啊！」


    就像丢石头一样，阎和津羽鬼她们一直被吹飞到墙壁上。


    ——呼呼呼呼呼呼！就好像疾风一样的什么东西以霸美为中心，在室内奔驰着。我和亚里亚不由自主向后退了一两步。猴则是一屁股坐了下去。


    刚刚的，是——[image: note]


    
      
        	PS：霸王色霸气？

      

    

    虽然看起来像是被丢出去的，但是不是这样。


    是被吹飞了，仅仅用合气道。


    「……阎……津羽鬼……！」


    天守阁的墙壁像纸糊的屏风和窗户一样被打破，阎和津羽鬼她们——将外面的树和建筑一并破坏，从这里掉了下去。从四楼的这里，已经看不到了。


    「好了，刚刚的一下应该已经让绯绯神满意了吧。所以赶紧镇静下来！霸美！」


    虽然亚里亚把阎和津羽鬼讲得好像是绯绯神的贡品一样，想以此来稳住霸美。但是——


    「不够！还不够！这种程度，绯绯神，是不会高兴的！」


    霸美她，呯的，跳到了正后方——


    ——咚的，穿着木屐，单脚跳上了那把巨大的斧头。


    「……要快乐……」


    因为霸美的重量，突然承受了霸美的重量的斧头，慢慢的……倾斜了过来……


    ……兹咚……！


    斧刃落到了地板上，整个天守阁都震动了起来。从响声看，得有700Kg重啊，这个。


    「远山！你！来战吧！绯绯神，霸美的朋友。也会很高兴的！」


    很大，而且超厚重，与其说是斧头不如说是铁块的巨大斧头，咕……卟恩！


    霸美将其拿了起来。


    做到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且用单手。


    而且不止如此。霸美将其当成了扇——


    「——人——间——五十年——」


    开始了，舞蹈。


    因为没有阎那种沙哑所以不能确定，是信长曾经喜欢的郭盛啊。


    对霸美来说，那个巨大的斧头的重量……哪是什么双手斧，只是一把单手斧，像是扇子一样的东西罢了。


    这已经不是怪力的等级了。


    硬要说的话——超能力的鬼。那就是，霸美了。


    而且，这个舞蹈，没有任何的破绽。


    被武家所热爱的幸若舞，有收到武家关于体态运用的影响在，所以现在想奇袭也是无用的。


    尽管如此，但是……


    ……这个实际上，在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就一直注意到的……


    霸美她，有着破绽。


    说有也是有的。作为一个女孩子。


    这也算是重大的破绽了。


    首先——


    阎她们绯鬼，收到非洲文化的影响，一直穿着和服。


    好像曾经玉藻也说过，女装的和服，就如同在日本被使用一样，是不存在内衣这种东西的。


    而霸美这家伙坐的习惯，站立的习惯都很差。这和猴以及亚里亚一样，因为收到绯绯神力量的影响，身体的发育停止的缘故，大概智力方面也一直保持的像个孩子似的一直生活下来也说不定。


    在那个王座上坐着的时候两脚也一直不停摇晃，突然就在人眼前上演格斗战的事情也发生了啊。


    因为这个，我的视网膜在瞬瞬间捕捉到了莎拉发动『龙卷地狱』时候的光景。并且收藏到了我的大脑皮层的视觉区域。突然得到这个视觉记忆的我踏上了作为男人重要的，同时也是很不想踏上的那层阶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人和鬼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这层阶梯应该没有算完全踏上吧，还剩下最后一点点。


    虽说如此，我因这个原因而进入持续爆发模式的事，还是得作为事实不得不承认啊。


    但是，关于这件事——


    对于靠那种外表是小学3，4年级生的小屁孩进入爆发模式这件事，没有进行反省和自我厌恶以及用樱花来切手自残的必要。没有必要啊金次！因为在与猴和孙对打的时候自己建立的「看起来是小女孩，实际年龄是比我大。只要本能的意识到这点，就算兴奋了也是可以的，大概可以算无罪吧。」这种理论，我还没有否定掉啊。


    霸美的确看起来身体很小，很可爱。因为对自己的强大很有自信吗。作为女孩子却满身是破绽。不过对于靠霸美而进入爆发模式这件事，我要求自我辩护的——


    「金次！」


    ——呜！亚里亚的声音，把我从思考中唤了回来。


    回过神来，亚里亚已经拔出了双枪，猴则是手握偃月刀摆好了架势，从我左右两侧走向前去。


    「能感觉到，绯绯神对霸美的干预越来越强了。」


    「猴也感觉到了。与猴和亚里亚不同，是新的连接方式。」


    通过绯绯色金和绯绯神连接的老套组两人，以及没有色金与绯绯神交心的新套组霸美——是发生了曾经夏洛克说过的共鸣现象了吗，隐约可以看见三人都发出微弱的绯色光芒。


    看来在我光考虑自己事情的时候，事态似乎已经渐渐向前发展了啊。


    「——快停手，亚里亚，猴。霸美大人指名的对象，可是我啊。」


    我渐渐从两人中间走了出来……


    轻轻触摸着亚里亚和猴的脸颊。


    「呀……！」「呜唉…！」各自发出了可爱的叫声，总之，似乎成功她们的战意转移了的样子啊。真是可爱的生物。


    「我不想看到啊。可爱的你们，那互相争斗的姿态。就算那是神的——」


    「变，变了呢金次。靠什么变的呀！？」


    吼！话还没讲完的瞬间，亚里亚就露出犬齿朝我怒吼着，并拿枪对准了我……


    「——我一直是靠你变的哦。现在也是，今后也，唯你而已。」


    撒谎还真方便。在男女之间，有时适当的谎话对对方而已就是一种温柔。


    然后，对我这个温柔的谎言，亚里亚表演了她一贯的急速红脸术。


    心跳个不停，犬齿也失去了咬合的力度而一张一合的。


    如此这般——


    「——接下来，霸美。」


    漂亮的一招攻略了亚里亚和猴的我，重新面向了霸美。


    啊啊——，真是费劲的事情。一次性要对付三个女性这种事。


    「战斗吗——我，想要哦。那么，就如你所愿的，给你吧。」


    虽然在伦敦我是在诉说爱情，鬼们带来了战斗——


    在鬼之国，是鬼来诉说爱情，我带来战斗。


    命运这东西，还真是讽刺呢。


    「哦哦！金次！上吧！」


    对于挺起她那柔嫩清新的胸部的霸美，我……


    打算询问一下稍微有些在意的事情。


    「说起来，算是很早前的事情了，霸美。霸美你，曾经在宣战会议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眷属呢，是为什么呢？」


    霸美把巨大的斧头扛在肩膀上——


    「恩？恩—……？……哦—！想起来了！成为眷属的话，壳金，可以拿到手。拿着壳金的话，可以和强大的金次战斗了！那个时候前，夏洛克有说过的！」[image: note]


    
      
        	PS：翻到这里，不禁觉得夏洛克就是黑幕了，连可以拿到壳金的事情在宣战会议前就对霸美说了，说明让希尔达拿走亚里亚壳金导致其绯绯神化说不定也是夏洛克主使的。除非他的推测已经能预测未来那就是两说。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更正一下，决定将那家伙归入我的《必杀名单》吧。


    《必杀名单》是在执行任务失败的时候设立的，因为原来只有原田静刃一个人稍稍有点寂寞，这样就正好了吧。


    果然那个时候开始夏洛克就开始做起了鬼们的军事顾问了。然后，通过观察极东战役，将『绯色研究』，也就是绯绯色金的研究一直持续下来了啊。同时也包括了亚里亚的情报，以及鬼们的来龙去脉。


    而同时，亚里亚渐渐绯绯神化的现在，让绯绯色金的宿主……亚里亚，猴以及霸美都同时集合到这个地方来。


    是为了将所有成员聚齐，以便进行所有所需的精确计算，从而得出结论。


    但是，关于绯绯色金的事情是很难去推测的……夏洛克他，对于亚里亚的结局，再怎么考虑都像是充满着悲剧色彩的bad ending。


    （夏洛克那家伙——是打算由我来颠覆这个结论！）


    从一般常识去考虑的话，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从超能力的霸美那里夺回壳金惨遭失。亚里亚被绯绯神控制了神志绯绯神化然后结束了。这是人无法反抗的，所谓神的意志。


    但是这里有一个可以将推理全部推翻的存在——被称为『哿』的我的介入，原来的理被破坏了。由于那『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行为。


    所以，在我已经有所行动的当下——


    ——推理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夏洛克也无法预测。


    谁也无法预见，由我的双手创造的未来已经开始了。[image: note]


    
      
        	PS：你终于超神了。

      

    

    首先将推理出来的连接着悲剧结局的锁链全部破坏掉。


    然后在重新将之重组创造。将其连接为happy ending。


    ——我要在这里，从霸美那儿夺回壳金。把亚里亚从绯绯神化的命运中解救出来，将一切都圆满收场，然后赶快回武侦高。马上也就要期末考了，难得拼命让亚里亚教我复习了的。


    「霸美，要用，斧头！远山，枪，刀，不用？」


    以小女生的模样，这样歪着头向我询问道……


    虽然这把斧头有着『破星燦华斧』这样好的名字，用霸美的话来说就单单只是一把斧头罢了。


    「以小孩为对手，是不用刀枪的哦。」


    虽然我说了一堆人道主义的话，这只是场面话罢了啊。


    反正都是无用的，根据远山家的家训：对手是最强的。


    所以，用全力了。我就用我现在所能达到的最强状态来应对了。


    而且就在刚刚，阎VS霸美的时候情况翻转了哪。霸美有着武装，我可是赤手空拳。


    「可以吗？霸美，是第六天魔王。想从魔王那里逃走，是办不到的。」


    咚的一声，与其说是体重不如说带着斧的重量踏出了脚步，霸美保持着O型腿迈出了一步。


    「不会逃的啦。」


    我也出来了。因为不喜欢拖泥带水，我直接普通的，往前走。


    「霸美，早饭吃的什么啊？」


    「西瓜。」


    「只有西瓜？」


    「哦」


    「恩————嘛，好吧。」


    一边进行着这样的对话，我和霸美一边缩短着距离。


    然后——


    很轻易的，就互相瞄准了时机。


    现在两人的距离，是一米半。


    从我看来，我现在的心情就好像站到了战略核弹头的面前。


    我居高临下看着霸美，霸美也抬头望向我。


    然后。以超过阎七倍战力为豪，超能力的鬼为对手——到底要怎么做呢？金次哦。


    「……金次……」


    身后传来了亚里亚不安的声音。


    「不用担心。常有的事了。」


    没有回头，我如此答道。


    因为如果回头的话，就会看到我的额头都渗满了汗水。


    ——通往胜利的道路。


    ——拯救亚里亚的道路。


    似乎有，似乎又没有。


    但是人生上，并非全部的道路都是很明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不用这么辛苦啦。


    我要，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出的道路。


    别无选择的局面，也是有的。


    说起来，我一直都身处于这种局面呀。明明很想轻松点的。


    在心中对自己的不幸稍微叹了口气，在这方面我也决心鼓起勇气去面对。


    接着，一次呼吸，二次呼吸。


    之后霸美的呼吸和心跳似乎都和我保持一致。


    「天下——布武！好了，尽管上吧！」


    右手担着发着青色光芒的铁块——破星燦华斧，随着这声喊叫左手向前伸出宣布道。


    眉毛渐渐竖立起来，如同太阳一样的笑容。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


    「霸美先攻过来吧。」


    我这可不是想要耍帅而这么说的哦。


    因为自己的战斗节奏，是以还击作为基本的。


    啪，啪，霸美左右两手握住斧柄，


    「——哟以，哟以，哟哦——哦哦哦哦哦哦——」


    把很大的，巨大的，，恐怕作为实战使用是世界最大级别了的这把斧头高高举了起来。


    ——兹呜呜呜呜呜呜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


    只是单纯的，笔直的，往下劈了过来。


    虽然单单只感觉到某个种类的美丽，因为不管是霸美也好，斧头也罢，任何东西都远远超过了预计的次元——


    那简直是，不只是周围的空气，甚至空间本身都会被切断似的未知的攻击啊。


    ——爆发模式下看见的慢速世界之中——


    我，在这个攻击面前站立着就已经是极限了。


    就好像被这个力量的美丽与魅力，抓住了身心。


    弥留之际在脑海中如同走马灯一样的图像与印象，这次也是如同断片一样。


    第一个碎片就是在后乐园的时候，阎所说的证言。


    那个时候，阎有说过「就算我们七鬼联合起来对抗，也不是霸美大人的对手。」


    霸美的战斗力如果有阎的八倍以上的话，就应该说「八鬼的联合」才对，所以霸美的战斗力，应该是在阎的七倍以上，八倍以下才对。


    ——阎和爆发模式下的我的战力，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我必须，使出平常的八倍力量，才应该可以抗衡霸美。


    接着，第二块碎片……


    在内华达州和金三一起打出的，『樱星』的记忆。


    那个是金三对着我使出流星——也就是用樱花推动我，然后和我的樱花相互配合，使樱花速度达到2马赫的自创招式。


    樱花上，再用樱花叠加。


    如果我和金三每四个人，总计八个人的话，也应该可以使出『八倍樱花』来对付霸美了吧。问题是，现在我必须自己一个人做出这种事情——


    我可是『哿』呀。我已经想到将其转变为可能的道路，也就是方法了。


    第三，通往胜利的最后一块碎片是……


    在世界树上和华生战斗的时候，以及在伊—幽的洗衣间里用手腕放出的樱花。


    如果单纯使用手腕就能放出的话，理论上，只用脚，只用躯干也是能办到的才对。


    要使肉体达到放出樱花的速度的所需的次数，最低要四次。这个顺序为『脚尖—脚跟—膝—骨盆』为止就可以实现了。这样一来，使用右脚可以到达1马赫，左脚也是1马赫。两只脚总共是2马赫。


    而且还有从腰部开始脊柱那里的4根腰椎骨，12根胸椎骨，通过它们进行持续加速的话，可以达到4马赫。


    在此之上，还有从『肩—肘—手腕—手指』的左右两手的2马赫一起相加的话——


    （——8倍樱花——！）


    接触到斧刃的瞬间，似乎就要被蒸发消失而去似的，从天灵盖往下劈的破星燦华斧。


    我将其——


    ——嘎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呲呲呲呲呲——！


    用重合的两手，接了下来。


    运转全身的力气的8倍樱花。用秋水发出。


    做到了。做到了哦！接下来了。


    1+1+1+1+1+1+1+1=8。虽然在亚里亚的面前有时会算错了，这次可是没有算错了吧，我啊。真是太帅了。


    「……兹……！」


    从出生就是强者，还被神选上的鬼中之鬼，霸美……


    瞪圆了她那绯红色的眼瞳，看着斧刃和我的手掌交接的地方。


    然后，眨了一下眼。


    双眼放光。那种『看到了不可能看到的东西』的那种眼神，我也经常看到我的敌人露出那种眼神。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胜利了。


    仅仅只是把敌人的攻击防了下来而已。


    想要胜利的话，需要主动给予反击。


    但是对手是女孩子。而且是引发我成为爆发模式的主角。我不想让她受到伤害。


    不，从一开始……在这场战斗中，我就没有让霸美受伤的必要。


    胜利的条件是壳金的夺回。只是这样而已。


    所以——哔辟！


    首先用已经把樱花使用的信手拈来的左手指，在斧子的钝刃上开个口子然后顺手握住。


    这样一来就把斧头当成了支点。


    （鬼袋，就在胃的稍上一点的地方）


    我对着从壶那儿听来的鬼的特有器官的位置，一边使出了拳击并一边在心中不断道歉着……


    我将手放到了霸美那稍微有些隆起，但果然还是平板的胸部上。


    「哇？」


    被男人摸到了胸部而呆呆张着口感到不可思议的霸美，对着那样的她，我……


    「对不起。」


    先是道了声歉。


    ——然后再一次的，放出了全力以赴的8倍樱花——！


    如果以8马赫左右的超高速突击释放的话，已经不是冲击波那么简单，而是感觉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量似乎要使整只手都要燃烧起来一样。虽然刚才也有干过，那只手的樱花是有必要用秋水的方式打出去的关系。


    ——呜呜呜呜呜呜呯咚——！


    爆发模式下的超低速世界中，可以听到体内产生了8次的樱花所产生的犹如填充音一样的声音，碰撞的声音也和普通的樱花有着天壤之别。


    然后这一击的目的，并不是想要把霸美击倒。


    曾经我用手掌往阎的腹部——放出罗刹的时候，阎她吐出了酒。


    这次就决定以那个为范本，以『给我吐出来』为目的而进行的打击。


    犹如战车炮弹爆炸一样的爆音，从霸美的体内响起，并在整个天守阁内回响……


    「咕」


    这样呻吟了一下之后，开始连续呕吐了！


    霸美开始从嘴里不断吐出东西。以人形水泵，不，是鬼泵的状态。


    「呜哇哇哇哇哇」


    就这样四肢朝地，开始不断吐出收在鬼袋里的东西。


    离开了霸美的手的巨大斧头，兹咚——！


    落在了我的旁边——


    「……！」


    亚里亚和猴，以及在大厅墙壁那儿僵硬颤抖着的鬼们，都惊讶的张大了嘴无语了。还包括那些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大厅角落察看情况的鬼们


    毕竟在他人看来，那个天下无双的霸美，被我用一击就解决了啊。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


    但是总之先无视大家的反应，我在霸美吐出的东西中，开始捡起那些大粒的珍珠，玛瑙做的梳子，雕刻着『天下布武』的老旧的印章等等。


    不管什么东西都湿透了，是因为藏在体内的关系，所以就没办法了。也没有奇怪的味道。和有腐蚀性的胃液有所不同，怎么看都是和唾液很相近的涓涓流淌着的体液啊。


    「呜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从鬼袋吐出东西来是那么难受的事情吗？霸美一边哭着一边不断吐东西出来。


    黄金的骰子，鹧鸪花纹的小碟子，珊瑚制的笛子，白银的戒指……[image: note]


    
      
        	PS：为啥最后冒个戒指出来……

      

    

    咀嚼，好像有什么卡在牙齿里了，呯的敲打了自己的后脑勺一下，呸。


    最后，出来了。


    ——似勾玉一样的形状，和红玉一样的宝石。


    我有着印象。这个是——最后的，壳金啊！


    ……成，成功了……！


    「没有了。已经吐到不能再吐了。壳金，这个。」


    霸美手里做着『行了，行了』的手势，原地转了半圈，脸色如常的抱住了头。是认为两只角会被我折断吗，而用两手保护着，只剩屁股朝外对着我的姿态。我这边就尽量不把目光朝下看吧。


    「霸，霸美大人……！？」


    「那个混小子，要怎么办？」


    「杀掉。真是可惜了呀，人类们……！」


    因为感到后面很吵闹，回过头一看——


    吵吵闹闹集中起来的鬼们，正对揍了霸美的我感到生气。会生气也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事先就预估到的事情。


    因为亚里亚和猴，已经开始摆好姿势准备防卫那些鬼伤害自己……


    「服了。真是服了。我放弃了。我不会再打了。」


    我用先发制人的方式，向鬼们举起自己的手给她们看。


    壳金事先就已经，放入了胸口的口袋里了。


    已经，在这里没有什么事要做了。


    虽然打了女王大人的腹部是有点那个，之后应该会和平解决的吧。万一被袭击了，就用左右两手腕抱住亚里亚和猴，用远山家直传的『潜林』从天守阁突围出来。之后就抢来一只鬼的船，逃到小笠原诸岛。阎可以从日本游到这里来的哦。和阎同水平的我，也可以只靠自己的力量，从这里回到日本的吧。


    一边在脑内做出这番最后的作战方案，一边用眨眼信号向亚里亚传达了『KGG』（壳金入手）的信息……


    「——不能杀—！」


    站起来回过头来，霸美她……


    「找—到了！找—到了！金次！比霸美更厉害！」


    明明吃了8倍樱花一记连一分钟都不到，就马上活蹦乱跳的跑过来，一跳。


    「好厉害好厉害，那个好厉害！」


    用八爪鱼的姿势抱在我的胸口，使高度与我持平，啾！


    然后——


    （……！）


    给了我一个带西瓜味的吻。


    对于这个首先，怎么也看不惯这个的鬼们发出了「哎呀！」「接，接吻了呀！」「看，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呀！」这样的叫声并交头接耳着。


    幸亏如此，虽然从鬼们那边的战斗模式似乎烟消云散了——


    ——但是却使亚里亚她「呜哇哇哇哇哇哇！笨蛋金次！」的，然后爆发着进入了战斗状态。应该说正负刚好抵消为0吧。


    兹匝啊啊啊！转回到我背后的亚里亚，从后面抱紧了我的大腿，然后使出了双腿式的过肩摔——！


    把事先就放开了我的霸美放在了一边「对那样的小女孩！做了什么啊！这个大变态！萝莉控！萝莉控是！社会公敌！」然后，对倒过来的我的背部为支架跨了过去，从后头部对我使出了拳击的『铁锤地狱』加以制裁。这次换我把刚吃下的西瓜吐出来了。


    「……远，远山。拿到壳金了吗？」


    在表情犹如仁王一般站立着的亚里亚的旁边，猴一边颤抖着一边询问道。


    「啊，啊啊……」


    将霸美毫发无损的攻略但却被同伙弄到只剩半条命的哿先生，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并从口袋里拿出壳金交到猴的手上。


    看到这个的亚里亚，也总算是从将我当做社会公敌这件事上转移了。好像意识到了现在不是做那种事的时候。


    「——猴。你，可以把这个放回我的胸口吗？」


    「可以的。猴也是被夏洛克卿，托付了这个任务……但是……」


    「……但是？但是什么？这个，是假的吗？」


    亚里亚盯着躺在猴那小手上的壳金。


    「不是的。这个的确就是壳金的结晶。猴记得的，被蓝帮持有的那部分壳金和这个，长着一样的形状。但是，这个……」


    是一眼就看出问题了吗，猴做出弱弱的表情沉默着


    「……效果，已经消失了。」


    效果……消失了？


    「怎么回事？」


    鬼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霸美大人，进去里面吧！」「喜烛，拿喜烛来！」「阎大人，津羽鬼大人，在哪儿？」那些事情上，我和亚里亚聚集到猴身边。


    猴，滴答滴答的，从额头上不断渗出冷汗。


    「这个壳金，现在，变成了一个只是普通的宝石罢了。一定是绯绯神她，在霸美拿到壳金的时候，通过她将壳金的机能给破坏掉的原因。虽然是很困难的事情，通过干扰壳金内的术式而使其机能停止，并非是不可能的事。」


    猴的这段话，也就是说……


    因为绯绯神的原因，从而产生了妨碍的意思吗？


    壳金，一直放在霸美的肚子里。也可以说是在绯绯神的掌控之中也不为过。


    在这里——要用我的理解来比喻的话——也就是说绯绯神侵入了壳金，干扰了那里的程序运作，从而使软件被破坏。


    为了让亚里亚的绯弹，不会再次被封印。


    （……被摆了一道……！）


    壳金，我们以性命收集起来的，最后的一枚——被破坏，了。


    也就是说，已经……


    ……山穷水尽了。


    亚里亚无法恢复原样了。


    只有，变成绯绯神，这一个结果——


    「——啊哈哈——」


    亚里亚她，开始莫名的笑。


    将右手的指甲放到嘴边，身体后仰着。


    往大厅的深处，开始离我们而去。


    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亚里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呆呆的看着她一直笑着的身影。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笑声……！


    和亚里亚打交道多年的我知道。


    亚里亚正在笑着，虽然是亚里亚的声音，但不是亚里亚平常的笑。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这么回事，真是可惜了啊，远山！」


    ……绯绯神的……说话方式……！


    转移到亚里亚身上了吗！


    「就在刚才不久就发现了亚里亚进入了随时可以侵占的状态，看好了时机就打算进来了。在你们发现因为被我破坏了的壳金而大伤脑筋的时候，然后我就干涉进来了哦。刚好猴和霸美也在这里，应该是说最好的时机了吧。「


    拍，拍的左右两手拍打着，好像在跳舞一样的动作——


    已经，不是亚里亚了。


    这是好像舞台的女演员一样大方典雅的动作，是绯绯神的动作啊。


    我对这个突然出现的紧急事态感到了困惑。


    「——绯绯哟——以人类作为对手，打算给对方来个措手不及是吗？」


    这样的声音，应该不是说声音，而是从头脑里直响起了。


    这个是……


    瑠瑠神。在美国51区的第89A的管理区中听到的，瑠瑠神的声音啊。


    这个声音所指向的绯绯，也就是绯绯神好像也能听到呢。


    「什么？」


    绯绯神亚里亚那困惑的视线，看向了我裤子里的右口袋。


    我也朝那儿看去。


    「绯绯是打算同时转移操纵几个人吧。快现身吧。」


    那种犹如直接连接着脑部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注意到了口袋里正迸发出青色的光芒。


    赶紧的，想要把含有瑠瑠色金的蝴蝶刀拿出来问个清楚的时候——


    「……呜……！」


    ——激烈的，闪烁着，青色的光芒。


    但是，并没有发热。这个景象，曾经在这把刀还含有绯绯色金的时候，在『安倍理如』号上见过的情景一样。


    从事态上就可以感觉出来。瑠瑠神正通过这个媒介在介入。


    从离开纽约开始，一直消除了自己气息沉默着的瑠瑠神——在这里，终于有所行动。一直在等待着，绯绯神出来是时刻。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会变的很麻烦哦。


    在我将注意力集中在瑠瑠神身上的时候，，这次一定要——


    「呜……！远，远山……！这个是，这个，感觉是……孙……她」


    「啊，啊啊……！」


    猴和霸美同时开始呻吟，和亚里亚一样，开始放出了犹如雾一样的蒸汽。


    就在事态瞬息万变的时候，即使如此我作为超能力方面的菜鸟还是努力试图把握状况——虽然猴和霸美她们和亚里亚一样被控制，但是亚里亚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要强过她们两倍。大家，都散发着同样的颜色。让人联想到比火还要鲜艳的红莲，绯色……！


    （绯绯神这家伙……竟然同时……控制了亚里亚，猴还有霸美吗！）


    怎么会这样。


    我有过在香港或东京，和不完全形态的绯绯神战斗过的经验。都没有达到完全碾压。算是勉强捡回胜利了。


    只是一个就很棘手了，绯绯神化——


    现在，竟然同时出现3个。


    而且不止如此，其中的亚里亚与我在乃木坂神社时见到的完全是判若两人。


    并非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当然发光的强度也倍增了，但是不是那种部分的变化——而是本质上，整体上，氛围或者模式，气息都不同了。


    没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格不同了』，如今的亚里亚，散发着绯绯神的存在感。


    连对超能力生疏的我都能明白，非常清楚。


    （……亚里亚……！）


    这个……与其说出现，还是降临更准确。


    这个感觉，连绯绯神亚里亚自己都不用描述，清楚的展示了出来。


    这个是——完全体绯绯神，啊。


    绯鬼们所崇拜着的神灵，正通过亚里亚的身体在此降临了。


    该死的……该怎么办啊，金次……!


    「——金次，已经到此为止了。是你们那方失败了。没有阻止绯绯，让她完全复活了。绯绯瞄准了金次在引导亚里亚时候的空隙，趁机夺取身体，同时操纵了猴和霸美，对你形成夹攻的形势了哦。」


    仿佛在责备我似的，瑠瑠神的声音响彻着——


    在51区时看到的，模仿莎拉博士的身体形态的青白色灵体在我的旁边显现了出来。


    如同还在睡觉似的闭着眼睛，身体在空中漂浮着，双手做出祈祷的动作……


    ……是瑠瑠神。这边也，开始现形了啊。


    「哦呀！暴露了吗。」


    一副很惊讶的脸色，半身水手服翻飞着，从瑠瑠神那儿退走的是猴，不，孙。也就是说，这也是绯绯神了。


    呜呜呜，犹如耍棍一样舞动着偃月刀的孙，退回到站在王座前的亚里亚的右边，并转身朝向我们。


    「好狡猾啊，瑠瑠。因为将宿主集合起来一起转移控制很有意思，好不容易全都完成了……明知如此还是到这里来了啊，也就是说，想杀掉我了？连着我这三个分体一起。」


    那个口吃严重的霸美，通过绯绯神的口气说出话来，竟然是那么流利。而且还把那把大斧挥得舞舞生风——然后咚的一声，站到了亚里亚的左边并朝向我们。


    对瑠瑠神暂时保持警戒的绯绯神亚里亚，以她自己为中心，孙和霸美站立左右。


    这个光景——面对各自保持着意志而行动的三人的姿态，我再次受到了冲击。


    （……绯绯神她……可以保持3人……同时存在吗……！）


    这里也是，人类所无法想象与理解的事情。


    绯天・绯阳门。镭射。瞬间移动。次次元六面。绯绯神给我披露了各式各样的超能力，在这里也给了我一个大惊喜啊。


    对着皱着眉头，手持含有瑠瑠色金的蝴蝶刀摆好架势的我——


    「金次。人一旦在起床之后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马上睡回去，和这个道理一样，绯绯一旦依存到一个物体里，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出来的。也就意味着现在，绯绯是处于无处可逃的状态。就算不用突刺暗杀也没关系，拿着这把刀——去接近那3人。这样一来，我可以把绯绯的意志抓到我的重力圈里，完全消灭她。那个灵魂的一部分，应该是可以杀死的。」


    犹如命令士兵开炮的将领一样，瑠瑠神一直闭着眼手指着霸美她们向我命令道。


    我对这段话产生了不安、


    「等……等等，瑠瑠神。你如果这么干了，亚里亚她们会怎么样啊？」


    就算当着敌人的面暴露了我们这边没有做好战前沟通也无妨，我向瑠瑠神如此问道。


    绯绯色金现在，正支配着亚里亚她们的灵魂和意识。


    虽然色金她们的生命系统和人类有所差别，并且只是支配部分而已，将那个绯绯神杀掉的话，会不会也就意味着将亚里亚她们的意识也消灭了呢？


    对于我的疑念——


    「就如同金次所想象的那样。」


    ——就如同直接读取到我的心思一样，瑠瑠神将我的不安正式宣告了出来。


    「绯绯的心的一部分，已经和宿主的意志全部融合在了一起。在此如果将绯绯的心杀死的话，宿主的意志也会被消灭。以前亚里亚被佩特拉用色金杀女制成的破甲弹射中的情况是一样的。还记得的吧？」


    佩特拉的咒弹……去年，在台场亚里亚被狙击的事情吗？


    「要做个比喻的话，那个时候用的是麻醉弹，这次用的是实弹。那个效果会永远持续下去。不管怎么说，绯绯可不是会上第二次当的神。机会，只有现在。」


    被佩特拉狙击了的亚里亚，在那之后陷入了24小时的假死状态。


    如果按照瑠瑠神的命令，我拿着这把蝴蝶刀接近亚里亚她们的话——这次，那个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刚刚瑠瑠神的话语，渗透出这样的意义。


    如果没有从那个状态恢复过来的话，三人都会有生命危险吧。


    「……不行啊！住手，别杀啊瑠瑠神！」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这里放过她的话，就没有第二次了——」


    不行。瑠瑠神现在处于思考堵塞，无法说服的状态。既然如此，


    「我啊……对于如此美丽的瑠瑠要手刃同样美丽的绯绯这样的姿态和场面，不想看到哦。」


    神就是神，但即便如此，色金的神却是女神。


    神对于爆发模式下的嘴炮，是否能起作用呢——


    「瑠瑠。我看得见哦。不想亲手杀了姐姐的你，心正在流泪啊。所以这里，就交给我吧。让喜欢的女孩子停止哭泣，可是男人的工作啊……！」


    ——从嘴里说出的，连我自己心里都没底的话——


    「……呜……」


    对于这直达本垒的台词，瑠瑠神显得过于困惑，而不住的看着我和绯绯神。


    就在那一刹那的破绽——


    绯绯神，并没有看漏掉。


    「哈哈，瑠瑠！真可惜啊！」


    啪！亚里亚她。


    接着是孙，还有霸美，往天守阁大厅的左边跑去。


    「……！」


    但是，对此我却没有追击。因为不知道瑠瑠神会如何行动。


    亚里亚跳上了崩坏的窗沿，然后咚咚的踏上了不可视的楼梯，在空中跳着逃走。


    那个身影，马上就在繁茂众多的树影中消失了——身后就像是保镖一样的孙和霸美也跳着走了。这次，是把枝条当做跳台一样使用。


    是因为寄宿在镀金的色金里，瑠瑠神似乎不能离开我的刀太远……


    就像要追赶绯绯神一般伸出半透明的手，但也到此为止了。


    大厅里只剩下了我和瑠瑠神，以及一群似乎在看戏的鬼而已。


    「……金次……」


    瑠瑠神她，稍稍低下了头……


    「刚刚你说的话，我可以说是正确的。我也的确，不想杀死姐姐。但是……这样一来，本来我和你携手可以击溃她们的大好时机，就这样没了。绯绯是个胆大心细的性格。接下来我或者璃璃追击到绯绯的据点，就会发生将世界都卷入的战争吧。因为亚里亚她们三人，会有很多人死去。阻止这个事情——已经，不可能了。」


    是放弃了吗，那个如雾般的身躯开始渐渐消散。


    我，将渐渐暗淡的刀放回到手中——


    「太好了。」


    我对瑠瑠神如此说道。


    「什么太好了？金次。」


    「因为『不可能』——这个词，竟然会从瑠瑠嘴里说出来啊。」


    我的爆发模式还在持续。


    「瑠瑠也知道的吧？我可是『哿』——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男人哦。」


    虽然我不知道，逃走的亚里亚她们是否打算离开这个鬼之国……


    不管是用游的还是飞的，总之追上去。即使到天涯海角。


    要上了哦，绯绯神。还有——亚里亚。

  


  
    3弹 三角不等号


    鬼之国，也可以说成是绝海的孤岛。


    岛上不存在出口之类的东西。亚里亚他们，应该是没办法马上就逃到太远的地方的。


    瑠瑠神也从我身旁消失了，又变回孤身一人的我——


    推开了一些鬼，从天守阁的窗户环视了整个鬼之国。


    这时候，


    「……」


    在彷佛要刺伤人的日光直射下，周围的风景和刚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潮水往后退着。是干潮。


    海平线向下后退，鬼之国周围的浅海逐渐露出了沙滩。


    平矮的海底奇特地，似乎向着西北方向的沙滩整理出了一条细长的小道。


    （那个是干潮的时候才能使用的……飞机跑道……！）


    但是，包含那里在内的周围不论是哪里都没有找到亚里亚他们的身影。


    ……咚嗯，咚，咚，咚喔咚咚咚咚咚咚……


    从鬼之国的一角，像要让地表震动般的噪音轰了出来


    虽然这是一瞬间所无法辨认的巨大声响，但这是引擎声。虽然汽车的引擎排气量就只有2～3公升，但这是排气量可以达到60公升的怪物引擎啊。


    而且还有3个，4个——6个，能听到它们同时地开始启动了


    「富嶽，吗……」


    我俯视着从这个天守阁中也能部分地看到的那台巨大轰炸机。


    看就看得出来富嶽因为海平线向下后退的原因，现在和停泊在地面上的状态没两样。


    它毫无余裕地急忙试着紧急起飞，在地上滑行的时候从机翼的各个地方喷出了白烟。


    但是，它可是军用机。虽然一边发出了似乎要烧坏引擎般的运转声，但也顺利开始启动了。


    就像要割裂般地敲打着直径大概有五公尺的四台二重反转螺旋桨，硿硿锵锵地切开横越了岸边的红树林群


    「！」


    这时候，我用爆发模式的视觉捕捉到了。


    在富嶽用透明的玻璃围起来的驾驶舱内——明明就不应该有人在操纵的——


    她们是要看到更宽广的视野吗，我发现了亚里亚她们三人就在那里


    「——亚里亚！」


    砰！　这时候——


    我从天守阁的窗户向着空中飞蹦了出去，弹出了钢丝勾在树的枝头上，踩着红树林的树枝就像要飞起来了般向着富嶽跳去。


    然后翻了个筋斗在沙滩上想尽办法用受身的姿势着地后，溅起了星沙狂奔了出去。


    富嶽已经，在地上的跑道向着西北方向加速中了。


    「呜哦哦哦哦……！」


    拨开了引擎排出的风所卷起的沙尘，我全力急速地追赶着富嶽。


    一但富嶽再继续加速下去，就算是爆发模式的脚程也没办法追上。


    黄褐色的机体和，奶油色的沙滩。


    在巨大的机翼那儿垂下的，浓黑色的影子。


    要赶上，要赶上，我伸出了手——


    「——吓……！」


    在滑行着的富嶽的左翼下，从后方伸出了支撑着两个巨大轮胎的起落架接触到了地面。


    可是，富嶽却从起落架施了要飞起来般的力量离开了地面。


    没有错，富嶽现在正是要离陆起飞了。


    （不行了，根本追不上……！）


    此时，我咬牙切齿地。


    ——咕咿。


    不知道是谁的手强力地，从我的屁股用力地推了我一把。


    「呜！？」


    不论如何总之先抓稳起落架的我，被女人巨大的——胸部，给包覆了起来。


    这，这个胸部是。


    虽然很失礼但是因为以前有发生过碰触到了这对胸部的事，所以还记得。这是阎啊。


    然后，抬头看向了这里并且和我一起抓紧起落架的，果然是阎。


    看起来似乎是和我一样是全力急速地冲来的，她还在呼～呼～地大口大口喘着气。


    虽然她似乎被霸美的气合一闪给吹飞了而造成短暂地意识不清，但是，看起来是复活了哪。


    而且在左翼下还有，


    「——阎姐姐大人！」


    当，当，激起了星沙。


    黑色和服的袖口随风飘逸着就像沿着水平方向跳跃着一般，从后面追来的津羽鬼向着我们伸出了她的手。


    虽然我是尽了全力急速地奔跑过来的，但津羽鬼却是仍有余裕地追上来的。她还真不愧是速度型的鬼呢。


    津羽鬼手伸向了微微飞起的富嶽的主起落架，但阎却——


    「津羽鬼，真是辛苦你了。」


    叩锵，用了像绝牢般的绝招推回了她。


    津羽鬼眼睛睁得老大，落向了柔软的沙滩……咕隆咕隆咕隆！　翻了一圈后，向着富嶽后方离富嶽越来越远了。


    然后，咚，她在地上用女孩子坐姿抬头仰望着这边。


    津羽鬼摆出了，一副简直无法置信的脸，在远方和阎的视线交汇了。


    「——就如同虚无缥缈般无常——」


    阎这么地低语道，并向着津羽鬼露出了温和的笑容，阎的眼神……


    是领悟到了自己正着死亡前近这件事的眼神。


    我是为了要去救出身为搭档的亚里亚，阎则也是要救出她的主人霸美——


    虽然完全不知道该要如何救出她们，但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决意要以绯绯神为对手。


    但是，这如同字面一般就是要忤逆神的行为。如果引起了神的愤怒的话，就算是鬼也有可能瞬间就被杀掉。不，这种可能性倒应该是非常大才对吧。


    所以说——才留津羽鬼，一个人在原处。


    为了不让她受牵连卷入，这座称为富嶽的必死炼狱。


    津羽鬼领悟到这份意义后……哗啦哗啦地，哭了起来……阎的视线望向了，在早就离陆了的富嶽遥远的后方的，现在也只能依稀看见的那如同一小点般的身影。


    富嶽飞越了广阔的沙滩，在透明清澈的海上不停一直地加速，而且上升着。


    现在连鬼之国也，变得只要对着斜下方伸出手就能够遮盖住的大小了。


    在巨大的螺旋桨所卷起的气流之中，阎让她的头发随风飘逸，


    「……远山。已经不能再回去了。」


    就像要切断对鬼之国的思念一般，阎转向了我这里。


    就算是已经生存了千余年的阎，也已经做好了要死在这里的觉悟了。


    因为没办法对主君被抓走的这件事，放任置之不理。


    就算如果自己会死，也绝对，没有办法忽视。


    ……真是的，该说是诚实，还是该说是不论如何都非常忠诚的鬼呢。


    这不是比现今社会的那些人类还要更崇高了吗？　阎的，这种特质。还真想把她收为部下呢。


    「——不能再回头了。那就走吧。」


    正准备要向上悬吊爬到收置车轮的地方的我，用几乎和阎说过的话一样的，但是再稍微更好听一点的台词回了她的话。


    然后，作为刚刚推了我一把的谢礼，我把手伸向了抓住我的脚的阎。


    阎，她露出了比男人更为帅气的脸微微地笑了——


    「还真是奇特啊，没想到源赖光的后裔和酒呑童子的后裔，在数千年后竟然会联手在一起呢」


    这时，阎用她有着尖爪的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和阎，曾经在这架飞机上互为敌人的两人……


    现在，作为共同抵抗绯绯神的同伴而回到了同一架飞机上。


    下定了觉悟，再也不回来这里第三次。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要减轻重量，起落架的车轮被切掉舍弃了外侧的两个轮子。


    当剩下的车轮和起落架被收到主翼里头的时候，我和阎似乎就会成为被逼进死路里的情况了。


    就算阎在怎么强壮女人也还是女人，要是对方在毫无发觉的情况下就把我们全都真的压得扁扁扁的话就太可惜了，虽然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是不先从收置车轮的地方离开的话就会招来不妙的结果，但这还真是意料之外地困难而且浪费时间啊。


    首先因为还不太了解飞机内部的构造所以还不行草率地就破坏周围的部分，我于是轻轻敲着墙壁找寻比较薄的部份。


    之后……虽然前后左右似乎都是装有松油的样子，但是上方的一部分感觉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


    阎用角对着那里像开罐器一样把墙壁给开了一个圆形的洞，我们终于来到了左翼内部的一间小房间。


    在这间机翼里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人的气息。


    （总而言之就先把这里当做据点，确认一下情况吧）


    然后，从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去，观察太阳升起的方向——


    行进方向是，西北。小笠原群岛，向着日本的方向。


    速度约莫在每小时700公里，非常地快。虽然似乎是没有装载炸弹的样子，但从富嶽的性能来思考已经是乱七八糟地高速了。


    ……而且，


    「这玩意儿微妙地倾斜着在飞呢。」


    就如同阎也提到的，富嶽的地板向着后方严重地倾斜着。


    也就是说，现在是在极快的速度上升高度中。


    机翼的攻角明显地提升得太大了，虽说这倒不至于造成坠机但这应该也有可能因为造成失速而增加机体的负担吧。


    就像要证明这点一样，富嶽正从全机各处都硿隆硿隆……硿礑硿礑……地传出像魔兽的低鸣般的运转声。


    当我正用用武侦手册里拿出来的镜子从窗边左左右右地晃着确认周围时，从引擎中正冒出着象征燃料燃烧不完全的黑烟。


    虽然不知道她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假设目的地是日本的话，那这样子是没办法安全飞到那里的哪。虽然如果是随便以任何一个地方的上空作为目的地的话，倒是应该这样就可以了吧——


    「……！」


    就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只以人类的常识的范围内来思考飞机的用途的我不禁吞了口口水。


    这种飞行方法，是比起速度更重视高度的飞行方法。


    只去在意行进的方向而轻视了与目的地的距离。


    轻视了，与目的地的距离。


    （有视界内瞬间移动，吗……！）


    绯绯神是能够瞬间移动的。


    但是只能在视野内，也就是说似乎是没办法跳跃到看得见的范围之外的地方的术式。


    就算能跳跃到很远的地方，但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视野就有了限制。但是这个距离，在飞到越高的时候视野就渐渐地能看到更远的地方。这不过是简单的几何学。


    绯绯神在富嶽上急速地提高着高度是为了，让视野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并更宽广。


    然后，在看到了目的地后瞬间移动过去。把这个富嶽，在空中飞完了以后就丢掉。如果是打算当成抛弃式的来用的话，那这种哪怕会坏掉也不害怕的飞法也算是正常的了。


    「——快一点，阎。」


    虽然我是不知道绯绯神要把富嶽上升到哪里，要接近到哪里，是打算看到什么以后就瞬间移动过去——但到看到那个为止的时间应该是有限的吧。


    所以说，是有时间限制的。


    看来感觉是没办法很轻松愉快地完成了。


    「嗯，快走吧。在这飞机里，在天空中胸腔会感到疼痛。对霸美大人的御体也不好。」


    就像阎所说的一样——


    因为绯绯神暴力的操纵，飞机的密封似乎变得不完全了的样子。


    虽然这是有搭过ICBM或V-2飞行的经验才理解的能力，但爆发模式的我在无意识间用胸腔内的肌肉像鸟一样控制着肺脏和支气管，就算是一般肉体也做得到在低含氧量和减压的环境下忍耐一段时间的。


    但是那个时候是，和丽莎一起在九千公尺左右的高度几十秒就是体感的界限了。


    但是富嶽在设计上，是能飞到一万公尺的。如果绯绯神打算把富嶽飞到那么高的话，就真的是危机了。


    「阎，这次战斗是二对三。也就是说我和妳其中有一个人，会承受到两个绯绯神的攻击。当情况变成这样的时候，就由我来当主战力一对二地战斗吧。阎妳就请一边注意着我的状况，一边掩护我顺带避开危险情况。」


    多亏了鬼不锁门的习惯，在机翼中不用费什么功夫就能顺利地移动了。


    虽然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和阎就一边开著作战会议一边走着，


    「一发现对手比自己弱就不想让别人挡在自己前面，你的这种想法我也不是不了解。」


    然后，阎就大步地走到了我前面。


    「……虽然要觉得我比阎妳更没用是你的自由。但我只是，能做到的话就尽量不想让女生战斗而已哟。」


    因为我又走到了阎的前面，所以自然地就变成我和阎两人在机翼内互相超越的情况——


    「这句话不正是在蔑视女性吗？　在人与人相处之间。」


    「那……改成先走到绯绯神那里的人就是主将，比较晚才到的就是副将。」


    「我知道了。」


    「话说回来阎，刚刚one cup大关[image: note]掉在走廊上啰。」


    
      
        	一种日本酒

      

    

    「哪里哪里？」


    让阎的脚步在走廊上停下来后，之后——咚锵！　我用左脚向着右脚地筋骨连动的樱花踢击，再传向身体后踢开了门。


    这样我就先进来了，阎露出了一脸「真卑鄙哪远山」的表情然后满脸胀红地也进来富嶽的机舱里了。


    「只有两个人就过来了吗？」


    在四周都是透明的玻璃的驾驶舱内，亚里亚站在那里双手屈在胸前看向着这里。


    在亚里亚的前方左右各分别隔了一小段距离站着的是，


    「那么我们这里也，」


    碰地，转了一圈青龙偃月刀的孙和，


    「就两个人来当你们的对手吧。」


    锵地，拿起了破星灿华斧的霸美。


    虽然台词被分成三份从三个人口中讲出来很奇怪，但这些台词全部都是同一个人物——绯绯神所说出来的台词，到底是怎么传达要讲的话的啊。感觉还真是不可思议。


    在亚里亚的背后，操纵席上的仪表板的开关正喀啦、砰戚地不停动着切换更改着。哔哩哔哩地震动着的操纵杆也是，明明就没有人碰到它却一直微微地在动。感觉起来又不像自动操纵哪。用Ｓ研的术语来讲就是念动力，绯绯神亚里亚在用念动力操纵着富嶽啊。


    「要来场2对2对决吗。好，我接受了。孙悟空和织田信长一组，远山金次和酒吞童子的后代一组。观众是福尔摩斯4世。这是何等地豪华，简直就是奢侈的编组。」


    不管怎么样反正这都确定都比3对2更好，我趁提案2对2的绯绯神亚里亚还没有改变心意之前——像是炒热现场气氛般地说道。


    （……虽然什么也没想就追过来了，嗯嗯，该怎么办好呢？）


    在眼前，有三个有着超超能力的绯绯神。


    富嶽的高度仍不停止地还在上升中，因为不停地操它急速地上升的关系引擎现在就快要爆炸了。


    等到让绯绯神她们瞬间移动消失掉的时候就完蛋了，但因为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跳跃，又会跳跃到哪里。所以说也不能确定时间限制。


    [image: 005]


    



    ……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该怎么解决比较好。


    看不到胜利条件，就要陷入了手忙脚乱之中。


    但是，这种时候就要——


    用在武侦高学到的，『记住遇到多个对手的时候要各个击破』


    也就是说必须要一个一个稳重地，仔细地解决掉。


    就算慌慌张张地一上场就去跟全部的敌人战斗，反而也只会还没打倒任何一个就白白地让时间流失，这样就只会让事情的发展更恶化而已。


    这种场合就要照着霸美、孙、亚里亚的顺序。让她们三个人一个一个地失去意识K.O.掉。再尽量不要让她们受伤。这样就达成最初的目标了。在这之后，在想办法怎么处理富嶽。


    ——就算绯绯神转移到她们身上，但亚里亚她们的身体也都仍然还是自己的身体。


    这点是在乃木坂的时候和加奈一起让亚里亚几乎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所得到证明的。


    但再怎么说对方也还是绯绯神的化身。这个战术，虽然说起来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应该很困难。而且还要让女性失去意识什么的，这对爆发模式下的我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事情。


    这样的话，至少……


    「……阎。妳就避开相互是君臣关系又是朋友关系因此很难去下手的对手。阎就去和孙当对手吧。就由我来当霸美的对手。这可不是放水还赢得过的对手喔，或许我会对霸美也使出全力应战。但是，还请别阻挡我。」


    「你想太多啦。不如说你所顾虑的，根本就不是为了霸美大人。首先要先阻止她们，但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就不知道了……因为还没把潜入霸美大人的心里的绯绯神大人给祓除出来。」


    我一边和阎说着话，一边向着霸美和孙的方向。两个人横向并排前进着。


    但是，在咧嘴笑了起来的亚里亚面前——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怎么办？」


    ——啪！


    瞬时，霸美和孙——


    她们两个人向着我，飞了过来！


    「——吓！」


    真是预料之外的集中攻击，但我还是硬想了方法对应。


    在用手肘撞开了以亚音速突刺过来的偃月刀的柄的同时，用手掌曲线形地拨开了从上空掉落下来的斧头的侧面。


    就算富嶽的地板是合金做的，但这个巨大斧头砸下来的时候机体也不是说不会在空中解体。


    正因如此，虽然得要想办法诱导到霸美的上方——


    依然还跳跃在空中的霸美突然，像牛仔一样用肩膀猛烈地顶了下斧头让它飞得更高——锵啷！　把它崁进了天花板里面之后，磅磅磅磅磅磅磅磅磅磅磅嗯！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看得到有几十个残像的手，从我头上向着我打了过来。用几乎是倒立的姿势。因为我持续地挡下了她的攻击的反作用力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了空中。


    空气发出了像短机关枪一样的破裂声，亚音速的正拳、平拳和手刀像雨一般地落下。


    这些都向着我的上半身，毫无间断地砸了下来。


    那看起来就像猛乱的攻击一般，眼球、眉间、头盖骨的中心、耳朵、鼻子、嘴巴、喉结、颈动脉、锁骨，全部的攻击就像要击破人体的所有弱点一样袭来了，简直就是必杀必死的集中豪雨。


    我并用着左右手的手指、手腕、前腕、手肘、肩膀还有头槌——把那些刺击给从我身旁，滑了过去，另外还有一些还是非得稍微挪动身子承受下来。


    正当我拚命地要解决掉头上的霸美的当下，


    「——嘻嘻！」


    锵兹！　用偃月刀撑起从地板上跳起的孙，双手放开了偃月刀。


    然后手肘弯了90度，就像跳体操一般前后大大地撑开了双脚，咚地。用腰部的力量降落了下来。


    虽然是古老流派了，但这是中国的拳法——花拳的体势。是打算也要同时地打过来吗——！


    「呜喔呀！」


    刹刹刹刹刹刹刹刹刹刹！　此时，一边像转炮一样地转着，孙的攻击向着我的下半身来了。


    像刀刃一样锋利的手刀、脚刀，在加上爪击、回旋踢、里拳，甚至连尾巴的攻击都向着我的下半身袭击了过来。和霸美一样，孙也毫不留情地都只瞄准了我的阿基里斯腱、前后的十字韧带、大腿动脉、脚背的动脉和睾丸之类被打到会超痛的地方打过来。


    我的脚彷佛停不下来，在这时候不得不一边回转着，一边向后退来躲开。


    踢过来的脚就用脚踢回去，当下想尽办法翻了个跟斗后——对孙用拳头，对霸美则用踢的来应对。


    天地之间都迸出了激烈的撞击，而且是完全没有缝隙的百烈连击。


    完全就像冰雹和火炎撞在了一起。


    「……远山……！」


    阎她——


    停下了，原本要闯入战场的脚步。


    不如说判断了比起自己在旁待着，似乎来打扰我们的话会更危险——这是正确的判断。


    我和绯绯神他们俩个的格斗战，比起和夏洛特的乘方弹幕战还更需要集中力。


    向我袭来的，每一击每一击都是被打到后一定会翘辫子的攻击。


    就算意识只要放松任何一刻，都会成为致命的疏失。虽然不能说是和一开始所决定的规则一样啦，但请别插手。因为她们两个在打倒我之前，都会一直来找我麻烦的。


    ——咚！　咚咚咚咚咚哇……！


    这样的震动，从我的左方和右方，主翼的方向传了过来。


    从视野中一角的窗户外侧看到，正在向北飞的富嶽的……六台引擎全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火灾。


    还看到了，这恶火正吱哩吱哩地蔓延到整个机翼。


    硿，完全就只有像纸一般地没用的耐火性而已。


    话说回来这架富嶽是使用全新的素材制造出来的，基于就算牺牲了防御力也要增强机动力和续航力的旧日本军的思想制造出来的飞机啊。


    （……1352——1421——1508——吓……！）


    不到一分钟中，霸美和孙就从上下方击来了超过1500次的攻击。


    一秒钟，大约27发。


    霸美和孙一人每秒13.5发，向我揍来了必杀的攻击。


    ——这就是，神的攻击吗。真兴奋哪。


    但是一定，在这猛攻中一定也会产生间隙的。就算是霸美和孙，也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喘口气。


    再那一瞬间，就一口气逆转。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等着，反击的机会。


    就像在嘲笑我的这个计画一样，


    「——还有招式没出哦！」


    刀刃崁进了天花板里的斧头掉了下来，喀喀喀喀喀嗯嗯嗯嗯！


    霸美就像鸣响了铜锣般击来了里拳。


    然后扭动着腰接住了掉下来的斧头，完全没有停滞下来——用膝盖和手臂顶住了斧头的柄，然后就开始转着它。以霸美自己作为轴心，像呼拉圈一样地转着。


    砰砰砰！　碰！　砰砰砰砰嗯！　碰！　砰砰砰砰砰！　碰哇！


    原本向我的上半身袭来的霸美的打击中，还加上了像是回转断头台般的斩击。


    在点的打击中再加上平面的斩击，在脑中要处理的资讯又变得更复杂了。


    但是要是不躲开这个的话，我就会像被刨冰机打碎的剉冰一样从上方被咕叽咕叽地压碎啊。


    空气严重地从被斧头砍破的天花板裂缝中灌了出去，机内的气压正在下降着——


    「看招！　脚下台枪搅！」


    ——就像毫不畏惧这种事情一般，孙用脚趾捡起了掉下来的青龙偃月刀。


    然后，碰嗯！　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嗯！


    霸美也一样，还在一直转着转着，完全没有停下对我的连击。


    不只用长戟刺向我的腹部，还用柄的部份绊住我的脚，企图要让我摔倒。


    如果真的跌倒的话，我就要像果汁机里的红萝卜一样被搅成泥了。


    淋浴在从上下方射来的机枪扫射中，而且我还差点就要被引擎绞碎了——


    绯绯神亚里亚像是在耻笑着这样的我一样看着我嘲笑着。


    停下。给我停下。绯绯神。


    虽然亚里亚是常常笑我，但别用那种笑法……


    「「「你看起来还挺闲的嘛！　远山！」」」


    因为亚里亚的挑衅和霸美的搭腔加上孙的叫喊——


    我注意到我被耍了。


    （……糟糕了！）


    她们现在，是故意的。


    猜到我应该讨厌这种笑法的绯绯神，故意用这种笑法笑给我看。


    「升龙轰喷脚！」


    趁着我顿了下的这个间隙，孙在后方重重地翻了跟斗后双手推向了地板。


    磅喔喔喔喔喔哦哦哦哦哦哦哦！


    一边倒立着，一边放出了彷佛能冲破天际的的踢击。


    「——吓！」


    为了要闪进偃月刀和大斧之间的空隙，我抱着膝盖后手翻躲了进去。


    而霸美，看穿了这招。


    她的手推向了倒立着跳起来的孙的裸足，让孙向上的冲力和自己的力量合起来后，跳向了更高的——当嗯！


    身体上下倒反地，站到了富嶽机内的天花板上。


    然后又从那里，磅嗯！


    像流星一样跳了下来。


    霸美和孙的节奏的配合度，简直是齐心异体。比在新干线上遇到的珂珂还要更夸张。


    这也是一定的，虽然珂珂她们是姐妹……但是现在的霸美和孙可是同．一．个．人啊。


    组合了许多奇迹，霸美向着我的额头——


    ——唰哇！　跳下来头槌了过来。


    「……吓……！」


    虽然她的目标是，用她的角在我的头上开一个洞，然后再这样把我的整颗头切爆。


    但由于爆发模式下的反应神经，我躲过了一劫。


    全身协调地转动着身子，让角不会割到我的皮肤。


    但是，最终还是割到了。


    伤口在额头上面，头发之中。


    而且还因为不习惯应付"角"这种东西而产生了目测的误差，导致受了相当深的伤。


    伤口差不多刚好勉强只到头盖骨膜，从被角割开的伤口那里流出了惊人的血量。


    虽然不至于到喷血的等级，但鲜血还是从右眼——


    ——噗漱噗漱地，滴了下来。


    （……咕呜！）


    如果这种只会在很久以前的少年漫画里出现的事情在现实里发生的话，就算说成笑话也不为过了。


    即使没有阻挡住视野，但确实还是造成了不便。


    现在开始要对付霸美和孙的猛攻又变得更困难了。


    得先把距离拉开，休息段时间，再不把血擦掉的话就不好了。


    然后再次承受那激烈的攻势，忍耐下来，再找间隙突破。我就只剩这种方法可做了。


    我这么地判断后，就像要甩飞血迹一样甩了甩头的同时——


    ——碰！


    落地后的瞬间，马上向后跳开。


    应对——莎，这时。


    在我被血渗透的视野中，孙自右下角消失了。


    她像霸美一样沿着地板朝这里使出了地躺拳后，边拿回她的偃月刀边跑进了我看不到的死角里。


    「——吓！」


    我低了头一会儿，


    「远山！在前面！」


    听到了阎的叫喊


    在我前方的虚空中，从上方落下了足足有700Kg重的破星灿华斧。


    那把大斧是由碰地跳起来的霸美扭转着自己的身体用回旋踢踢过来的——向着往后却步了的我射出来的。并不是像刀一样，而是像刺枪一样用锐利的柄的那一端向着我。


    看来在鬼使斧的战术中在空中把斧头踢出去的这种招数算是很普通的，很轻松地就把那斧头给回旋踢出去了。


    在她打得正爽的时候，她又——活用了两刃斧的形状，调整它上半部突出的角度让它像三叉戟一样后飞踢了过来。


    我还因为刚刚跳起来躲避的原因仍停留在空中。在空中，身体能躲避的范围是有限的。


    （这个，躲不开……！）


    看起来就像水平地飞在空中的斧头，正在追着我。


    ——『攻击会造成疲累』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一般来讲，攻击的一方总是会比防守的一方消耗更多的体力。


    所以说我才让她们先攻，一直让她们攻击，等待她们攻击到疲累的时候再乘隙反击。这是反击的基本战术。


    在这个时候也可以以撤退代替进攻，这正是这个战术的优点。所以在承受攻击中头部受了重伤的我，决定了要趁着对方攻击的间隙暂时撤退。


    正常在我摆脱他们的猛攻暂时撤退的时候，对方也会休息一会儿的。


    敌人是，攻击，攻击，休息。这么做才能从持续攻击的疲劳中恢复过来。普通应该要这样的。


    但是，战神‧绯绯神的应对却不一样。


    攻击，攻击，持续地攻击。


    完全不停歇地攻击，只要有任何一秒良机，就把全部化为炙烈的攻击。


    这就是，绯绯神的战斗方法……！


    而且。


    攻过来的还不只有霸美。


    在霸美踹出了大斧的瞬间，在我被血迹盖住的死角——虽然不靠声音就没办法确认到——但沿着富嶽圆形机舱的侧面跑到了上方的孙，就那样子上下颠倒地跑着。


    简直完全就像360度回转的云霄飞车一样地富有立体感的动作，但是她只跑到270度——机体内部的侧面，在我的前方，和踢出斧头的霸美相对的地方紧急停下了脚步。


    孙让乌黑的长发在空中飘逸，跨过了开始看得到远方的日本太平洋端的海岸线的窗户后蹲下了身——


    把青龙偃月刀，当成了投掷枪一样丢了过来。


    「——霸！」


    斗战胜佛‧孙悟空小小的手和脚一起往上伸出。


    青龙偃月刀被射出后，像圆环一样从孙的手上喷出了圆锥状的水蒸气。


    偃月刀，用像炮弹一样的速度飞过来了——


    这个也躲不开。可以承受下来的橘花也没办法和呼吸同步。任何方法都不能使用。我只能尽量重整好体势应对。


    在面对逼近眼前的破星灿华斧和青龙偃月刀，我终于体认到战败——的这个时候。


    「奴呜呜呜嗯！」


    咚锵！　这时，从我的正侧方被人用肩膀重重地撞了过来。


    阎撞飞了我，把我从袭来的两个武器中给救了出来。


    受到了就像要把五脏六腑全部移位一般的撞击的同时，我向着窗户那里——富嶽，已经到了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地球是圆形的高度了——被撞飞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机舱的墙壁就像用了橘花一样并没有因此而被撞破。


    但是在我渲满了血的视野中……


    「——阎！」


    阎的右大腿部和右手臂，被霸美所踢过来的斧头和孙丢过来的偃月刀给刺伤了。


    代替我，受伤了。


    「……吓……！」


    为了不发出悲鸣而咬牙切尺苦撑的阎——咚喀嗡嗡嗡嗡嗡嗡嗡！


    就这么地被吹飞到机舱的后方，撞到了霸美的宝座上。


    原本霸美和孙是打算把我固定在宝座上才把大斧和偃月刀投过来的吧。


    但是阎从不同角度承受了两个武器，然后呈坐姿地被钉进没有人的宝座的一旁。


    阎的身体就像卡车的轮胎一样坚硬，但绯绯神丢出来的破星灿华斧和青龙偃月刀却……


    轻易地，就贯穿了。


    「……咕……哦哦……！」


    虽然阎为了要挣脱那玩意儿努力地扭动身体，但是伤势很严重，她根本使不出力气。


    「——阎！」


    在我要去帮助她的时候，从左右机翼的两侧，在机舱里汹涌地冒出了火炎……


    「……蛤……！」


    窗户受热因而熔解变形，从胶条部分破裂飞到了机外。


    受压的空气漏出得更严重，在机内掀起了狂风。


    在化为了炎之翼的机翼的行进方向，虽然因为和一般在地图上看到的不一样而一瞬间没有认出来——但是透过低薄得像霾一样的云可以看的出来那是日本本州岛——福岛北方，东北地区的海岸线。


    果然啊……


    （绯绯神的目的地是，日本……！）


    这样子看起来，富嶽已经没有用处了。


    虽然引擎的机能已经停止了，但富嶽仍因为惯性的关系保持在极高的速度和高度。机体的行进方向似乎还在用尾翼稍微地调整着。


    从机体下半部烧回来的火炎，从地板的各处都一起冒出了烟。


    我转头望向了阎的方向。阎已经被淹没在火炎之中了，就只能见到些微的动静。


    「阎……！」


    「……啊……不用那么担心啦……远山……你不用来帮我，这种，程度而……」


    在火堆的另外一侧，听得到像是要把自己看起来很痛苦的事掩饰在火炎中一样的阎的声音。感觉起来应该是不会马上因为失血过多而死，还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虽这么说，但是……


    在跃上富嶽的时候，意气用事地说要一个一个打败她们的我现在——


    自己也受伤了，也没办法把阎从瓦砾堆中救出来。


    霸美、孙、亚里亚，还有这架富嶽。说要一个一个解决，但却一个都没办到。


    状况已经遭到不能再糟了。


    就算是爆发模式下的我，还是哿，要对抗名为绯绯神的存在还是……


    ……负担太重了，吗？


    还有，输得还真惨啊。不论是对霸美还是孙，连一击都没有反击到。


    对绯绯神亚里亚甚至，完全没有伤到，连让她动一根手指头来攻击都没办法。


    她就只有，在嘲笑着我。


    根本连看我和阎都不想看——的亚里亚现在，


    「山挡住了哪。」


    说着这类的话，从四周围了玻璃的驾驶舱望向日本的方向。


    不知不觉间霸美和孙已经跳过了火堆，集结在亚里亚那里。


    孙脸上浮现了小恶魔般的微笑后向我这里瞥了一眼的时候，


    「——但是，嘻嘻。在云里看到有趣的玩意儿啦。好哇，好哇，要冲啰。」


    霸美透过窗户看向机外说着，而在她平坦的胸部前方。


    ……喀啦……喀啦，喀啦……喀啦喀啦……


    出现了小小的金色光芒。有两个，四个，八个，正在成等比数列地增加。


    那些光芒就像银河中环绕的众星辰一般，在这空间里乱绕着飞着。


    形成了一个包覆住富嶽的驾驶座的椭圆形——像橄榄球一样的形状，把亚里亚、霸美和孙都包在了其中。


    （那个是……有视界内瞬间移动……！）


    可是，绯绯神会用那招我大概也猜到了。


    因为在香港的猴和在乃木板的亚里亚也都有用过那招，所以就算霸美也能用那招也没啥好惊讶的。


    但是，现在就只有霸美一个人用了瞬间移动的术式这件事——


    让我注意到了一件事。


    是一件早就应该要注意到的，很重要的事。


    猴在香港有说过，瞬间移动一整天就只能用一次。


    这个到现在，应该都是真的。从鬼之国到日本之间用了富嶽也隐约间接证实了绯绯神施展这个术式并不是无限制的。


    然后绯绯神刚刚说了，完全看不到目的地。所以似乎不得不打算以某个地方作为中继点来瞬间移动。


    但是绯绯神对于这件事，看起来又没有那么失望。


    所以说这个，大概是因为……


    绯绯神亚里亚、绯绯神霸美和绯绯神猴——也就是孙，一个人一天可以用一次有视界内瞬间移动。


    这想的话就说得通了。


    也就是说绯绯神还可以瞬间移动两次。


    她们打算先从富嶽想办法姑且先跳到视野很好的大楼顶楼或是山顶，再当成踏板一般反覆地瞬间移动到目的地去。


    然后大概，能够用三次的不只有瞬间移动。


    那招必杀技，激光雷射也能……一天用到三次啊……！


    这家伙——


    太强了。已经不是强能形容的等级了。


    金次哟，现在该怎么办啊。


    （话说回来，在理子搬到我房间里的复古游戏里，好像有叫做『宇宙巡航舰』的游戏啊）


    因为实在是太有趣了，所有就整个晚上都在玩那个……


    把亚里亚想成是自机的话，那霸美和孙就是——护卫机。可以使用同样的技能的，便利的复制品。


    然后就让我和阎只与护卫机战斗，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然后，操作着她们三个人的游戏玩家就是……绯绯神。


    绯绯神就和在游戏画面外的玩家一样，不论自机和敌机处在多么危险的环境都不会受到任何一点伤。就和在内华达州操控无人机飞行的马许是一样的道理。


    爆发模式下的头脑理解到这点后，就觉得绝望感渐渐散去了。


    既然打算要让她们失去意识，但自己好像就先踌躇丧志了。给我振作起来。


    ……喀啦喀啦喀啦……喀啦喀啦……


    这时，包围住霸美、孙和亚里亚的金色发光粒子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她们已经准备好要瞬间移动了。


    但是，才不会让她们跑掉的哩。


    （——把那玩意儿给割开来冲进去）


    曾经有在香港听猴说过。


    觔斗云的瞬间移动也就是——把被那个发光的云所包住的空间里的东西给移动的术式。


    在发动的瞬间只要身体有一点点凸出了那光构成的云外就算是施术者也不会移动，但相反地只要能全身都冲进去的话就能够一起瞬间移动了。


    虽然说能搬运的体积是有限制的，但看起来霸美构成发光粒子的量比当时猴构成的量还要多很多。或许这个招数在绯绯神觉醒的时候，能比还没觉醒的时候发挥更好的效率也不无可能。


    但是，这已经不是三倍、四倍的规模了。


    「阎，那些家伙要用那光来瞬间移动！　如果能闯进去那里面的话，就能从富嶽逃脱出去啦！　这里啊！　能过来吗！？」


    「……喔！　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能出去啦。远山，我马上就过去……！等这大火稍微小一点的时候马上就过去！」


    从机内充满了浓密的黑烟的另一侧，传来了阎明亮的嗓音。


    好，这样的话——


    「让我们也搭上那玩意儿吧。作为车资就给妳们吃些子弹吧。」


    之后，我立马拔了枪飞冲进了驾驶座中。向着，那坨光之中。


    当我被亮眼的光芒闪得眯起了眼睛，环视着周围的时候……


    「就觉得你会过来的啊。」


    虽然看不太清楚，但从金色的光那一侧传来了霸美的声音。


    「就算说这次大干上了一场，但还是觉得打得不太够啊。这觔斗云啊，是连远山你也搭上来也都还刚刚好的光量啊。」


    孙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再给我多载一个人吧。她体积有点庞大，会超过觔斗云的容量的。所以不只霸美，亚里亚和孙也用这招来扩大觔斗云的范围好不好啊」


    我跟绯绯神说阎也要来的事，催促她再用更多的瞬间移动。


    让她们这样一直瞬间移动，无论是对我们要追击抑或是战斗都是压倒性的不利，如果今天她们能瞬间移动到三次，那就让她们把两次，最好是三次都用在这里。


    这虽然也是在武侦高学到的事情，在对方比己方强太多的时候——就一定要破坏或者是阻止她们的移动手段。因为不让她们去到想去的地方，就可以提前先阻止对方的行动。


    这就一定会成为对我方有利的间接攻击。


    要是让本来就这么强的家伙还回到她的大本营的话，一定会变得比这次还更夸张到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力——照这样子想的话，像这样妨碍她瞬间移动的话，或许就能让绯绯神到不了她的据点也说不一定。


    对于我的这个计谋……


    绯绯神三个人，合唱般地笑出了　呵呵呵，啊哈哈哈哈哈！地声音。


    「……远山……」


    从耀金之光、暗黑之影、红莲之火的对面那一端……


    「……抱歉了啊。我刚刚，是骗你的。」


    传来了看不见身影的阎的沙哑的嗓音。


    那个声音传来的地方，还是在宝座下面完全没有改变。


    阎，难道妳……！


    没办法从大斧和偃月刀之间爬出来吗……！　但是因为如果妳一告诉我妳爬不出来，我就一定会舍弃这逃脱的机会而去救妳——所以你才撒了谎。相反的，是为了帮助我才撒的谎。


    「——阎！」


    硿隆硿隆……硿隆硿隆硿隆硿隆硿隆硿隆……这时，在令人联想到地狱的机体的运转噪音中……


    富嶽着火的外壳，明显地向地面坠落了。


    机翼现在，也几乎就只剩骨架了。


    机内的黑烟被大风吹散了，可以看得到火堆的另外一侧——


    和流出的血一起，阎被大火烧得像焦尸一样黑……


    被紧紧钉在富嶽的墙上，在挣扎的时候爪子还被主人的大斧——破星灿华斧割伤了。


    「我的主人……就拜托你啰。」


    向着我，露出了竭尽心力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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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就像爆裂的气球一样——


    富嶽，无声响地在空中开始四分五裂解体了。


    从刚刚看到地面的情况，高度是一万两千公尺，气温大概接近零下六十度左右，气压只有地面的七分之一。


    就像喷射机飞行一样在高空中解体了，富嶽的碎片……和燃料一同烧了精光，转眼之间就冰冻成雪白色了。


    最后看着这份光景，我和亚里亚、孙还有霸美——


    ——从空中，消失了


    



    



    ——在金色的光消失了的同时，极冷的暴风向我袭了过来。


    我在哪里。景色移动得太快了，根本搞不清楚。


    直角座标系的Ｘ轴Ｙ轴Ｚ轴不停交换变动着。


    我正在，对着上下左右前后不同方向一直滚着。


    下一个感觉到的是，气压。


    我刹那间压抑控制下来这因为气压突然就变回一大气压的关系差点就要爆炸开来的肺。


    根据这个气压我知道了。这里是，地面。


    紧接着而来的是，重力。


    确认到背被下方的某种金属地板给撞击而弹跳了起来


    还有，飘落下来的银色的光芒。


    那些是从高空中超高速的风那儿不停地飘落下来的，有些还飘落到了我身旁。


    （……这个是……雪……！？）


    这份冰冷的触感，是雪。——雪不自然到成了速度超快的暴风雪，伴随着烈风从前方呼哮了过来。


    然后就是——速度。我在哪里，在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东西上。绯绯神她们……或许是为了避免瞬间移动后动能突然变成零会因为惯性的关系而飞出去，才选了这个地方。


    这个体感速度——已经到了可以称为音速也不为过的等级了。


    大概是，0.5马赫……！


    但是，这里是哪里，这又是什么东西。


    不知怎么形容，趴在这几乎和刚刚富嶽的最终速度几乎速度一样的高速移动着的物体上的我听到了——


    荡，荡荡，响起了三人降落了的脚步声


    「喂，远山，小心不要滑下去啦！？」


    在我的前方的是，绯绯神亚里亚。


    「哦，好冷喔好冷喔！」


    右后方的是，孙。


    「啊哈哈哈哈！　妳看我站起来啦！」


    左后方的则是，霸美。


    她们各自地向我搭话。


    ——硿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怎么了——这个声音和，感觉是——）


    在暴风中睁大了眯起的眼睛，看到的是——白色的躯干和蓝色的框架的——新干线？


    这里看起来像是，之前和眧眧姐妹三人战斗过一样的新干线列车上。


    但是，和那台不同。这台没有架电线和集电弓。


    而且，还完全没有车轮在轨道上飞奔所产生的噪音。


    大概，是用飞的。


    这个是……几乎贴近地面飞行的超超特急列车。


    虽然是很奇怪的情况，但从我的感觉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子。


    从超快的速度上可以扭曲地看到，积了厚厚的雪的榉树林。在往那里超高速地前进，速度0.5马赫的车上——


    「远山，我想这事件和你很相配吧。这次战斗，就以『挟持新干线』作为了结吧。」


    得出大致方向的亚里亚的声音，听起来像从我头顶传出来一般。这简直完全就和，神明的宣告一模一样。


    「……吓……！」


    ——我知道了……！


    这个是，电磁上浮式的磁力悬浮列车！　超传导新干线路线的，青森实验线。


    青森实验线是，JR东日本从八户通行到新弘前的实验线。这线路也锁定了将来要输出到俄罗斯和加拿大——而装备了耐寒构造和抗溶雪导轨，贯穿八甲田山和白神山地等豪大雪地带的耐久实验线。


    这一条路线，是由两辆磁浮新干线车厢所组成的，现在正不停地向西奔驰着。


    「——搭到了超超特快车，很在意吗？　远山自从和亚里亚相遇以后，似乎早就把挟持战当家常便饭了吧。」　「而且啊，这还真是符合２１世纪的决战舞台呢。」　「来，战斗吧！」


    从我的周围四面八方地喊话过来的绯绯神，


    「……嘛，都到这里了那就这样吧。反正这列车，构造上应该也不会脱轨。」


    先不管她们在风中听不听得到，我这么低喃道——用自言自语使自己冷静下来，再把对绯绯神满满的愤怒给完全注入心中后。吊念阎的战斗，就要来了。


    但是，却没办法伪装住这份热烈的思念而无法伸直背脊。


    原因是从前方一直灌过来的，这一阵大风。


    虽然是第一次搭，这一种叫磁浮新干线的东西……


    但竟然是会以这种形式搭上，说起来还真是一件令人感到造化弄人的事啊。


    因为这列车没有碰触到地面，所以也几乎没有传出任何的噪音或摇晃。


    但是，还是有脚部和空气激烈的摩擦在折磨着我。


    这感觉起来就像在UFO上面滑行一样。


    站在这种地方。我能好好战斗吗。


    「金次。我对你的感情已经全面失控了哟。」「自己都，完全束手无策咯。」「这应该就是恋爱了吧。」


    现在的舞台是，三对一。


    「……恋爱吗。只要妳这么说我就很光荣啦。」


    她们三个并排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把我困在那三角形的重心里并向我搭了话——


    这一次，这次我大概什么方法都使不上……虽然这是刚刚就认知到的现实，但还是换个方法一股作气攻过去吧。


    而且，一直以来总会创造出一线曙光的爆发模式。


    现在，就算是爆发模式下的我，也对该怎么解决现在这个情况一点思绪也没有。


    这个情况，我有勇无谋地追上了亚里亚。


    战斗过后吃了败仗，实际上，还尝到了苦头，虽然失去了同伴但还是追了上来。


    ——我真傻。


    但是，就让这份傻劲继续下去吧。


    我对，我的搭档的思念。


    对亚里亚的思念正在……！


    「恋爱！」「恋爱，也就是战斗！」「战斗吧，远山！　哦哦哦！」


    ——绯绯神。


    妳这家伙去掉身为神明的那部份后，也只是个笨拙的女孩子哪。


    就只想心仪的男生，一直战斗什么的。


    因为这样就像承认自己被绯绯神喜欢上了一样，还真的有点害羞呢——


    我和妳，在这两台像磁浮列车一样的东西上。


    受超传导的力量指引，无止尽地交战着——


    并且暴走着。互相，都想不出有其他的解决办法的心境。


    「好啦。恋人哟。今晚能打到什么境界就打到底吧。」


    在0.5马赫的暴风雪中。在磁浮新干线的车上。


    我弯下了腰，拔出了坠落下来之前就准备好了的小刀。并且从腰带的扣环上拿出了钩爪装在鞋子上，但觉得只有准备这样还是有点不够啊。


    然后——搭上了，这班超超特快车。


    对手是绯绯神。而且还有三个人，以完全的绯绯神——『绯弹的亚里亚』为中心，还有几乎拥有相同攻击力的两个护卫。虽然是相同的存在，但却出现了三个。就从亚里亚的姿态来讲，已经只得把她当作和我们这种一般人完全不同概念的存在了啊。绯弹的亚里亚是。


    嗯，绯弹的亚里亚就是——


    ——超越了认知，完全不合常理，每一分一毫都是未知的存在。


    但是，就算这样又如何。


    所谓的女孩子，不就是这种东西吗？


    （前面有福尔摩斯，右后方则有孙悟空，左后方又有织田信长吗？）


    虽然这真是像大杂烩一般的组合，但这些家伙对我来讲却又是再相配不过的现实。


    三个人之中感觉最恐怖的，果然是亚里亚。


    虽然带了点主观感觉，但亚里亚感觉就像有孙或霸美两倍多的存在感哪。


    这份，感觉……哔哔……哔哔哔……地，简直就能物理性地感受到。


    在轻微地，震动着。空气和，森林和，山都是。暴风雪旋转了，整个空间。


    然后——


    在一片白银的世界中，出现了绯色的光芒。


    亚里亚的右眼，开始放出了亮光。


    赤红的。


    赤红的，赤红的，赤红的赤红的赤红的——！


    「来吧，远山！那，你又要如何应对这招？」


    ——咻。


    这时……亚里亚她。


    我担心转头回去看——咻，咻——地。孙和霸美也是。


    从正面、右后方和左后方三个方向，三个人集结起来对我做出了『向前看～齐』的姿势。


    然后，三个人的右眼全部都发出了绯色的光芒。


    随着时间流逝，那道赤红的光芒越趋强烈。


    （……这个是……激光雷射……！）


    而且，还是三连发的雷射。


    这种事情，之前完全没有料想过。


    从三个方向放出了强大的斗气，微微地震动了大地。明明就完全没有碰触到周围那些化为景色飞逝过去的树木，却就让那些树上的雪和枝叶嗙！　碰！地掉下来。


    这时候突然，


    「——金次。如果只有一发的话我还可以互相抵销掉。」


    在我的脑海中，响起了和亚里亚她们不同的声音。


    ……是瑠瑠神。


    「请使出你曾经在香港使出过的那一招。我融解自己来增大雷射的光程差，增加的周期会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扰乱，如果能弱化它的一致性的话——就算是这把刀的长度也一定，能够阻挡下绯绯的雷射的。」


    从哥哥给我的那把蝴蝶刀，色金止女这里……


    开始绽放出了，青蓝色的光芒。


    并不是因为在爆发模式中知识的蕴藏量就会因此而增长，虽然不太知道瑠瑠神能把雷射停下来的原理……


    我利用萨克逊长剑来当作盾牌保护身体的招数——矛盾之伞。


    瑠瑠神说。那一招，可以用这把小刀使出来吗。


    「正是如此。一定的，会试着挡下一发来的。但作为代替，我被镀在这里的部份则会死去。就算没有成功，我也会杀掉姐姐的。这个是作为那次的报酬，是对你的偿还。所以说远山。你不需要在踌躇了。」


    「瑠瑠，难道妳……！」


    「金次。可以的话我也想在这场战斗中坚持到最后。但是这样子的话，我就没办法把力量借给金次你了。祝武运昌隆——」


    话还没说完，瑠瑠神就放出了强光。


    青蓝的，青蓝的青蓝的青蓝的青蓝的——！


    「来这招吗？」「但是你又能怎么办？」「剩下的两发呢？」「远山，你，」「总会想法子办到的吧？」「能做到吧？」


    亚里亚、孙和霸美看着那个——


    从三个方向，像是在玩接龙一样接着台词。


    根本不用去听就知道了。就是这样。


    虽然瑠瑠神会帮我挡下一发，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的事了。


    不在想办法的话。做不到的话。


    （那一道，雷射就要……）


    分别，从她们的右眼的瞳孔中发射出来了。


    如果能让她们的视线移开的话，雷射就没办法命中了。


    但是我只却盯着站在我正面的亚里亚的，那双赤紫色的双眸。


    我是不应该违背我应该要凝视她到最后一刻的命运的。


    我也，不想要让视线从她那惹人怜爱的玉眸上飘开。


    所以说，我会接下亚里亚的雷射。


    这时，我……尊重了虽然和一般人所拥有的生死概念不一样，但就算要拿出性命的一部分作为赌注来战斗也在所不惜的瑠瑠神的意志。


    我将像蓝宝石一般绽放光芒的蝴蝶刀，做出了了像要刺出去一样的姿势。


    看起来就像突刺的矛一样，这就是盾。


    构成了，在本国第一次公开的矛盾之伞的架势。


    「只有一个方向的话，或许你还能挡得下来吧。」「这次用符号来讲的话，就是米字号——我从三个方向，把你困在交点里。」「就算你想要逃到哪里，也只要辩个角度就好了啰。」


    ……从绯绯神的细语中，透露了重要的讯息。


    你刚刚说过的话，让我灵机一动咯。


    虽然我几何不太好，但我至少还是知道要怎么让三条直线无法交汇在同一点啊。


    然后，这个作战不只能当刚刚一直傻盯着亚里亚的赔礼，也刚好能作为对于孙和霸美的杀必死。


    对了，名字就叫——


    （——『不等号』——）


    就当我为这新招命名的同时，我利用樱花将风压化为向后蹬的推力，飞向了正后方。


    我依然把这把闪耀着青色光芒的蝴蝶刀，指向绽放绯色光辉的亚里亚。


    猴以前也有说过的——


    绯绯神的雷射，大概在射出去１.２秒前，到那个瞬间后就无法取消了。到右眼的绯色光辉突然地增亮的时候，就已经停不下来了。


    而我锁定的，就是这个瞬间。


    「「「！」」」


    因为我所采取的动作，那三发雷射，并没有照着『＊』形地从三个方向把我贯穿——


    ——『≠』——


    就像罗马武侦高的校徽『不等号』一样，不规则地平行射出去了。


    蝴蝶刀则在被击到的那个瞬间被亚里亚的雷射溶解，像蓝色的花朵一般开叉了。


    不动声色地，接下来了。


    （……瑠瑠神……！）


    瑠瑠神把，绯绯神必杀的一击。


    她把像小伞一样地膨胀的速度给降到了，连短刀都可以承受的程度。


    瑠瑠神一边利用超超能力接下雷射一边弱化它的威力，就成功把它挡下来了。


    然后，我要处理的还剩下两发。


    孙和霸美的雷射，各自从我的前方和后方射了过去。没有射中。


    是我让它，没有射中的。


    这事实上不过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罢了。


    就算是小孩子只要想做也能做到，雷射的闪躲技。


    我不过是——


    在雷射被射出去的瞬间，稍微跳到了在我左后方和右后方的孙和霸美中间而已。


    因为，这样就成了孙、我和霸美站在同一条直线上，孙如果朝我射过来的话就会射到站在对面的霸美，而霸美也同样地会射到站在对面的孙。


    所以，孙和霸美为了不要打到自己人——


    只得移开了视线，击出了『＝』的形状。


    然后，我就成功躲过了一难。


    虽然说这个作战，如果绯绯神就算牺牲了孙和霸美也要把我杀掉的话就完蛋了。


    嘛，到也应该被绯绯神认为让附身成功的她们两人和我一起丧命的话太不值得了。


    但正因为被绯绯神小瞧了的关系，帮了我一把吗？这还真是，有点伤人呢。


    就像在暴风雪中飞落的花瓣一般，我把长年伴我上刀山下油锅的蝴蝶刀抛弃到了新干线后方不见了。


    和瑠瑠神的思念，以及她的生命。


    [image: p01]


    （此图为自制，非自带插画）


    



    「不等号就是，否定等号。和等号不相同的意思。亚里亚、孙和霸美，妳们并不是绯绯神，和绯绯神不尽相同。因为，我还仍然，这么相信着呢。」


    虽然也因为雪很滑的关系，不过我因为刚刚向后跳的惯性而又往滑了一点。


    亚里亚、孙和霸美现在，三个人都在我的前面看得见的位置。


    但是她们三个人，都已经没办法再射出雷射了。


    一次就把三发都射掉了。


    「怎么样啊绯绯神，我把妳最大的攻击挡下来啦。」


    所以说，也不用再打下去啦。


    好啦就乖乖地，别再占据亚里亚他们的身体了——对着要这么说的我，


    「——笨蛋金次啊。」


    附身了口头禅也还是一样的绯绯神亚里亚她，将双手屈在胸前呵呵地笑了出来。


    让一头乌黑长发随暴风雪飘逸的孙和，一头红铜色短发乱翘的霸美……一起走向了，亚里亚的左右侧。


    「刚刚的不是攻击喔。是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


    可是绯绯神的口气听起来，不像是在可惜失败的感觉。


    「要等到掌握让这新干线加速的节奏，还稍微花了点时间哪」


    接着亚里亚的台词，硿硿硿硿硿——！


    这时，新干线突然加速了起来。


    （……！）


    ——这怎么了。


    亚里亚她们操控了磁力还是其他什么的，让这列新干线加速着。


    高速新干线的营业速度应该是预定在，0.4～0.5马赫这个区间的。但是现在这个速度，感觉起来……0.6～0.7马赫……已经超过它的1.5倍了……！


    虽然开始稍微传出了一些噪音——但毕竟还是耐久的实验线，就算速度这么快，新干线还是一直在奔驰着。


    完全就像水平飞行的火箭一般。


    我扭动着身子，虽然总算是靠着鞋底的钩爪勉强站起来了——


    虽然孙的迷你水手服和裙摆与霸美的和服，都被强大的风速给吹到几乎好像就要撕裂了一样，但他们仍然毫不在意地，向着，亚里亚的方向，走着。


    然后，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


    （……？）


    就像体操选手又或者是啦啦队员一般——


    亚里亚背对了这里转向了前方，孙和霸美从左右方握住了她的手。


    传达讯息就像都不用通过话语表达一样，超级优秀的合作关系。


    「「嘿，咻。」」


    孙和霸美抓住亚里亚的手后就把她推了上去，被推上去的亚里亚则成了趴飞在空中的姿势。就像体操的吊环一样，脚直直地向这里伸了过来。


    然后，啪莎啪莎地——！


    向左右张开了，随风往后飘逸的桃粉色双马尾。


    就像，滑翔翼一样。


    「吓……！」


    我注意到了，在那旁边。


    在双马尾的下方有气流正在旋转着，透过雪飘散的方向能够发现。


    就像飞机的主翼一样。


    正在产生着上升力。


    （——她打算要飞走吗！）


    就像要证明我的想法一般，可以看得出来被施以相当大的力气的亚里亚的脚，马上就要脱离重力了。


    孙和霸美也渐渐地，没有再加大所推的力道。


    绯绯神从富嶽移动到这列新干线上，不只是为了要让我回味这之前遭遇过超多次的挟持战而已。


    这个是，这列新干线是——


    是绯绯神亚里亚的，炮台啊！


    ——呼哇——


    顿时，亚里亚的身体在0.75马赫的世界中。浮在了空中。


    孙和霸美，就像起飞的战斗机一样张开了她们的双手。两个人一起，一边做出了像是在欢送亚里亚般的姿势。


    （亚里亚……！）


    还在操纵着磁力吗？还是说是利用念力在控制着这台车的某个部份呢？


    硿嗯！


    突然，新干线开始减速了。


    ——0.6马赫——0.5马赫——300公里——200公里——


    相对于正在减速的新干线，仍保持着刚刚的速度的亚里亚就抛下了新干线飞了出去。


    因为速度慢下来了，所以风速也减弱了。虽然我总算可以自由移动后立即冲了向前……


    但是，亚里雅早就已经像要擦到云朵一般飞到遥远前方的上空中了。


    还有……


    在新干线速度差不多降到时速100公里的时候，碰，碰。


    孙和霸美倒了下去。


    「……吓……！」


    因为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而吓了我一跳，并为了让她们不要滚下列车抱住了她们小小的身躯——看来似乎失去了意识——因为这场能见度非常低的暴风雪，让我看不太见亚里亚的位置。


    （亚里亚……！）


    多亏了以淡粉色作为底调的武侦高水手服，和发亮着的绯色光环，所以还可以勉强把握到她的位置。


    亚里亚乘上了沿着山棱线上升的气流，越来越高，还在不停上升着。


    果然绯绯神亚里亚，是向着某个特定目标前进着的。


    确实地，有着自己的意志。


    「……！」


    飞到比群山还要高的亚里亚的光芒——


    像是向着刚刚在富嶽上因为角度问题而看不到的白神山地的北侧描出了轨迹。


    然后那到绯色的光芒，闪亮亮地……闪亮亮地……


    开始带了一条金色的尾巴。


    （有视界内瞬间移动……！）


    在我意识到这件事后的下一个瞬间——砰——


    ——亚里亚的光芒，突然消失了。


    丢下孙和霸美，向着某处。 瞬间移动——走了。

  


  
    4弹 雪之树海


    青森的雪和秋田以南的硬雪块很不一样，那是被称作绵雪的雪


    被那样的雪所覆盖的大地，被北风拂过，雪就会像沙漠里的沙子一样——被风卷走，大地也会被吹得流动起来。这就是被称作地吹雪的现象。


    在这地吹雪的内部——


    我停下了这辆磁悬浮新干线，并以这新干线流线型的车头作为滑台，滑到了地面上。


    身上扛着的孙和霸美都还有着脉搏和呼吸，只是失去意识了。


    没记错的话，这是第二次见到这个现象了。绯绯神离开之后，被附身的人会昏睡一段时间。也就是说，现在、孙变回了猴。霸美也变回了原来的霸美。真是复杂呢。


    连激光也已经发射出来了、绯绯神也考虑到孙和霸美已经没用了，于是切断了和她们的联系舍弃掉了她们吧。


    或者是另一种解释，要让被附身的三人同时动起来，对绯绯神来说是一件很累的事也说不定。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后果才行呢。


    （之前、打算让自己断气……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掩盖自己不能同时控制三人太长时间的事实吗？）


    事态如我所想的一样尽在掌控之中，这样就行了吧。总之两人已经得救了。这里发生战斗至少也并不是无意义的。牺牲的阎与瑠瑠神也是。


    如果放下心来，就不能继续战斗了吧，我不经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就像是为了迎合我这样的想法，我向周围望去……车身前方的路的有一条积雪融化后的水组成的小溪在不断的流淌着，但是这条河的左右两边都被墙壁一般的积雪给包围着。


    积雪目测有两米高。体感温度大概是零下5度。这里也是一个地狱啊。


    （……即使是像一月和二月一般的最差的季节、也是有些好的地方的）


    正如上面所说、天气是暴风雪。要是发呆的话……原本身着截短式水手服的猴、之前还穿着迷你和服裙的霸美、以及东京武侦高的男生制服已丢失的我就全都要冻死了。


    于是乎，我用贝雷塔给了磁悬浮列车的玻璃窗一枪，然而那一击并没有打破玻璃


    防止飞散类型的有二层玻璃的窗子，即使被击中了也仍然稳稳的呆在上面。玻璃没被打破的代价是弹痕大得像大锤子砸在上面一般……这之后用枪身砸在那上面，便弄出了一个入口。


    这之后，我将裙子长度只有大腿以下一厘米的猴和霸美送入了车内——这在各种意义上都很危险。


    接着我自己一边进入车内，一边扫着自己的雪


    没有一个人乘坐的试验车，应急灯光将室内照亮。车内的温度并不比外面温暖多少，毕竟这不是进了有暖气的房间。这就是这辆用于县级实验的车辆的内部情况。


    但是，毕竟为了让人乘坐而做的测试——所以车内至少有电和座位。。


    总之先将猴和霸美先放在这边的座位上


    （这辆车也有给人乘坐的座位，这样说的话）


    我便在车内到处的寻找……找到了。《紧急情况用对策》的书、存有500ml水的塑料瓶、以及干面包、还有急救箱和应急用的睡袋都被放在隔热层中。这样一来，防寒的事就……


    上天也眷顾着我呢。


    （其实，真的在眷顾我的话，一开始就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了）[image: note]


    
      
        	译者：让两妹子和你共处一室还不是眷顾你！？

      

    

    总之我先将头部的伤口处理了一下，并且喝了一点塑料瓶里的水——


    「呜嗯…….」


    「呜哟…….」


    从座位那边传来了猴和霸美醒来的声音。


    「……猴。霸美。你们没事吧」


    向我走来的两个人，完全是一副「本来应该是在鬼之国里才对的，怎么回过神来就到了磁悬浮列车里了呢？」的状态不停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


    对于我来说，刚才还是要一同取我性命的对手的她们，就像我的女儿一样[image: note]


    
      
        	译者：亚里亚喜当妈

      

    

    乘着她们一点整理思绪的时间、我便将刚才发生的战斗一五一十的向她们说明了。


    「……？肚子饿了」


    「孙想要做的事情暂且不论，猴和远山还有阎……」


    感觉好像没有理解话的意思的霸美的旁边的猴，受打击的流下了眼泪。


    「……绯绯神控制亚里亚、霸美、还有猴并驱使我们……来对我们进行比较，是有什么最终要确认的什么的意图也说不定。身体里没有绯绯色金的霸美，性格和绯绯神相异的猴，这两人都没法成为完全的绯绯神。不完全的绯绯神要控制起来是一件很麻烦的事，用人类的话解释的话——这样的对象是绯绯神侧的不便利的存在。所以才将猴和霸美给舍弃掉了吧。只有亚里亚才是完全地化身，所以才选择了她吧」


    猴将这样的接近事实真相的见解告诉了我。


    瑠瑠神也也曾这样说过……


    意料之外的，需要慎重的对待呢。绯绯神。


    在同样的条件下实施了对三个身体的测试，并通过对比的方法对亚里亚身体的实战性能做出了评价呢。


    「下车，去追亚里亚了哦」


    在我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我将合成皮料的大衣披在了身上。


    随后将车内的许多紧急用用品挂在手上，从打破的玻璃处离开了车子


    「你这是在逞能，远山。想从这样情况下的雪山中走出去什么的……!还有啊，亚里亚是从这个电车的运行方向飞走的，电车还是这样不能行动状态，绝对是追不上的。」


    明明是可以把我的事放置不管的，而且对亚里亚用「桑」来称呼的，有点坐立不安的猴……毫不掩饰的表现出了对飞雪的惧怕，但即使这样还是一直拉着我的大衣的一角不放。


    但是我，


    「不对哦。这和方向可是没有关系的」


    从这看去，窗外的地吹雪可是相当壮观的。


    我现在将刚才进行到一半的推理继续下去。


    亚里亚飞走的方向不是所看到的方向。


    这是将方向和距离全部无视的飞行。以可视范围内的瞬间移动为前提考虑的话。


    瞬间移动以外的移动全都是可以「看见」的移动。


    这样考虑的话，刚才并没有正确的判断出绯绯神亚里亚的行动。


    那么，在富狱和八甲田山的西南侧看到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这样和那样的纬度及经度


    ——瞟到过一眼的青森县地图上画的等高线


    ——亚里亚消失前的所在高度。


    凭借着这些条件，脑内建立起了3D模型来进一步确认。


    「在星伽神社！」


    我刚才将要察觉到这些的时候，绯绯神亚里亚就已经瞬间移动走了。


    向着青森县弘前市星伽山的星伽神社。就像山深处的岩台一般的那个神社飞去了。


    「……」


    虽然是不靠谱的推理，但我还是想要靠着这个搏一搏，于是我将手机掏了出来。


    天线在没啊……太好了，这样就能迈出第一步了。


    我用GPS测定了现在的位置到星伽神社的距离


    ……将高度考虑进去的话，应该有50km左右。


    要去了啊！


    就要去了呢！


    就要去将被绯绯神囚禁的亚里亚给救出来了哦！


    于是乎，这不会是偶然吧——白雪


    就像梅洛艾特告诉我们的一样，我要去问问在那的你。


    我要你将你知道的一切，全部告诉我！


    「猴，和我一起来吧，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都需要你的帮助！」


    于是，为了不让猴有半分犹豫，我将一些有的没的话都说了出来——


    「啊……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脸有点发红的猴从我手里接过去了应急用的大衣。


    「猴能帮上多少忙呢？只要绯绯色金还在我的身体里，就会带来很大麻烦的！谁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麻烦的。但是，如果是远山的话，是远山的话，绝对能够将绯绯神的诅咒给消除掉的！猴也会帮你的忙的。」


    这样一边张大了双眼，一边说着的猴……身高140公分都不到，穿着的大衣也因此显得松松垮垮的。虽然我并不想这样说别人，但这孩子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呢。嘛，这点也很可爱呢。


    「霸美，哟咻！」


    霸美就这样把贵重的粮食（面包）拿着钻进了猴的大衣里。


    「哈咦！」


    看上去好像很痒的猴虽然紧闭着嘴，但声音却一点点的变大了。两人就这样在大衣里动来动去的……


    嘭，嘭嘭。


    于是变成大衣的上面钻出了两个头，下面则钻出了四只脚，右袖钻出了猴的右手，霸美的左手则从左袖伸了出来的状态。


    两人用常见的风格，并列着穿着大衣


    那么，就这样吧。


    霸美的想法就和她的外表一样是个小孩子，必须要照看她才行。放着不管会落下个「疏忽需照顾儿童」的罪名的。


    就如刚才所说的，感觉到霸美是个不小的累赘的我，一边叹息着，一边将装水的塑料瓶递给了两人，两人也就这样缩到了车里


    



    「现在开始要将水分成三份来饮用。注意！瓶子装满水的话，会没办法摇晃，这样水会很快会冻住的。如果将装在水瓶里的水是能够哗啦哗啦的摇晃的程度的话，就不会冻住了」


    这是在武侦高一年级时参与的求生训练中被授予的知识，猴则是很吃惊的说到「是，是这样的吗？！」，看来是不知道这一点呢


    「是呢…….你一直生活在暖和的香港，所以应付不了雪山呢。」


    「……..是的……虽然在西藏有见到过雪，但是这样大的暴风雪还是第一次见」


    这么说，常年生活在鬼之国和非洲的霸美也不知道呢。这两个地方哪里都不像是会下雪的地方。


    西北利亚吹来的冬季风，使得青森得到了世界雪最深的土地之美称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必须得好好保护好两人才行啊


    「别用担心，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陪着哥哥来青森工作过。雪山遇难这样的事，早已经经历过了」


    「真不愧是远山，居然早已经陷入过这样的危机当中了！」


    猴将两手抱紧举到胸前，用很尊敬的目光仰望着我……


    这是在表扬我吗？


    我们几个离开了车厢，这才发现这弯弯曲曲的道路上的雪正在一点点的增多


    厚厚的云囤积在这森林的上空，使得森林变得比平时阴暗许多。一眼望去，雪原上的雪就像烟尘一样在流动。


    我对着两人共用一件厚实大衣的状态的猴和霸美说到


    「我们要按照地图所指示的，向西边的沼泽地移动。从那里能够绕到在三月份还没有禁止通行的国道上去，这样我们就能遇到巴士了。从国道出去之后，我们就顺着山脊走到更北的地方去。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从那里开始实施」


    于是，我先将行程告诉了她们。


    虽然说了我有一个计划需要从那里开始实施，但是这个计划的胜算不怎么高呢


    为了让她们的士气不至于跌落谷底，关于这个计划以及胜算什么的，还是不告诉她们为好


    「对了，猴，还有霸美。在这雪地里走路时，绝对要一直活动着手指才行！还要时常揉揉鼻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肚子饿了」


    「不这样做的话，在你没察觉到的时候，就会被冻伤的！」


    还有，对寒冷的警觉正在促进着什么…….


    霸美和猴待在同一件羽绒服里，所以不用担心她们两个中的一个会不见了——但是在这样的风雪中，即使是排成一列走，也不能保证她们不会和我走散。


    于是我抽出皮带中藏着的线，将两人和我系在了一起。


    正如刚才我对猴所说的，我去年确实在阿尔卑斯山里遇难了。


    但是，这座山是日本的山，和完全不熟知地形的勃朗峰不一样。


    小时候曾经和哥哥在八甲田山和白神山这些地方露营过，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地形。即使在没有向导陪同的情况下，我都能把巴豆给找到。在高一冬天的山地训练中，也被「好好地」教育过了。那是在赤城山发生的事了…….


    …….三言两语没法说清楚呢。


    总之，要出发了。


    我才不管，绯绯神到底要挑起什么纷争！我要做的的就是——


    把我的搭档、亚里亚给救回来！


    于是，我向这气温只有零下五度的雪原踏上了我的第一步。


    



    在这风雪中，我一边不时确认着猴和霸美有好好跟在我的后面，一边前进。


    拥有一望无际的冰原的勃朗峰不同，我们脚下的雪像棉花一样柔软。


    不怎么滑是好事，但是每迈出一步，不仅是脚，就连膝盖都会没到雪里，走在前面的我不一边走，一边将雪踢到两边，做出一条道路来，我们都没办法继续前进。


    



    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走路，都能保持5km/h的速度的山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连保持3km/h的速度都很困难。


    手到是可以揣进大衣口袋里，但是脚的的防寒问题却没办法完全解决。


    即使将磁悬浮列车里的皮座椅上的皮套都给剥了下来，缠在脚上，还是有雪进到了鞋子里。


    姑且还能看得见地图上画了些什么，但是手机则是完全没信号


    地图上显示西方有一座山，但是眼睛却什么都没看见。


    在这样的情况下稍微停下脚步到处看……前后左右，无论哪个方向，看起来都一样，都是森林。


    简直就是，雪之树海……


    （可恶！还是太小瞧这暴风雪了吗？！）


    从列车那里出来还不到一小时，我已经对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这一点，产生了怀疑。


    说不定，我们现在就已经迷路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因为白白的浪费了很多体力而陷入危险中了！


    那么，干脆沿着之前的脚印又转回去吗？不行，我们的足迹估计早就被雪给掩埋掉了。


    「这暴风雪，要是能停下就好了」


    我环顾着周围的树林，不停地吐出白气，因为陷入这样的危机中而咂起嘴来。


    这样下去……


    「要停了。」


    从后面传来了霸美的声音。


    「……哦？你能感觉到吗？」


    「是哦！霸美感觉到了哦。雪很快就会停了！」


    脸颊和候紧贴着，躲在同一件大衣里的霸美——说出了这样的话。


    「还有啊，远山，从现在走的这条的路向南偏移点。能走到一块岩石处。和这条一直有大风吹过的路不一样，那边的路更好走。」


    带着的手套被风吹得哒噗哒噗的响的霸美，抬起手指向了右前方的雪原。看来……..


    不愧是从非洲回来的鬼，对于自然的事也很清楚呢。这就是犹如野生动物的本能的东西呢。


    「猴。这里，和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的情况，很像呢！」


    「还真像呢！也就是说…….」


    于是，一脸笑嘻嘻表情的霸美和一脸「服了你」表情的猴就这样保持着双人羽绒服模式，在哪里你一言我一语——我，还真是才疏学浅啊。


    对于非洲的大自然的事，关于积雪的高山的事，也是一点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


    以霸美作为向导，在这下着暴风雪的，山毛榉树的森林中，顺利的前进着。


    霸美就像个活雷达一样——就像她说的，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果真因为地形的原因，风没有直接迎着我们的面扑过来。


    真是厉害呢，霸美。坎山就这样过去了[image: note]


    
      
        	没看懂什么意思

      

    

    「肚子饿了！」


    「给你的奖励。」


    反正我的这份面包已经冻得很硬了，我也咬不动，还不如给她好了


    霸美一边说着「盛典啊！」，一边用牙撕开包装，三下五除二的，将面包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像这样子，朝着西边的沼泽地继续前进……


    海拔便不断下降，积雪也渐渐减少。


    （向着西边的沼泽地移动果然是明智的选择）


    三月份的话，是冰雪消融的季节。而且，即使是青森，低处的雪还是没有高处的多呢。


    这之后——就像是奇迹一般，就如霸美所说的，雪真的停了。


    看来在暴风雪中强制行军还是有价值的嘛！


    最大的难关已经渡过了呢！


    但是，云开雾散了的天空……


    「天就快黑了，快找找露营的场所吧」


    太阳已经西倾了。


    伴随着太阳的下落，气温也越来越低了。


    「要野营吗？啾！[image: note]」


    
      
        	译者：这是打喷嚏

      

    

    猴不停地吸着鼻子，用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向我问道。


    「虽然这山里不是久留之地，但是，晚上在这雪山里行走简直是自杀行为！还是赶快趁着太阳还没下山，找个山脚的积雪处挖一个洞，在洞里把今晚熬过去再说」


    我这样对猴和霸美说明到。


    「要休息吗？」


    霸美和猴，好像是明白了我说的话似的——


    「如果要找地方休息的话，那边就很好哦」


    霸美用手指着我们站的山坡的下面的，示意着叫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下面有有人住的居所吗？」


    说不定就像在内华达沙漠遇到的森达斯爷爷一样，这下面也有执意要住在这里，不肯搬走的人……？于是便询问起霸美来。


    「人，没有。但是那边，有股温暖的感觉传来」


    霸美的回答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到底有什么在那边，我也判断不出来。


    时间不等人了——


    不快一点开始挖掘雪壕可不行啊，再这样下去，在还没有布置好藏身处以前，太阳就要落山了。


    挖掘雪壕，实际上就是要向下挖掘，挖掘出一个雪洞。只不过，这个雪洞必须大到足够将全身给藏起来。要在这样没有铲子也没有其他什么道具的情况下挖掘出这大的一个洞，时间可是相当的不够用啊。


    但是，现在太阳还没有下山。


    是要开始就地挖掘雪壕？还是听信霸美的话，继续朝那边走？——还是，继续走吧。


    「那个『很温暖的地方』，离这还有多远？用一直以来的这种步行速度，能在天黑前赶到那里吗？」


    「嗯！嗯！」


    霸美好像很努力的理解了我的话的意思，于是皱紧眉头，握住角，使劲的在嗅着空气中的什么，哼，哼，哼哼[image: note]。


    
      
        	译者：此处是在闻味道，不是猪叫声

      

    

    然后，啪！笑着的脸一下子变成了鬼时的脸。


    「哦~~！能行！」


    ……这样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不免让我担心起到底能不能成功的活着出去。


    在这山里，霸美的实绩是我和猴有目共睹的，所以，相信霸美的话，赌一把的话说不定还真能赢。


    那好，出发吧。挖洞藏身的事就先放一边。


    



    晚上在大雪中行军，不禁想到以前听到过的曾经在这雪山里死去过的军人，自卫官，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的事。


    但是现在雪也停了，霸美带着我们走的这条路则——


    每走一步，海拔都有显著下降的路线，这证据就是，每走出50cm到1m左右的距离，就会看到周围的树被积雪掩埋的部分渐渐变少。


    这之后，在日落的同时，


    「……这是土地！」


    脚下，已经渐渐出现了裸露的土地。


    前面的斜坡，到底是有雪还是没雪已经不重要了。


    接下来的地方，都是遍布着秋天的枯叶腐烂后形成的腐叶土的土地，虽然看着比雪地要广阔的多，但是要比雪地好走得多。


    「喂，远山。这里感觉上就是只是冬天里普通的山了呢」


    「怎么样啊！？」


    刚才还因为雪的原因，外表变得很白的大衣，现在也已经变回了原来的皮革色。猴和霸美也，一起笑了了出来。


    呼出的气仍旧是白色的，但吸进鼻腔的气却带有一股夜晚的森林里的树和土所释放出的独有香气。


    在银色的月光下，我们朝着露出地面的地方进发，不禁加快了脚步——


    终于，听到了水流的声音。目标的沼泽地到了。


    「霸美，相信你果然是正确的！」


    我便伸出手去准备抚摸霸美的头。却被角给顶了回来，好疼。


    虽然没有密集到让人走不了的程度，但竹子在山间的河流两旁密密麻麻的排布着……


    山谷中的河流，在融雪的季节有涨水的可能。


    赶紧确认一下手机——真是够倒霉的，天线居然断成两截了。


    这下，GPS的误差半径变大了，但地图上关于河川的部分还残留着一点点。仅凭着一点能够判断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


    「……津轻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县道28号线……」


    太好了，只要地图还在的话……


    只要再走几步的话，就可以看见能渡过这条河的桥了。


    在那边，车道也有。遗憾的是，在这个季节，山道公路还是禁止通行的状态，所以连搭便车都做不到。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坚持通过这个山坡，从这里走到那边的山脊的计划。


    因为需要走的是山道原因，会比走在精心铺设的车道的上更难吧。


    作为我的目标的场所——


    还没有彻底决定下来，那么，就是这个沼泽的那座山脊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那里的话大概能够看到星伽神社。


    和亚里亚一样，我们也特意在向着星伽那边前进。


    只要看得见星伽的话，我们就可以到星伽那去。


    要到星伽那边的话，


    （这边可是有猴的筋斗云——瞬间移动的）


    这是一个一天内一个人只能发动一回的技能，亚里亚和霸美都已经使用过了……就只剩下，猴还没使用过。


    这样考虑来，我们需要赶紧过桥，我便拿出了从磁悬浮列车中借来的手电筒。


    走了不一会，一个看上去是很久以前的人造物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是立在地上，高度到人的腰的位置的生满铁锈的铁柱，上面写着《保健保安林 昭和五十年设立 青森林业局》


    站在这柱子的面前，


    「远山。这是森林的入口处的标识，也就是说，这里以前是人来人往的街道。我们终于出来了！」


    「哦哦！霸美，猴，远山，出来了！」


    猴的脸上一副安心的表情，霸美则是一直以来的我行我素的精神样，我的脸上也终于涌出了笑容。


    这两人，在这样程度的强行军下都还很精神。小孩子还真是朝气蓬勃呢。


    只要笑着的话，无论是哪边，都是很有个性的可爱的女孩子呢，对于这样的她们，我感到有点应付不来。


    「只是现在禁止通行了呢，继续赶路吧。」


    咚咚咚咚……要渡过在这样湍急的河流上修建的粗铁栏杆桥什么的。


    还是有点紧张啊，毕竟就只有那么一点光可以照亮路面。


    我们终于渡过了桥，踏上了铺满落叶的县道。


    但是…….


    即使是走到了这里，周围仍旧到处是山毛榉的森林，所以视野还是受限。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一直在朝着霸美说的「很温暖」的方向前进……终于到达能够看到星伽神社的北方的山脊。


    但是，还是只能看到晚上的车道和山毛榉的森林。


    （在这座山脊，一定，一定会有什么地方能够看到星伽神社！）


    我记得小时候，因为木材采伐，施工，清除森林害虫等事情，有个地方是一片没有多少树木的，视野开阔的山坡。在那里，一定能够看到星伽神社了。


    为了找到那个地方，我们又走了两小时，就在别的去路已经被大雪给封上的时候——


    我们在车道的旁边，看到一个从里面不断的冒出水蒸气的建筑物。


    这是个有两层的原木房子，然而在这夜晚里，却没有看到里面有任何灯光透出来。这明显是座空屋子。[image: note]


    
      
        	译者：史蒂夫！你家要被人入侵了…….史蒂夫！快去灭了这个金次！把那两只萝莉抢到手啊！

      

    

    实在是失礼了，就将这墙壁借我爬爬吧！[image: note]


    
      
        	译者：史蒂夫！快和他提条件啊！把萝莉交出来就让你爬！

      

    

    我像壁虎一样轻松的爬到了楼顶，放眼望去，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周围的山毛榉的树冠了。


    即使是在这么高的建筑上，仍旧看不到星伽神社——但是，我却看到了有趣的东西。


    「…….嗯？！！」


    在月光的照射下，离我们现在的所在之处三公里的，之前到过的山脊处，我隐约看见了一个人造建筑 。


    好像是座铁塔。


    这铁塔就浮现在那边森林里。是一座常见的桁[image: note]架结构的铁塔。但是，这是输电塔？是气象观测塔？还是说是信号塔？我无法判断它的用途。


    
      
        	heng，第四声

      

    

    为了能够修建起这座塔，周围的树木都被砍光了。于是乎，能看到在那边有很大一块空旷的山坡 。


    也就是说，那边的视野很开阔呢。


    我们要是到了那里，登上那座塔的话，就一定能够看见星伽神社了！


    在我之后，穿着两人大衣的霸美和猴也上到了这个屋顶。


    「猴」


    「是？」


    「那个瞬间移动——就是筋斗云，现在能够使用吗？


    这个作战大体上是很成功的，我也很有把握，确信我们需要寻找的就是那座塔。


    「可以的，我们三个都可以被运过去」


    「运送的只有我一个人就可以了。绯绯色金一即是全部，全部即是一……自己的手接近自己的头，自己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大概你们接近绯绯神就会被察觉到。那样的话，说不定绯绯神又要将你们控制来和我战斗。」


    现在绯绯神，没有一下子操纵三人。


    假设绯绯神同时操纵三人，是需要很大的集中力的话……但是，她现在没有在同时操纵三个人，也就是说，绯绯神现在干的事一定是很需要很大的集中力的。说不定就是——为了让亚里亚完全绯绯神化的事。


    她之所以要去往星伽神社，很可能就是为了这件事。


    假设得出的话。只能是一定，说不定以及很可能。


    我的推理还是漏洞百出啊。


    但是，下一步要做什么，已经得出结论了。


    那就是，到星伽去。去见白雪。


    只有这个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毕竟这是亚里亚的妹妹——梅露埃特•福尔摩斯女士所交代的事情啊。


    （星伽神社里到底有什么……白雪，你和你的家族到底隐藏了什么）


    我现在就要去，将这一切给揭发出来！


    已经胸有成竹的我，


    「猴。将我送到我所指的那座铁塔去。」


    我边说着，边将手指向那边的森林…….结果，我经典的不幸的技能就此发动了。


    ——月亮被云给遮住了，周围的一切全都暗了下来。


    这不是看起来不像是一会就可以散开的，有好一会都会是这样的阴天了。


    简直就像是喜剧[image: note]里常有的桥段一般，正好在猴向我指的森林那边看的时候，月光就被遮住了。


    
      
        	译者：这里原意是小品，觉得不妥就切合语境翻译成喜剧了

      

    

    「还是要回到那边的山脊去是吧，远山。我明白了。可是，铁塔……在哪里呢……？」


    猴眯着眼睛，向着已经变得一片漆黑的那边拼命看去。


    但是，现在已经根本无法看清了。


    在意着星伽和亚里亚的我，对一起努力的向那边眺望的猴和霸美，


    「顺便问一下，怎么样？看到不到目的地，就没办法进行瞬间移动了吗？但是，距离和方向大致上是知道的……」


    这样急切的问道。


    3km远处的铁塔都看不到，那么离这里40km左右的星伽神社也是看不见了呢。


    「是的。使用筋斗云必须知道目标地的坐标，于是需要靠目测来完成坐标点的设定。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筋斗云是没办法使用的。」


    ……这样的话，就不得不等云散去了。


    山里的天气变化起来比变脸还快，最坏的情况，要在这里等到明早了。


    而且，现在就前往铁塔那边搞不好会迷路，即使顺利登上了铁塔，这么暗，也是没法看到星伽的。


    （亚里亚……）[image: note]


    
      
        	译者：唉，这么快就开始想老婆了，前不久不是还不要不要的吗？——来自翻译君的谜之吐槽，因为翻译君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我看着在晚上十点段旋转着的手表的指针，感到了一种喘不上气的焦虑。


    焦虑和着急两种心情，同时占据着我的内心。但是……


    人一旦失去冷静，能力就会减半，这样一来能做到的事都没法做到了。


    我想起了雷姬曾对我说过的警言，还是暂且，等待着天气能够变好吧。


    考虑到在山上走了这么久，需要休息一下缓解疲劳，我们决定还是打扰一下这座木屋——


    于是便寻找起入口来，


    「十分感谢各位客人长达四十六年的照顾 我们感激不尽 但是不得不关闭店铺 还请谅解 平成二十一年三月 星崎温泉」


    在找到了的已经不动了的自动门上，贴着这样的一张纸。


    ……看起来，这是一座温泉旅馆，但是一年前就被废弃了的样子。


    明明荒废了这样久，这门却并没有被动物给弄坏。我只好从武侦手册里拿出钥匙打开了这扇后门。


    看来这后面是温泉的更衣室的样子，房间的橱柜里还留着没用的芳香蜡烛。我从贝雷塔的枪套里取出了金属火柴将蜡烛给点燃。


    这样一来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座原木房子里会有热气出来……


    虽然旅馆已经关门了，但是温泉的源头却没有断，所以一直都有热水不断从地下涌出来。


    还有电所以供热间还在运作着，多亏了这样稍微暖和点了。得救了。


    原来如此，这就是霸美所察觉到的，「很温暖」的地方吧。


    「在月亮出来之前，就在这里休息吧。」


    猴和孙，听从了我的指示，终于从两人大衣里钻了出来。


    我……


    扑通一声，坐在了衣架的旁边。


    刚才，月亮突然被遮住这件事，使得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呢……


    我的身体的疲劳程度，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


    不仅是爆发模式发动的后遗症，还有雪山的恶劣天气所带来的伤害，都带来了很让我印象深刻的后果。


    于是乎，身体现在，根本无法停止抖动。现在的状态，和那些濒临冻死的人一样。


    好想早点见到亚里亚啊，好像早点到亚里亚的身边啊。但是，现在只能在这里好好休息，让身体好好恢复过来——就这样出发，绝对会筋疲力尽，然后倒在半路的。


    所以，现在就静下来休息吧。欲速则不达嘛。


    「……」


    我所靠着的架子上——


    放着一个置衣篮，里面还留得有装着用塑料包裹住的全新的毛巾和面巾纸。


    无论是哪个上面，都有写着这个温泉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星崎温泉」吗……）


    这附近的地名，带得有星字的，可真是多呢。


    星伽也是其中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正式踏入，带有「星」字的土地了。终于有接近星伽神社……也就是梅露艾特所说的，「绯绯色金研究所」的实感了。


    结果，还真是受了梅露爱特不少的帮助呢。


    「哇！是温泉！是温泉！远山！奖励到手啦！[image: note]」


    
      
        	译者：奖励就是温泉

      

    

    呱嗒呱嗒呱嗒[image: note]


    
      
        	赤脚走在木地板上的声音

      

    

    全裸的幼女，从眼前跑过。[image: note]


    
      
        	译者：我去！！！！！！！！！！！！！喵的！史蒂夫！你再不杀他，我要叫苦力怕了！

      

    

    「霸、霸美桑！等一下！」


    后面则有个，穿着截断式水手服的幼女，在追着。


    ……咚咚咚咚……啪叽……


    啪叽……咚咚咚咚……


    （……这个声音……）


    好像听到了，从远处的山那边，传来的地震的声音。


    这是——雪崩的声音！


    途中就听到了，钢丝断裂的声音，还有树倒枝裂的声音。


    小的时候，每逢初春，就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那会的我，还常常安慰因为听到这些声音而哭起来的白雪她们。


    （要是在山里露营的话，绝对会被卷入其中，最后丧命的）


    相信霸美的直觉，强行军到这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


    霸美果然是霸美！真了不起！


    「哇咿！」


    咚嗒咚嗒咚嗒。


    诶…….


    ……霸……美……？


    刚才，听到了雪崩的声音，因而短暂的逃避开了现实，


    「喂！霸美！为什么——」


    ——现在是全身光溜溜的状态啊！[image: note]


    
      
        	译者：啊！！！！！不要拦我，就算现在生着病，也不要拦我！我要亲手打死他啊！！！！！！！

      

    

    然而，霸美并没有在意我的话，反而是打开了浴场的门冲了进去。事情已经明了了。


    看起来，这个天然温泉还挖得挺大的。冲进去的霸美就这样在里面舒展着手脚。


    我和猴都像亚里亚一般，施展出了快速脸红术，但是……[image: note]


    
      
        	译者：居然学会了你老婆的绝学！你是有多恐怖！

      

    

    「真好！真好！霸美，刚好很冷！温泉很暖和呢！」


    ……看着朝着温泉的热气大口大口吸的霸美，虽然感到很害羞，但是真的好羡慕啊！[image: note]


    
      
        	译者：你在羡慕些什么啊！我才要羡慕你啊！！

      

    

    感觉，真的，真的，很温暖。


    刺骨的寒风，让我冷到了骨子里，我的全身上下都有个声音，在叫着我进去。


    只要进到那温泉里，这种冰冷刺骨的感觉，一下就能消散掉吧！


    「……那个……远山……猴也想……」


    看到这般舒坦的霸美，猴看起来已经按捺不住了。


    热乎乎的热气，温暖的温泉，猴就这样死盯着这一切不放。


    夜空——


    还是被乌云遮盖着，完全不透一点光亮。[image: note]


    
      
        	译者：月黑风高你好办事是吧！可恶啊！你这还叫做运气不好吗！

      

    

    「——进去也不是不行。反正，看这个样子，月亮很快就能出来了。你们也好好在里面暖一下身体。我也想进到里面去」[image: note]


    
      
        	译者：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一部分我实在是忍不了要吐槽啊！！！！！

      

    

    这个温泉有游泳池这么大，正因为这样，并没有分男女……


    但是，热气一直都在往外冒。所以，稍微离远一点，互相就看不到了吧。


    [image: 007]


    



    首先，我闭着眼睛，面向墙壁，让脱光了衣服的猴先进去，然后我再拿着毛巾向温泉走去。


    但是，温泉的方向，传出了「尝尝这个！水炮弹！[image: note]」「呀~~，耳朵里进水了~~」这样的，女孩子间嬉戏打闹的声音——不好，脑袋里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想象！于是，我很快取来餐巾纸，将其团成团，塞进自己的耳朵里。


    
      
        	译者：这里我百度了一下，叫什么糖疹，因为意义不明，所以便联系上下文，用了这个词，如果知道什么意思还望纠正！

      

    

    闯进这种，有两个女孩子的浴场什么的。要是平时，拳头和子弹就会向我袭来了。但是，现在，这样的事应该是不会发生了……这都是为了，让这副身体，快点暖和起来。


    耳朵已经被塞上了。


    光线也足够暗，温泉也被热气笼罩着，应该什么都看不见。


    确认安全完毕。那么，就泡进去吧！


    就在脚趾接触到水面的一瞬间！


    （……啊，活过来了……）


    真舒服啊，


    都要感动得哭出来了。


    我看着这，被冻得犹如尸体般青的手脚，一点点的恢复红润。


    水温是很热的，然而我在外面已经冻了很久了，这样的水温正好适合恢复体温。而且，这水温一直保证。


    还有，进来之后才知道呢……


    这温泉实际上很浅。是可以靠着岩石享受的样式


    而且，背向一直冒着泡的地方躺下去的话，就会有种按摩的感觉。


    虽然会被说成相识老爷爷一样，我可是很喜欢这样的地方的。真是太棒了。


    （现在，这个地方就有着游戏中的生命之泉的效果呢）


    将肩膀浸入温泉里的我，同时也将手脚自由伸展开，呼~~真是舒服啊。


    望向天空，天空是黑的，望向围石，围石是灰的，还有一片茂绿的森林，围在温泉的外围，充当着围栏的作用[image: note]白色的月光，仍旧没有造访这片土地[image: note]


    
      
        	译者：我想试试我朋友推荐的一种描述方式，所以这算小试牛刀，这是正常版的翻译方法：视线中，天空一片黑色，温泉的围石则呈现灰色的，还有围在温泉周围的森林是一望无际的绿。

      

    

    
      
        	译者:这一段是景物描写，作者在这文艺了一把，还望大家不要吐。总之我是吐了……

      

    

    我向上望，只望见了厚厚的云……


    我就这样，在温泉里放松着身体，同时等待着晴天来造访的时机。


    10分钟。20分钟。最后，当我身体已经足够暖和，都已经泡出汗的时候。


    ——云，开始渐渐变薄了。


    月亮的轮廓渐渐显露了出来，周围稍微变亮了一点。


    云在继续变淡，随着时间的推移，遮住月亮云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缝。


    很好，天气确实在渐渐好转。


    于是，终于——


    （…….月光完全照落了下来！）


    终于能看见了[image: note]


    
      
        	译者：前方高能，请各位准备好火把和汽油以及护目镜。不说了，我得去洗一下眼睛了。

      

    

    皎洁的月光。黑乎乎的夜空。还有，肌肤的颜色……猴……？


    「……！」


    我、我、我的面、面前……


    猴、猴、是猴！！！是猴啊！！！！！！


    因为是在温泉里，所以当然是一丝不挂的状态[image: note]……猴就这样站立在我的面前。


    
      
        	译者：我二十四克金狗眼啊！！！！

      

    

    「……！」


    和我双目相对的猴，就像她略显幼稚气的脸庞一样……


    身体也是一副幼小的状态。这一切，在这银白色的月光下，全部呈现在了我的眼前。[image: note]


    
      
        	译者：接下来的一段，我很怀疑会被度娘和谐，所以……我可以不翻吗？我的眼睛已经没救了！！！！！！！（楼主：不翻会被众人拍砖打死哦。）于是，我还是翻了。

      

    

    并不宽大，但洁白的双肩。


    还在发育途中的，很微小的胸部。一点赘肉都没有的，纤细的腰部。在这下面，两只手好像很放松的摆放着，缓缓降下的两条没有交叉的曲线的下面是虽然很小，却意外的很具有诱惑力的屁股。[image: note]


    
      
        	译者：作者你赢了！！！！！！！！！！！

      

    

    然而，顺着猴的美丽的腿的曲线一点点滴落的水滴，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了一个心形。


    「#＠@v! ！？? ? . ……＆~～～＠」


    像受到惊吓的小动物一般瞪大了眼睛的猴，脸和身体都已经红到了极致，樱色的嘴唇和雪白的牙齿正胡乱的一张一合。像是在说着些什么。


    耳朵被塞住的我，用读唇术读懂了她在说着的事——在比较暗的这边的我一直没有动静，猴误会我可能太沉迷于这样舒服的温泉，所以可能没有注意到月亮已经出来了，便到这边来提醒我来了——于是乎，便到了这边来。


    两只手将尾巴抓在手里，挡在身体的前面，猴用这样的方式护住了女孩子最重要的地方。


    不好！筋斗云！要是猴想着从我面前逃开而使用了它的话，就麻烦了！我立刻取出了耳塞，开始安抚猴的情绪。


    但是，猴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慌张，


    「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远山！」


    明明是我该道歉的场合，猴却如捣蒜般点着头，道着歉


    「——哈呀！！！！！」


    结果，脚下一滑……


    ……啪叽！


    向前面倒了下去。


    松开了尾巴的两只手，胡乱的挥舞着，搭上了我的肩膀。


    「……！」


    「……！」


    我本是可以避开的，但是，猴的脸，眼看就要撞上了！她面前的岩石！


    [image: 008]


    



    同样裸着身子的我，就这样，保护了要撞上岩石的猴。


    结果——


    现在变成了，我抱着一个女孩子，倒在了温泉里，而我抱着的那个女孩子，正骑在我身上的状态。


    而且，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只有小学五年级，实际上已经活了两千年了。


    热水打湿了的，轻飘飘的头发，一缕缕的贴在我的身上。原本就对猴抱有的幼小的印象，更加的加强了。


    「远山……没事了，猴已经冷静下来了。猴的内心的间隙处，有绯绯神，没、我什么都没看见！」


    抱着我的猴，就像一只猴子一样——


    用两只手紧紧的扣住我的胸口。但是，她全身都在发着抖。


    如果，情绪微妙的高涨的话，绯绯神就会乘虚而入也说不定。猴好像是为了抑制住，因为抱住了我，也就是抱住了男人，而导致的兴奋感在努力着。


    那很努力又很难受的表情，好可爱——[image: note]


    
      
        	译者：渣金……你果然是个S……

      

    

    糟糕！这样的状态下！血液！正在向着身体的中心集中！


    要忍耐啊！必须忍耐啊！金次！绝对你要撑过这一次啊！就连对，已经被爆发模式下的我攻陷的白雪和理子，都是不能够展现出来的啊！更别说，从外观看上去年幼，搞不好内心都是小孩子的猴了！！我对比我小的完全没有兴趣啊！没有的啦！没有的啊……


    我和猴的身体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诶,,,,,,那边。


    「嗯嗯嗯？嗯？哦！！」


    出，出现了！全裸的幼女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了！那是霸美啊！


    尽情的踏着脚，泼着水，撒着欢的霸美，来了！！


    霸美笑容全开，双手做着胜利姿势！


    虽然个子很小，但是和很有女孩子气质的猴不一样，很男孩子风的霸美，一直精神满满这一点很有魅力。但是……


    在如此明亮的月光下，看到她身体的我却不认为她是个男孩子，而是很清楚的认识到，她是个女孩子！


    那副轮廓，很明显就是胸部，我甚至连那有规律的起伏都能看个清楚！


    「哦哦哦哦~~~~！远山，猴，你们要造孩子吗？」


    像爆竹一般吵闹的霸美，看到裸着身子的我和猴，以及猴骑在我的身上的场景，貌似产生了很大的误会的样子。


    听到这样的话，猴的脸马上就红透了，接着用双手遮住了自己的脸，并从指间来回的看着我和霸美。


    「不，不是这样的！」


    你这句话对猴很失礼啊，涨红了脸的我，向霸美斥责到。


    但是霸美，


    「想看看怎么造出来的！想看想看想看！」


    澡巾和浴盆都给扔到了一边，霸美来到了，距离我们的极近的地方，再有四步，就什么都会看清了啊！！！


    「为啥想要看那个啊！这样的想法，真是恶趣味啊！」


    「阎，津羽鬼，没有教我。小孩子，是怎么出来的？教教霸美嘛。谁不肯教霸美这个！远山，你教教我嘛！」


    「这，这个嘛……你去妇产医院的分娩室就能看到了。」


    等等，为啥我会在这里，对女儿进行起性教育来了。[image: note]


    
      
        	译者:亚里亚，你这妈真是当得莫名其妙的……

      

    

    看来，我现在已经渐渐进入爆发模式了，这也是受其影响。


    听到的要求，全部都会去实现。真是麻烦。


    「山阴的分家？[image: note]我不知道！我还是想看！」


    
      
        	译者：妇产医院和山阴的分家咂日语里是同音词

      

    

    「远、远山！那、那个！要是让孙再出来了就不好了，要让情绪冷静下来才行。我、我、我会努力平复心情的，直到忍不住……为止！」


    猴也真是的，为啥完全没有注意到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事态啊！


    「心，平静心情应该是绝对能做到的吧！只是想象在阻……」


    糟糕！我怎么连这个都一本正经的吐槽起来了！危险啊……


    「快点做给我看啊！我要看，下次，霸美！霸美也要，造孩子！」


    ——呀！！！！


    实际上年龄都已经是超越人类上限的岁数了，但是外人一定不这么想。要是使这样的两位的肚子不正常的膨胀起来了，我就要被逮捕！被以武侦三倍刑的原则，判我死刑了啊！！


    「想看想看，想！看！天下！布武！」


    已经不耐烦的霸美，开启了不听话的孩子的模式，躺在温泉里打起滚来。


    别看是这副样子，她可是有着超大力气的鬼啊！要是被惹怒了，说不定会把这座已经废弃了的温泉拆掉。


    实际上，在她胡闹的这段期间，周围岩石，正在被她的小手摧残着。


    见到这副场景的我和猴，急忙上前把这怪力小鬼给拖出了温泉。然后，设法抓住了霸美的手腕和脚腕，像运送被抓住的野猪一般将霸美给运到了更衣室。


    于是乎，我明白过来了。


    我果然，已经进入了爆发模式了。无论是我在刚才发生的事中，能够保持冷静这件事，还是现在自己的思考就像水晶一样清晰明澈的状态，都是因为这个。


    要是再被霸美或者猴，向刚才一样要求什么奇怪的事就麻烦了。我，


    「——要出发了。在月亮再次被云遮住之前」


    我把被放置到一边的主要问题，又再一次提了出来，并向猴和霸美下达了命令。


    对我来说，这温泉还真是帮上大忙了。


    不仅帮我恢复了体力，还帮我恢复了爆发模式。简直就像一个万能回复点一样。


    但是，这要是游戏的话，绝对会因为刚才的温泉事件，而被CERO[image: note]评定为非全年龄游戏的。


    
      
        	计算机娱乐分级机构（Computer Entertainment Rating Organization，CERO），是日本一家专门对电子游戏进行分级的机构 来自百度百科

      

    

    从星崎温泉出来了的我们，再次披上了大衣，拿上了手电筒，继续在这森林中行进……


    很快，我们就走到目的地。这个被薄薄的一层雪覆盖着的，从远处看上去是个圆形的，没有树木遮挡的这片山坡


    银色的月光照在白色的地面上，闪闪发亮。周围像是有小妖精出没一般。


    但在在这国度的中心，伫立着一座结构简单粗暴的，镀锌的铁塔。塔尖直冲这黑色的夜空。


    看起来，是一座输电塔，只不过在这冬天时，没有通电。


    并没有发现有升降楼梯的存在。我顺着整齐排列的螺栓，爬上了塔顶——


    （那不是岩木山吗？[image: note]……也就是说，那边是津轻平野）


    
      
        	注：岩木山耸立于津轻平野，海拔1625m的县内最高峰——来自百度百科

      

    

    凭借着儿童时的记忆，我向着有着相当多的山的，星伽的方向眺望。


    然后，我很快就找到了。


    海波很低，在谷歌地图上连名字都找不到，但特征多到很容易就分辨得出的。


    ——星伽山。


    以前曾经听到过，星伽山曾是远古时期形成的一座活火山。所以，应该可以看到山腰处存在巨大的凹陷。


    火山不一定是从山顶喷发，从山腰喷发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所以，我很快从众多的山中，找到了星伽山。看，都可以看到上弦形的三日月湖


    星伽神社最初，就是为了镇守这座火山的喷发点而修建的——神社，就在那座湖的旁边。


    「猴。那个，能看到一个表面有凹陷的山吗？在那个凹陷点的下面一点，能够看到一座外形想香蕉一般的湖。就是那个地方，能送我过去吗？」


    我对，重新和霸美穿上大衣，成了两人大衣的状态，手脚加尾巴并用，爬上了铁塔的猴……大声的问道……


    ——她望了望周围。


    向我点了点头。


    好，出发吧！虽然比亚里亚迟了7小时，我也要——前往星伽了。


    「在那片森林里，好像有座神社的样子。」


    「就是那个。」


    「但是，看不见神社的本体，我只能送人到那边的森林里去。而且，这个距离，运不了太重的东西，勉强能送远山你过去。」


    只能我一个人去了吗……真是既方便又不便啊，这筋斗云。


    为了以防万一，多余的重物还是留下最好。我便将大衣脱掉，变成了只穿着我的武侦高制服的样子。和遇见亚里亚的那天，同样的样子。


    这是副，在日本随处可见的，普通的高中生的样子。


    ——远山金次，你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罢了。


    不知道多少次了，听到我的敌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又是多少次了，向着我的敌人说出这样的台词……


    像是为了促进我形成某种觉悟一般，我的脑海里一直在重复着这些。


    （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的我，却要挑战神明，吗？）


    是自嘲吧，也许是准备放弃吧，从我的嘴角溢出了苦笑。


    ——完全绯绯神——


    而且，我现在还得一个人去面对她。我的胜率，就不存在呢。


    这是我，一直都很清楚的事。虽然很遗憾……这是在爆发模式下的我得出的判断。


    到现在为止，我所遇到的敌人，我都有1%，0.1%，甚至是0.01%的胜算。这也是在爆发模发模式下得出的判断。所以，才堵上这么低的胜率，去努力了。


    但是，这次……不存在胜率。


    虽然，我不是夏洛特，拥有「条理预知」。


    我却知道，我是，赢不了绯绯神的。


    虽然知道，我却还是要行动。


    啊、啊。


    到底为啥，我会做这种蠢事呢？


    呐，亚里亚。


    「——远山」


    从霸美的大衣里出来，将我脱下的大衣穿上了的霸美……突然，


    「现在的你，很危险。做好了死的觉悟。」


    就像是看穿了我的内心一般，说出了这样惊人的事实。


    「死，想着它的话，绝对会死的」


    抬起了额头和头上的角，严肃的看着我的霸美——


    十分的令人畏惧。


    她的声音，听上去比我想的要的真诚。


    「——去吧！」


    虽然平时这是句骂人的话[image: note]，但在这种时候——带来的激励效果，却是比任何话语都要强的。


    
      
        	骂人的话，原文「躻（うつけ）」，日语释义「骂人话」 来自百度百科

      

    

    织田信长，貌似就是个，很懂得如何激励人的人[image: note]。我从现在的霸美身上，感觉到了织田信长的影子。


    
      
        	译者：我想，这里应该指的是织田信长很懂得如何激励人，所以就这样处理了

      

    

    虽然，我得到了织田信长的鼓励，但是，我还是认为霸美就是霸美。


    「——谢谢你，霸美」


    我向着，这鬼之国的王者，霸美，致以了我的谢意。


    这之后，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几张一百元的美钞[image: note]……


    
      
        	译者：土壕放大了！快上啊！译者的另一个想法：你真是泡妹高手，真舍得啊，几百美元说给就给哈，而且你小子还穷得要死

      

    

    向着她们的方向，伸出了拿着这些钱的手。


    但是，现在却有点尴尬。这些钱都有点破损，估计是在雪地里行军的时候被弄湿，才变成这样的吧。


    明明都将这些钱对折起来，装在信封里小心保存了的[image: note]。


    
      
        	译者：你对于钱的爱护程度比我还是差多了。啧啧，你还太嫩了

      

    

    



    「猴，霸美。沿着刚才的星崎温泉旁边的县道，可以走出白岩山地。差不多走半天的时间，就能沿这条路走到陸奥岩崎站。可以从那里乘电车到秋田。然后在秋田的旅店，把美元换成日元。之后，无论是使用瞬间移动也好，乘坐新干线也好，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吧。」


    实际上，这些钱，是在伊•幽内，误入金库时，作为被夏洛克攻击的补偿费用，而拿的一小捆钱。两人则收下了这些钱。


    本来是拿来充当自己的学费的，反正，我已经没法活着回来了吧？钱这种东西，死后是没法带进坟墓里去的。


    还不如趁现在还活着，把这些钱留给那些还有空花它的人[image: note]


    
      
        	译者：这里，我处理成这样了，实际上是：大大方方的给花完算了。

      

    

    拿到这笔钱的猴，用感谢的眼神看着我，


    「远山……这应该不单单是给我们的旅费吧。这个，我早就想交给你来着了。」


    猴，从她穿着的截断式水手服的领口处的一个隐藏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折叠式的小刀


    这刀握起来的分量，告诉了我这是钢制的刀，在刀的把手处，装饰有一个漂亮的白色贝壳。


    是偶然吧？但是，感觉就好像是按照亚里亚的枪的把手处的浮雕， 特意选择了同样的材料制作的。


    而且，这刀刃的光泽感，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这就是，萨克逊双刃猎刀[image: note]……我在香港和孙对垒时，用来防御她的激光[image: note]的那把剑吗……？！」


    
      
        	译者：这是参考了以前看到过的翻译，实际上，就是EX咖喱棒。

      

    

    
      
        	译者：或者说金箍棒……

      

    

    「是的，就是它。在那次战斗中融解掉的它，被机娘回收了。因为使用的金属材料很好，便聘请了马尼亚戈[image: note]的一等小刀匠人，将其重新造成了一把护身用短刀。虽然比起以前来说，被改得是在是太小了呢……」


    
      
        	全称卡萨诺马尼亚戈，是意大利瓦雷泽省的一个市镇。总面积12平方公里，人口21387人，人口密度1782.3人/平方公里全称。 来自维基百科。

      

    

    德国的索林根，日本相关排列的刀具的产地[image: note]，居然从意大利的马尼亚戈招聘小刀匠人进行打造什么的。蓝帮还是老样子，很有钱啊。


    
      
        	译者：我总觉得这里又像是一处笔误，和上下文完全没有联系，所以不明意义，故直接直译，我也不知道直译得对不对……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和孙，也就是猴之间，带有重要意义的回忆物品啊。这把萨克逊双刃猎刀——


    现在又以这小刀的姿态，重新回到我手上了呢。


    「多谢了，猴，我就收下了。正好蝴蝶刀在之前的战斗中丢失了，要是就这样被佩刀回到学校去，就会因为违反校规[image: note]，被老师狠狠的教育了。」


    
      
        	校规里说，佩戴刀枪是学生的义务

      

    

    我旋转着手腕，咕噜咕噜，啪叽[image: note]只用一只手就将这刀折叠好，装进了裤子口袋。这是种，在武侦高很流行的，有点难做到的，折叠式小刀的收刀法——这收刀法和这把灵巧的小刀很配呢[image: note]。


    
      
        	译者：这里的拟声词我实在是不懂怎么翻才好，所以还望大家谅解。

      

    

    
      
        	译者:真会耍帅

      

    

    虽然这样，有点像是黑帮一样。但是实际上，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暗地里，都觉得我很像是黑帮吧。


    我相当中意这把刀，对它简直就是一见钟情了。这回，要好好保管呢，尽量不损坏它。


    「猴，能帮我到这步，真是谢谢你了。下次有机会，又在香港的告诉公路旁边的粥品专家那里，请你喝粥吧。」


    「……好……」


    说着在香港再会的话，在这种离别的时候。好像明白了什么的猴——


    抱着我痛哭着，长长的头发随着自己点头的节奏，飘扬着，


    「——筋斗云！来呀，来呀，来呀——」


    太过于不舍的话，就只能留下悲伤了。于是，猴望着天空，集中起意识，开始咏唱起咒文。


    ——来呀，来呀——来呀——


    我被金色的光粒，渐渐包裹起来，双脚慢慢的离开了地面。1粒、2粒、4、8、16、32——


    霸美抓着像铁棒一样的铁架，像吊单杠一样吊在上面，躲避这像雾一样的光粒群。


    我眼中的景象，渐渐变少。直到，金色的光芒充满了我的眼睛。


    ……来呀，来呀……


    之后，我感觉到，猴的手从我的腰上离开了……


    （再见了呢，猴、霸美）


    ……我，从铁塔上面消失了。

  


  
    5弹 星伽山的御神体


    在也离秋田县的边界很近的，弘前市西南部的山林地带——


    星伽神社就在这完全不像会有人来的深山之中。


    在视野渐渐变回黑暗的同时，我一边啪吱啪吱地撞断了山毛榉林的枝叶掉落到了地面。


    然后，咚咂。


    （好痛……！）


    猴那家伙。从铁塔那边看到了森林的上空就直接把我移动过来了啊。


    我是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只看得到这里所以才不得以把我丢过来的啦，但也事前跟我说一声吧。


    多亏地面是腐烂的树叶和泥土救了我一命，要是掉在岩石上的话就要摔死了啊。现在这不是已经摔了将近20公尺了吗，虽然也有用了多点着地法着地的说。


    但是，不论如何——


    这里倒也已经是，星伽神社的镇守之森了。


    稍微走在这好像以前曾经见过的景色之中，出了这条像兽径一般的山路之后……就到了，星伽的表参道。


    这条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建造的表参道，建成了从外头走进来也几乎完全无法发现的感觉。


    几乎可以说是，根本就是盖到了让人无法发现的程度。


    星伽神社因为——超级地排斥外界，所以厌恶与外界的交流


    而这个理由，现在的我倒是可以了解。


    从白雪的火炎术和粉雪的神托术可以了解到，星伽巫女身为某种超能力者集团，世世代代地继承着超能力。


    在这历史的洪河中，应该被想利用这份力量的权势者觊觎着，被民众们恐惧着，歧视着吧。


    为了从那些威胁自己的人事物手中保护自己，星伽隐藏了通往外界的道路，把自己关在了神社里。换句话说星伽就是，一种超能力者的村庄，超能力者藏身的地方啊。


    （虽然超能力现在对我来说，是很棘手的部分……）


    但就只靠我的手枪——


    我，向着那儿。


    在漆黑之中，我一边拨开着草木和寒风，一边跳到了雪地上。


    ……祀、祈、祓……


    社、祠、禊、祭……


    祥、祸……神……


    在神道中所使用的文字，多数都用了有示字边的字。


    神社——星伽神社，会指示我的吧。


    为了亚里亚，指示在这世界中迷茫徘徊的我。


    把绯绯神的事情。


    和这些事的解答。


    然后，还有我必须前往的进路。


    在幼稚园和白雪一起去看烟火的时候，就成了星伽神社唯一出入口的石阶——


    沿着这一段石阶，就像在仰望月空般地爬升着。现在已经快要深夜０点了。


    在石阶的左右等距离地矗立着石灯笼，月色照映下的寒梅则点缀着它们。


    在到了比关东看到的那些还涂了更传神的绯色的鸟居的时候，已经爬了一百三十五阶的石阶了，这时……


    从鸟居的右侧，


    「……就知道你会来的」


    ——星伽粉雪。


    在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带她认识武侦高的，白雪的义妹出现了。在她白皙的小手上，拿着净身用的小刀。


    还有一个人，华雪——


    她也是白雪的妹妹，她则握着大刀从左方出现了。


    因为粉雪今年是15岁，那华雪应该也14岁了吧。不知道是不是在表现对白雪的敬意，她们姐妹都把刘海剪成了齐刘海。


    而且在鸟居后方，从合祀的稻荷狐神像的背后……


    之前曾在京都救了我和蕾姬的风雪，拿着和弓出现了。


    风雪比白雪还要小一岁，是16岁。长长的黑发用白色的缎带绑成了马尾。


    她们各自拿着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的雾气，摆出了要迎击侵入者的态势。


    我则对这些像是守门员一样在守护划分人界与神界的的鸟居的白雪的妹妹们——


    「星伽的共识不是，在8点的时候就要就寝吗？」


    作为招呼开玩笑地说道。


    在这里如果没应对好的话，或许就会打起来也说不一定。


    但是我的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星伽巫女3个人稍微沉默了会儿后，


    「……你是为了见白雪姐姐才来的对吧」


    [image: 009]


    



    「刚才，表示天厄的绯色的流星……看起来像神崎亚里亚大人的光芒出现了，姐姐大人则，追着她……」


    「——然后就躲在岩户了。姐姐大人今晚，则跑到御神体的地方去了。」


    粉雪、华雪、风雪各自接续说着台词，告诉我了这件事情。


    果然在这里的啊。不管是白雪。还是亚里亚。


    还有刚刚风雪所说的，『御神体』


    小时候我来到星伽的时候，也曾经被告诫过御神体所在的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的。


    ——那里就是终点了啊。


    日本、美国、英国、鬼之国、然后又绕回到了日本……真是度日如年的世界一周之旅啊。


    「都到了这地步，就算是我也终于能搞懂了」


    亢奋模式下的大脑，正在编织这趟旅行的结论。


    「妳们星伽的巫女，是把绯绯色金放在那里祭祀对吧」


    听到了这句话粉雪因为吓到而手指抖了一下，然后我就确定了。


    还真是个容易看透的女孩子呢。看来，和我猜的一样。


    华雪在这时候也以眼神向身为这里最年长的风雪询问要不要把知道秘密的人杀掉。


    但是——风雪她，以视线制止了两位妹妹……


    也因三人都把目光重新放到了我身上，我就继续了我所要讲的的话。


    「色金啊，在理子的颈饰中只含有了极微小的量，而且只是子弹大小的绯弹甚至就被说成了『世界最大』的，原本觉得它本来就是一种蕴藏量极为稀少的稀有金属。但是，我在美国看到的瑠瑠色金却是达到数吨多。虽然形状被改成了汽车零件的样子，但是所具有的量还是相当地大的，乌鲁斯所藏有的璃璃色金我想，应该也是像岩石一样那么大才对」


    虽然听到这番话后粉雪和华雪露出了稍微震惊的表情，但是担任交涉的风雪似乎早就料到了一般，保持着朴克脸完全没有破绽。


    「我所看过的微小的色金，是从巨大的色金中被分割出来的。但是，却没有中间大小的色金。也就是说……绯绯色金、璃璃色金和瑠瑠色金都是由无法人为制造出来的天然巨大原石中，所削下来的微小物品再带到世界各处的吧。而那块原石的所在，持有绯绯色金的原石的——就是你们，星伽神社啊」


    正是看准了日本人不敢乱动神社的御神体这点。因为怕会有报应。


    于是，星伽就从千年，甚至是两千年以前，就一直把它隐藏到现在了吧。


    恐怕就是，藏有了数吨的，绯绯色金的巨大原石吧。


    「……」


    而风雪。什么，也没有回答。


    但是这份沉默，却也代表了我所推理的是正确的。


    「不回答也可以。妳们大概也没有回答的权力吧。现在就直接去找白雪问清楚吧。亚里亚的妹妹也是这么说的啊」


    这时，当我踏出了一步的时候。


    星伽姐妹们，却也没有阻止我穿越鸟居。


    她们，一定也是……


    在担心着被做成了御神体的原石，和应该前往了那里的绯绯神亚里亚——甚至还有，追着她跑到那儿的姐姐吧。


    做得到的话，她们是想说希望由我来保护白雪。


    所以说，就放任我自行通过了……


    和我，互相缔结了默契。


    自己所祭祀着的，在自己的身体中不合常理之强的力量。绯绯色金和，绯绯神。让我作为武士，和那位以亚里亚的身体复活，打算要让战争的风暴席卷全世界的祟神战斗。


    看来这全部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远山大人……请一定要，助白雪姐姐大人……一臂之力……」


    十分崇爱姐姐的粉雪，手捂住了脸开始哭了起来。


    「粉雪，不用担心」


    我所能做到的，就只有以温柔的笑脸来安慰他而已。


    虽然是还想做到拍拍她的肩膀，摸摸她的头这地步的，但这么做的话就会被骂说不干净了吧。毕竟这孩子，该说是讨厌男生呢，还是说有洁癖呢。


    〈这么说来……〉


    记得这粉雪以前好像有预言过我——『不论如何，都会把绯弹击溃』


    击溃这个字，在以前的平安时代是『水满溢出来的意思』。这个字也是有河堤或水坝溃堤的意思，以前是写作『溃决』的。


    色金一块就代表全体，全体也为一块。


    绯弹则，要蔓延出来了。


    绯绯色金，要蔓延出来了。


    这就是，代表绯绯神的力量要被解放了的预言吧。[image: note]


    
      
        	译：赤松老贼你还真会掰,都快看不下去了...

      

    

    但是——


    ——要阻止她。


    必须由我来，阻止她。


    就连夏洛克的推理都能颠覆的我，不过是要逆转粉雪的占卜，倒也不是不可能。


    走在有宠巫女们所做的无数的风车点缀的神社内，穿过了阿哞的石狮子之间。


    真怀念哪……


    上一次来星伽神社的本宫，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虽然大致上已经忘光了，但是稍微还隐约记得。


    虽然还想顺便先向绯绯神以外的八百万众神祈愿安全。


    但是我，不是为了参拜才来这里的。


    这时，我绕到了本殿的后方……倚靠着月光，向着坐落于神社本殿内的山林——进入了那片小的时候曾被告诫过『绝对不能进去』的森林里。


    虽然看起来就像防雪林，但这却是为了藏住就在前方的玩意而种植的人工林。


    之后，在穿越了大概只有几十公尺的森林后，


    〈……Shui gung……水弓……〉


    确实以前就是这么叫的，到了也能清楚地望见刚刚的铁塔的湖的岸边了。


    虽然记得之前白雪说不清楚是『水弓』还是『水海』，但那是代表着这座湖的形状的正确名称吧。[image: note]


    
      
        	译：水弓是mizuyumi,水海是mizuumi，两者发音很相似

      

    

    星伽的御神体——


    绯绯色金的原石，一定就在这片湖的对岸。


    但是看起来不绕过这片湖的话就无法继续前进，那只好……


    行动电话响了起来，是粉雪打来的。


    『远山大人，应该差不多已经到水弓了吧』


    「啊嗯。现在正要沿着湖岸绕过去哟。看起来好像要绕很远哪，到绯绯色金的原石那里大概还要三十分钟吧」


    『觉得能帮上您的忙就好了，我为了告诉您秘密道路才给您打了电话。虽然我不能透漏关于御神体的事情，但除此之外倒是都能说的』


    粉雪虽然语气很严厉但实际上却对我提供了好消息，


    『水弓是可以直接穿越的。很久以前称为御神渡，直接走在结冻的湖面上就可以向御神体那里前进了——但是现代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湖面几乎不常结冰了，所以就在水面下方一点点的地方架了隐形的玻璃桥』


    得到了，非常有力的情报了。


    『在湖畔你应该可以看到有一栋小小的鸟居，然后在对面也同样有一栋。而两栋之间，就是渡桥。虽然不穿木屐的话鞋子和袜子可能会弄湿，但不用三分钟就可以到对岸了。』


    真的，在湖畔有一栋小小的绯色的鸟居——


    虽然仔细看向湖面下什么都没有……但正当豁出去踏出了一步的时候，却在水面下差不多2～3公分的地方真的有可以站的地方。


    这看不见的桥。还真是超炫的主意啊。


    「——粉雪，帮大忙啦。套一句在武侦高学到的名言，缩短时间也算是一种掩护射击啊。」


    『……不用客气。但是，在那之后的神奈备——藏着神的岩户里，手机的电磁波就传不到那里了。虽然我是没有进去过那里面啦，但是以前在神酒窖里喝醉的白雪姐……啊，不对，是从因为某种缘故所以曾经去过那里的白雪姐姐那里听说过，岩户内部，被造得就像人体一样。而我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


    像人体一样……？　是软软黏黏的吗？


    「……这样就够了。我出发啰」


    『我可是有帮了你一把了喔，所以一定要了结所有事情然后平安回来哪。如果失败了，我会在丑时过去的。那么，祝武运昌隆』


    星伽巫女的稻草人偶似乎真的会把亚里亚给杀掉，看来不能输掉的理由又多了一个了哪……这时，我边苦笑着挂断了电话。


    此时，水弓的湖面映着众星座和明月——然后我渡过了迷蒙的湖面。


    完全，就像走在宇宙空间一般。


    虽然就像粉雪所言脚会被弄湿，但比预计中花了更少时间……就到了对岸的，有个似乎是星伽山的火山口的凹洞的山坡上了。


    这片山腰全是寸草不生的岩块，这份人外魔境般的气氛和神奈备这名字真搭配。


    在登上了有点微妙的阶梯后，有着两片上面刻叠着『人』字看起来像是门一样的巨大岩块——


    而在那内侧，还有着用五色绢装饰的鸟居。


    在远方看不见的岩石的背面，无声无息地。


    ……那座鸟居开了一个洞口，看起来似乎能通到岩穴内部的样子。


    这个是，洞窟……？


    不对，在用手电筒照亮了内侧后，可以看得到有个刚好可以一个人通过的通道。


    这是个人工挖凿的石室。


    说是用挖凿的，似乎更像是收集了石头把火山口给小心翼翼地掩埋起来所造出来的。


    〈简直就像，倾斜到上下颠倒的金字塔一样哪。连进来后给人的感觉，也都十分像再金字塔里探险一样……〉


    这时，当我像个考古学家一般踏进来时——是地热吧。


    马上，就注意到了内部各个地方的气温都比较高。


    打着冷颤的身子也暖和了起来，鞋子也很快就干了，这样虽说是很好啦块……


    〈喂喂……〉


    ……这一条，岩石的通路。


    左右的岩壁就像橱窗一样开了好多个洞，在那之中收藏了好多个像是在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不知道是青铜镜还是铜铎之类的玩意儿。


    这些好厉害呀。就算是完全没有考古背景的我也看得出来这具有历史上的价值。


    星伽也差不多该放弃秘密主义，把这些古董登录为世界遗产比较好吧？


    



    这个洞穴挖了许多条要使人迷路的分岔，走在路上也能感觉到有原始的陷阱所以又折了回来。


    正确的道路一定被走过了很多次才对，只要靠着脚下的沙子和留在岩石上的痕迹总能想办法判断出来……在一边走着并找寻正确的路的途中，终于了解了刚刚粉雪所说的『像人体一样』是什么意思了。


    我刚刚走过的道路，有宽阔的也有狭窄的。


    把宽广的道路当做肠子，狭窄的路当做血脉的话，这洞穴的形状大致上就和横躺的人体相符了。


    也有像是大厅一样的空间，那我想应该就是肺或脑了。


    〈所以说——〉


    在人体中最重要的脏器——心脏的位置里，应该就藏了最重要的东西。


    想到这里，当我通过了喉咙所在的位置……到了应该是胃脏的位置的时候。


    「……吓……」


    在前方有由烟所构成的，向恐龙那般大的狐睡在那里。


    烟雾，安定地形成了巨大的狐的形状。


    大狐的头转向了这里，尾巴像孔雀一样完全张了开来，1、2、3……总共有9个啊。


    但是我现在，不会再被这种小事给吓到了。


    连对方大致是谁我大概都猜得出来了。我还真可悲啊，都培养出应对超常现象的手感了呢。


    「——玉藻吗？」


    「……绯绯神、星伽巫女、远山武士都到齐了，还不错嘛」


    嘴巴完全没动但却说着话的大狐的声音——


    虽然声音变得有点低，但这种讲话的方法果然是玉藻。


    这么说那果然就是，玉藻真身的姿态吗。


    这么说之前的姿态就只是她自己的喜好啰，因为喜欢女孩子，所以才扮成人型的吧。


    「一手施压，一手安抚。看起来你对亚莉亚的恋心已经太过激昂了哪。被这女牵着鼻子走。然后还有，想说到农历三月底前都部会发生绯绯神化而没看澈情况的我——也大意了哪。事情都已经到这副田地了，应该会死不少人吧」


    我的脑海中，闪过了阎和瑠瑠神的事情——


    「不会让那种事发生的。就算会有，也只会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是，凭着已经做好了就算自己会死也要阻止绯绯神的觉悟才敢这样说的。


    玉藻似乎，接受了我要杀了绯绯神亚里亚的觉悟。[image: note]


    
      
        	译：前面不是才说不杀的吗???

      

    

    「年轻的武士哟，做好觉悟吧。有时候武士也是不得除掉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女人。后援就我来负责吧。放下心冷静下，出发吧」


    前半段先无视，后半段……


    代表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会负责善后的。


    「帮大忙了。只要我和亚里亚跟白雪出现在一起，就会打起来已经是惯例了啊。每次清理起来都超麻烦的哪」


    我绕过了用一条尾巴给我指路的玉藻——


    踏上了，在墙面上的那条通路。


    在缓缓上升的楼梯旁，有许多感觉只有30公分大的鸟居连成一排。简直就像，鸟居隧道一样。


    在前方感到了有明亮的火的感觉。


    我丢掉了碍事的手电筒，来到了相对于人体来说就是心脏的——


    ——这座闪耀着绯色的广场。

  


  
    GO FOR THE NEXT!!! 冉冉升起的绯日之国


    绯色的光芒，随着渐渐接近中心的广场而变的犹如太阳的光芒一样。


    就好像朝阳包含在夕阳中一样的感觉，视线渐渐变的清晰。


    火。日。绯。


    在大和语[image: note]中都念做『ひ』。


    
      
        	既日语

      

    

    火焰，天上的太阳，让人感到觉醒了的那种颜色。


    那个在以前，都被看成是同一种事物。


    那个『绯』超越了『日』和『火』[image: note]，绯绯色金的原石，就在这里……


    
      
        	这里皆指发音

      

    

    已经被她得手了吗？


    ——白雪。


    （……切……）


    开始被亮瞎的眼睛渐渐习惯了起来，首先看到的是——白雪。


    ——沙沙——铃铃——沙沙——


    ——沙沙——铃铃——沙沙——


    神乐铃那鼓动的节奏声在岩室中响彻着，白雪她……


    [image: 010]


    



    脚下的绯衣似乎被流动的绯色的雾给融化了一般，白雪缓缓的跳着舞步。


    和小时候看到的不同，并没有歌声——这个是——


    （神乐舞……）


    星伽的，巫女神乐。这是其中之一。


    白雪的周围到处盛开着如雾状般的彼岸花，星伽扬羽蝶在上面来回的翩翩起舞。


    ——沙沙——铃铃——沙沙——


    白雪不时的加大摇晃铃的力度，并一旋转。


    妖艳的黑色长发描绘出优美的曲线，全身回转了一圈。


    铃铛就犹如变戏法的道具，不断和已经出鞘的刀——色金杀女，左右两手交换着位置。


    正在向我从未见过的方向发展着。


    不断响彻的节奏，似乎要斩断邪恶而不断舞动的刀。


    就好像日本版的，剑舞。


    就算是迟钝的我也能从视觉上，感觉上明白这些动作，是为了使神明安定下来。


    就好像在治疗，安定那个超常的存在似的。


    但是——


    ——白雪的舞蹈，静静的迎来了尾声。


    站在对面的那个人的表情，以及现在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改变。


    「刚刚那个我喜欢哦，那个舞蹈。我感到了美丽的星伽巫女的恋心，以及和色金杀女战斗的感觉。」


    「……已经，镇压不住了呢……」


    那个人——绯绯神亚里亚以及，白雪，语言交错着。


    之后白雪她，


    「……为什么来这里，来到，这里。小金……」


    对着身后的我，以非常失落的语调说道。


    「站在这里的已经，不是……亚里亚了哦。已经变成绯绯神了。」


    「等你很久了，远山。」


    就像要打断白雪的话一样，有亚里亚外表的绯绯神向我搭话道。


    「——嘛，快点放弃亚里亚吧。就如同白雪说的一样。」


    不用绯绯神你来说——


    就连身为搭档的我，都能感觉得到。


    现在的绯绯神，和之前的绯绯神都有所不同。


    并非是远程压制亚里亚的灵魂，一时操纵她。


    而是直接将亚里亚控制到自己面前，转移到亚里亚身上，将亚里亚的灵魂强制转换为自己的灵魂。


    通过绯绯色金将亚里亚带到这里来，最后终于成功了。


    我感觉到了这些。只想着搭档的事情，从而得到了这样的直觉。


    这里是绯绯神的家。


    通过视觉上，也能明白。


    从亚里亚现在盘腿坐在上面的那块东西的巨大程度也能明白。


    （那是……绯绯色金的，原石吗…………！）


    虽然绯弹是被称颂为是世界最大级别的绯金——


    ——但是眼前，那个金属量，至少有一辆汽车的程度啊。


    而且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合金，而是，纯绯绯色金啊。


    整个金属块，就如同夏洛克射入亚里亚体内的绯弹一样，呈现血红的，犹如玫瑰，火焰一般的绯色。


    那个绯色的光芒如同气一样扩散，染红了脚下的流动的水蒸气。


    绯绯色金的原石上被绕上了一圈一圈的稻草绳，如同头巾一样。旁边的地面上插着许多如同『色金杀女』一样的刀。如同讲述着代代的星伽巫女的故事的碑牌一样。


    排列着犹如想要围住原石的很多『色金杀女』之中，不只是有刀，还有如同古墓时代的青铜剑。


    大概从那个遥远的时代起，星伽的巫女们就在开始想着控制绯绯色金了吧。


    我刚想开口说点什么——


    「…………」


    ——什么东西阻止了我。


    那是绯绯色金的原石，被称作『御神体』的它的形状。是形状。


    （……笠……）


    那是在星伽家纹上也有描绘的『星之笠』一样的，笠的形状——


    以前的日本人为了躲避雨水和阳光而使用着的，像草帽一样的戴在头上的斗笠的形状。


    在雷姬的画里也有画出来，但现在更清楚的显示了这个形状。


    与其说是笠，还不如说是飞碟吗。


    虽然似乎没有让宇宙人从里向外招手的窗户，把这个给人看的话并询问「这个像什么啊？」，100个人里就会有100个回答说「空中飞的盘子啊。」[image: note]


    
      
        	即飞碟

      

    

    无语的我渐渐走到白雪身边，


    「白……白雪。这个，是绯绯色金吧？」


    这里终于开口出声，连再会的招呼也不打直接提问的我。


    「恩。」


    「这个，那个——也就是，那个就是原石吧。」


    对着说话断断续续的我，稍稍垂下了眉毛的白雪将那幽流婉转的眼睛望向了我。


    「……一直瞒着你到现在，非常抱歉。这个是，绯绯色金的母体。从母体身上削下，敲下来而在世界上流通着的，就是绯绯色金了。


    「我可是看到UFO哦。」


    我终于说出了这个词。


    「恩。是这样哦。」


    白雪她，点点头。


    …………


    ……还真是啊。


    白雪她，用整齐刘海的下方，低垂着长长眉毛的莫名的眼神——


    直视着竖起眉毛的绯绯神亚里亚和绯绯色金。


    然后就这样——


    将绯绯色金的真相，公之于众。


    「这是，天上的星星大人哦。两千年前从天而降的，外星人。」


    



    ————GO FOR THE NEXT!!!

  


  
    后记


    在北国的山上迟迟开放的八重樱也说不准是不是全数绽放呢！这里是赤松！


    



    ……我错了！真对不起！


    虽说是每年例行4月出新书的，今年拖到5月了啊。


    就是这样，我因为流感而暂时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


    啊呀，还想着自己会不会就这样死掉了呢！烧到39度5，这从我记事以来可是第一次遇到啊，吓了一跳。


    但是现在已经痊愈，如你所见精神地进行着写作。


    对于给很多责任关系人造成很大困扰的事情，而且让最重要的读者等待多时，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在这卷里，虽然不是突发奇想，在17卷亚里亚和金次开玩笑说的桃太郎故事里的人物——亚里亚（桃太郎），丽莎（狗），猴（猴子），金次（雏鸡）他们在伦敦终于聚齐了呢。


    虽然在鬼之国登陆的成员少了一个，俗话说弄假成真。原本开玩笑说的话真的实现是常有的事情啊。


    



    但是，从这以后就不是玩笑了哦……？


    



    ——让大家久等了！


    电视动画《绯弹的亚里亚AA》的放送时间等等详细情况，预计将会在2015年的7月19日（星期天），在《MF文库J夏之学园祭2015 绯弹的亚里亚AA 开幕式in秋叶原》活动中被公布！


    因为场所预定在秋叶原的UDX&AKIBA-SQUARE举行，详情请登陆MF文库J的官网


    http://bc.mediafactory.jp/bunkoj/fes2015/查询。


    哎呀—动画这东西，真的是很让人兴奋呢。


    怎么感觉像是闹祭典似的，喜欢祭典的赤松正情绪高涨！


    



    那么下次，就让我们在日本灿烂的阳光中，夜里能听到祭典歌声的时节再会吧。


    



    2015年5月吉日

    赤松中学

  


  [image: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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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b){function cy(a){return f.isWindow(a)?a:a.nodeType===9?a.defaultView||a.parentWindow:!1}function cu(a){if(!cj[a]){var b=c.body,d=f("<"+a+">").appendTo(b),e=d.css("display");d.remove();if(e==="none"||e===""){ck||(ck=c.createElement("iframe"),ck.frameBorder=ck.width=ck.height=0),b.appendChild(ck);if(!cl||!ck.createElement)cl=(ck.contentWindow||ck.contentDocument).document,cl.write((f.support.boxModel?"<!doctype html>":"")+"<html><body>"),cl.close();d=cl.createElement(a),cl.body.appendChild(d),e=f.css(d,"display"),b.removeChild(ck)}cj[a]=e}return cj[a]}function ct(a,b){var c={};f.each(cp.concat.apply([],cp.slice(0,b)),function(){c[this]=a});return c}function cs(){cq=b}function cr(){setTimeout(cs,0);return cq=f.now()}function ci(){try{return new a.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catch(b){}}function ch(){try{return new a.XMLHttpRequest}catch(b){}}function cb(a,c){a.dataFilter&&(c=a.dataFilter(c,a.dataType));var d=a.dataTypes,e={},g,h,i=d.length,j,k=d[0],l,m,n,o,p;for(g=1;g<i;g++){if(g===1)for(h in a.converters)typeof h=="string"&&(e[h.toLowerCase()]=a.converters[h]);l=k,k=d[g];if(k==="*")k=l;else if(l!=="*"&&l!==k){m=l+" "+k,n=e[m]||e["* "+k];if(!n){p=b;for(o in e){j=o.split(" ");if(j[0]===l||j[0]==="*"){p=e[j[1]+" "+k];if(p){o=e[o],o===!0?n=p:p===!0&&(n=o);break}}}}!n&&!p&&f.error("No conversion from "+m.replace(" "," to ")),n!==!0&&(c=n?n(c):p(o(c)))}}return c}function ca(a,c,d){var e=a.contents,f=a.dataTypes,g=a.responseFields,h,i,j,k;for(i in g)i in d&&(c[g[i]]=d[i]);while(f[0]==="*")f.shift(),h===b&&(h=a.mimeType||c.getResponseHeader("content-type"));if(h)for(i in e)if(e[i]&&e[i].test(h)){f.unshift(i);break}if(f[0]in d)j=f[0];else{for(i in d){if(!f[0]||a.converters[i+" "+f[0]]){j=i;break}k||(k=i)}j=j||k}if(j){j!==f[0]&&f.unshift(j);return d[j]}}function b_(a,b,c,d){if(f.isArray(b))f.each(b,function(b,e){c||bD.test(a)?d(a,e):b_(a+"["+(typeof e=="object"?b:"")+"]",e,c,d)});else if(!c&&f.type(b)==="object")for(var e in b)b_(a+"["+e+"]",b[e],c,d);else d(a,b)}function b$(a,c){var d,e,g=f.ajaxSettings.flatOptions||{};for(d in c)c[d]!==b&&((g[d]?a:e||(e={}))[d]=c[d]);e&&f.extend(!0,a,e)}function bZ(a,c,d,e,f,g){f=f||c.dataTypes[0],g=g||{},g[f]=!0;var h=a[f],i=0,j=h?h.length:0,k=a===bS,l;for(;i<j&&(k||!l);i++)l=h[i](c,d,e),typeof l=="string"&&(!k||g[l]?l=b:(c.dataTypes.unshift(l),l=bZ(a,c,d,e,l,g)));(k||!l)&&!g["*"]&&(l=bZ(a,c,d,e,"*",g));return l}function bY(a){return function(b,c){typeof b!="string"&&(c=b,b="*");if(f.isFunction(c)){var d=b.toLowerCase().split(bO),e=0,g=d.length,h,i,j;for(;e<g;e++)h=d[e],j=/^\+/.test(h),j&&(h=h.substr(1)||"*"),i=a[h]=a[h]||[],i[j?"unshift":"push"](c)}}}function bB(a,b,c){var d=b==="width"?a.offsetWidth:a.offsetHeight,e=b==="width"?1:0,g=4;if(d>0){if(c!=="border")for(;e<g;e+=2)c||(d-=parseFloat(f.css(a,"padding"+bx[e]))||0),c==="margin"?d+=parseFloat(f.css(a,c+bx[e]))||0:d-=parseFloat(f.css(a,"border"+bx[e]+"Width"))||0;return d+"px"}d=by(a,b);if(d<0||d==null)d=a.style[b];if(bt.test(d))return d;d=parseFloat(d)||0;if(c)for(;e<g;e+=2)d+=parseFloat(f.css(a,"padding"+bx[e]))||0,c!=="padding"&&(d+=parseFloat(f.css(a,"border"+bx[e]+"Width"))||0),c==="margin"&&(d+=parseFloat(f.css(a,c+bx[e]))||0);return d+"px"}function bo(a){var b=c.createElement("div");bh.appendChild(b),b.innerHTML=a.outerHTML;return b.firstChild}function b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b==="input"?bm(a):b!=="script"&&typeof a.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f.grep(a.getElementsByTagName("input"),bm)}function bm(a){if(a.type==="checkbox"||a.type==="radio")a.defaultChecked=a.checked}function bl(a){return typeof a.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a.getElementsByTagName("*"):typeof a.querySelectorAll!="undefined"?a.querySelectorAll("*"):[]}function bk(a,b){var c;b.nodeType===1&&(b.clearAttributes&&b.clearAttributes(),b.mergeAttributes&&b.mergeAttributes(a),c=b.nodeName.toLowerCase(),c==="object"?b.outerHTML=a.outerHTML:c!=="input"||a.type!=="checkbox"&&a.type!=="radio"?c==="option"?b.selected=a.defaultSelected:c==="input"||c==="textarea"?b.defaultValue=a.defaultValue:c==="script"&&b.text!==a.text&&(b.text=a.text):(a.checked&&(b.defaultChecked=b.checked=a.checked),b.value!==a.value&&(b.value=a.value)),b.removeAttribute(f.expando),b.removeAttribute("_submit_attached"),b.removeAttribute("_change_attached"))}function bj(a,b){if(b.nodeType===1&&!!f.hasData(a)){var c,d,e,g=f._data(a),h=f._data(b,g),i=g.events;if(i){delete h.handle,h.events={};for(c in i)for(d=0,e=i[c].length;d<e;d++)f.event.add(b,c,i[c][d])}h.data&&(h.data=f.extend({},h.data))}}function bi(a,b){return f.nodeName(a,"table")?a.getElementsByTagName("tbody")[0]||a.appendChild(a.ownerDocument.createElement("tbody")):a}function U(a){var b=V.split("|"),c=a.createDocumentFragment();if(c.createElement)while(b.length)c.createElement(b.pop());return c}function T(a,b,c){b=b||0;if(f.isFunction(b))return f.grep(a,function(a,d){var e=!!b.call(a,d,a);return e===c});if(b.nodeType)return f.grep(a,function(a,d){return a===b===c});if(typeof b=="string"){var d=f.grep(a,function(a){return a.nodeType===1});if(O.test(b))return f.filter(b,d,!c);b=f.filter(b,d)}return f.grep(a,function(a,d){return f.inArray(a,b)>=0===c})}function S(a){return!a||!a.parentNode||a.parentNode.nodeType===11}function K(){return!0}function J(){return!1}function n(a,b,c){var d=b+"defer",e=b+"queue",g=b+"mark",h=f._data(a,d);h&&(c==="queue"||!f._data(a,e))&&(c==="mark"||!f._data(a,g))&&setTimeout(function(){!f._data(a,e)&&!f._data(a,g)&&(f.removeData(a,d,!0),h.fire())},0)}function m(a){for(var b in a){if(b==="data"&&f.isEmptyObject(a[b]))continue;if(b!=="toJSON")return!1}return!0}function l(a,c,d){if(d===b&&a.nodeType===1){var e="data-"+c.replace(k,"-$1").toLowerCase();d=a.getAttribute(e);if(typeof d=="string"){try{d=d==="true"?!0:d==="false"?!1:d==="null"?null:f.isNumeric(d)?+d:j.test(d)?f.parseJSON(d):d}catch(g){}f.data(a,c,d)}else d=b}return d}function h(a){var b=g[a]={},c,d;a=a.split(/\s+/);for(c=0,d=a.length;c<d;c++)b[a[c]]=!0;return b}var c=a.document,d=a.navigator,e=a.location,f=function(){function J(){if(!e.isReady){try{c.documentElement.doScroll("left")}catch(a){setTimeout(J,1);return}e.ready()}}var e=function(a,b){return new e.fn.init(a,b,h)},f=a.jQuery,g=a.$,h,i=/^(?:[^#<]*(<[\w\W]+>)[^>]*$|#([\w\-]*)$)/,j=/\S/,k=/^\s+/,l=/\s+$/,m=/^<(\w+)\s*\/?>(?:<\/\1>)?$/,n=/^[\],:{}\s]*$/,o=/\\(?:["\\\/bfnrt]|u[0-9a-fA-F]{4})/g,p=/"[^"\\\n\r]*"|true|false|null|-?\d+(?:\.\d*)?(?:[eE][+\-]?\d+)?/g,q=/(?:^|:|,)(?:\s*\[)+/g,r=/(webkit)[ \/]([\w.]+)/,s=/(opera)(?:.*version)?[ \/]([\w.]+)/,t=/(msie) ([\w.]+)/,u=/(mozilla)(?:.*? rv:([\w.]+))?/,v=/-([a-z]|[0-9])/ig,w=/^-ms-/,x=function(a,b){return(b+"").toUpperCase()},y=d.userAgent,z,A,B,C=Object.prototype.toString,D=Object.prototype.hasOwnProperty,E=Array.prototype.push,F=Array.prototype.slice,G=String.prototype.trim,H=Array.prototype.indexOf,I={};e.fn=e.prototype={constructor:e,init:function(a,d,f){var g,h,j,k;if(!a)return this;if(a.nodeType){this.context=this[0]=a,this.length=1;return this}if(a==="body"&&!d&&c.body){this.context=c,this[0]=c.body,this.selector=a,this.length=1;return this}if(typeof a=="string"){a.charAt(0)!=="<"||a.charAt(a.length-1)!==">"||a.length<3?g=i.exec(a):g=[null,a,null];if(g&&(g[1]||!d)){if(g[1]){d=d instanceof e?d[0]:d,k=d?d.ownerDocument||d:c,j=m.exec(a),j?e.isPlainObject(d)?(a=[c.createElement(j[1])],e.fn.attr.call(a,d,!0)):a=[k.createElement(j[1])]:(j=e.buildFragment([g[1]],[k]),a=(j.cacheable?e.clone(j.fragment):j.fragment).childNodes);return e.merge(this,a)}h=c.getElementById(g[2]);if(h&&h.parentNode){if(h.id!==g[2])return f.find(a);this.length=1,this[0]=h}this.context=c,this.selector=a;return this}return!d||d.jquery?(d||f).find(a):this.constructor(d).find(a)}if(e.isFunction(a))return f.ready(a);a.selector!==b&&(this.selector=a.selector,this.context=a.context);return e.makeArray(a,this)},selector:"",jquery:"1.7.2",length:0,size:function(){return this.length},toArray:function(){return F.call(this,0)},get:function(a){return a==null?this.toArray():a<0?this[this.length+a]:this[a]},pushStack:function(a,b,c){var d=this.constructor();e.isArray(a)?E.apply(d,a):e.merge(d,a),d.prevObject=this,d.context=this.context,b==="find"?d.selector=this.selector+(this.selector?" ":"")+c:b&&(d.selector=this.selector+"."+b+"("+c+")");return d},each:function(a,b){return e.each(this,a,b)},ready:function(a){e.bindReady(),A.add(a);return this},eq:function(a){a=+a;return a===-1?this.slice(a):this.slice(a,a+1)},first:function(){return this.eq(0)},last:function(){return this.eq(-1)},slice:function(){return this.pushStack(F.apply(this,arguments),"slice",F.call(arguments).join(","))},map: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e.map(this,function(b,c){return a.call(b,c,b)}))},end:function(){return this.prevObject||this.constructor(null)},push:E,sort:[].sort,splice:[].splice},e.fn.init.prototype=e.fn,e.extend=e.fn.extend=function(){var a,c,d,f,g,h,i=arguments[0]||{},j=1,k=arguments.length,l=!1;typeof i=="boolean"&&(l=i,i=arguments[1]||{},j=2),typeof i!="object"&&!e.isFunction(i)&&(i={}),k===j&&(i=this,--j);for(;j<k;j++)if((a=arguments[j])!=null)for(c in a){d=i[c],f=a[c];if(i===f)continue;l&&f&&(e.isPlainObject(f)||(g=e.isArray(f)))?(g?(g=!1,h=d&&e.isArray(d)?d:[]):h=d&&e.isPlainObject(d)?d:{},i[c]=e.extend(l,h,f)):f!==b&&(i[c]=f)}return i},e.extend({noConflict:function(b){a.$===e&&(a.$=g),b&&a.jQuery===e&&(a.jQuery=f);return e},isReady:!1,readyWait:1,holdReady:function(a){a?e.readyWait++:e.ready(!0)},ready:function(a){if(a===!0&&!--e.readyWait||a!==!0&&!e.isReady){if(!c.body)return setTimeout(e.ready,1);e.isReady=!0;if(a!==!0&&--e.readyWait>0)return;A.fireWith(c,[e]),e.fn.trigger&&e(c).trigger("ready").off("ready")}},bindReady:function(){if(!A){A=e.Callbacks("once memory");if(c.readyState==="complete")return setTimeout(e.ready,1);if(c.addEventListener)c.add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B,!1),a.addEventListener("load",e.ready,!1);else if(c.attachEvent){c.attachEvent("onreadystatechange",B),a.attachEvent("onload",e.ready);var b=!1;try{b=a.frameElement==null}catch(d){}c.documentElement.doScroll&&b&&J()}}},isFunction:function(a){return e.type(a)==="function"},isArray:Array.isArray||function(a){return e.type(a)==="array"},isWindow:function(a){return a!=null&&a==a.window},isNumeric:function(a){return!isNaN(parseFloat(a))&&isFinite(a)},type:function(a){return a==null?String(a):I[C.call(a)]||"object"},isPlainObject:function(a){if(!a||e.type(a)!=="object"||a.nodeType||e.isWindow(a))return!1;try{if(a.constructor&&!D.call(a,"constructor")&&!D.call(a.constructor.prototype,"isPrototypeOf"))return!1}catch(c){return!1}var d;for(d in a);return d===b||D.call(a,d)},isEmptyObject:function(a){for(var b in a)return!1;return!0},error:function(a){throw new Error(a)},parseJSON:function(b){if(typeof b!="string"||!b)return null;b=e.trim(b);if(a.JSON&&a.JSON.parse)return a.JSON.parse(b);if(n.test(b.replace(o,"@").replace(p,"]").replace(q,"")))return(new Function("return "+b))();e.error("Invalid JSON: "+b)},parseXML:function(c){if(typeof c!="string"||!c)return null;var d,f;try{a.DOMParser?(f=new DOMParser,d=f.parseFromString(c,"text/xml")):(d=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DOM"),d.async="false",d.loadXML(c))}catch(g){d=b}(!d||!d.documentElement||d.getElementsByTagName("parsererror").length)&&e.error("Invalid XML: "+c);return d},noop:function(){},globalEval:function(b){b&&j.test(b)&&(a.execScript||function(b){a.eval.call(a,b)})(b)},camelCase:function(a){return a.replace(w,"ms-").replace(v,x)},nodeName:function(a,b){return a.nodeName&&a.nodeName.toUpperCase()===b.toUpperCase()},each:function(a,c,d){var f,g=0,h=a.length,i=h===b||e.isFunction(a);if(d){if(i){for(f in a)if(c.apply(a[f],d)===!1)break}else for(;g<h;)if(c.apply(a[g++],d)===!1)break}else if(i){for(f in a)if(c.call(a[f],f,a[f])===!1)break}else for(;g<h;)if(c.call(a[g],g,a[g++])===!1)break;return a},trim:G?function(a){return a==null?"":G.call(a)}:function(a){return a==null?"":(a+"").replace(k,"").replace(l,"")},makeArray:function(a,b){var c=b||[];if(a!=null){var d=e.type(a);a.length==null||d==="string"||d==="function"||d==="regexp"||e.isWindow(a)?E.call(c,a):e.merge(c,a)}return c},inArray:function(a,b,c){var d;if(b){if(H)return H.call(b,a,c);d=b.length,c=c?c<0?Math.max(0,d+c):c:0;for(;c<d;c++)if(c in b&&b[c]===a)return c}return-1},merge:function(a,c){var d=a.length,e=0;if(typeof c.length=="number")for(var f=c.length;e<f;e++)a[d++]=c[e];else while(c[e]!==b)a[d++]=c[e++];a.length=d;return a},grep:function(a,b,c){var d=[],e;c=!!c;for(var f=0,g=a.length;f<g;f++)e=!!b(a[f],f),c!==e&&d.push(a[f]);return d},map:function(a,c,d){var f,g,h=[],i=0,j=a.length,k=a instanceof e||j!==b&&typeof j=="number"&&(j>0&&a[0]&&a[j-1]||j===0||e.isArray(a));if(k)for(;i<j;i++)f=c(a[i],i,d),f!=null&&(h[h.length]=f);else for(g in a)f=c(a[g],g,d),f!=null&&(h[h.length]=f);return h.concat.apply([],h)},guid:1,proxy:function(a,c){if(typeof c=="string"){var d=a[c];c=a,a=d}if(!e.isFunction(a))return b;var f=F.call(arguments,2),g=function(){return a.apply(c,f.concat(F.call(arguments)))};g.guid=a.guid=a.guid||g.guid||e.guid++;return g},access:function(a,c,d,f,g,h,i){var j,k=d==null,l=0,m=a.length;if(d&&typeof d=="object"){for(l in d)e.access(a,c,l,d[l],1,h,f);g=1}else if(f!==b){j=i===b&&e.isFunction(f),k&&(j?(j=c,c=function(a,b,c){return j.call(e(a),c)}):(c.call(a,f),c=null));if(c)for(;l<m;l++)c(a[l],d,j?f.call(a[l],l,c(a[l],d)):f,i);g=1}return g?a:k?c.call(a):m?c(a[0],d):h},now:function(){return(new Date).getTime()},uaMatch:function(a){a=a.toLowerCase();var b=r.exec(a)||s.exec(a)||t.exec(a)||a.indexOf("compatible")<0&&u.exec(a)||[];return{browser:b[1]||"",version:b[2]||"0"}},sub:function(){function a(b,c){return new a.fn.init(b,c)}e.extend(!0,a,this),a.superclass=this,a.fn=a.prototype=this(),a.fn.constructor=a,a.sub=this.sub,a.fn.init=function(d,f){f&&f instanceof e&&!(f instanceof a)&&(f=a(f));return e.fn.init.call(this,d,f,b)},a.fn.init.prototype=a.fn;var b=a(c);return a},browser:{}}),e.each("Boolean Number String Function Array Date RegExp Object".split(" "),function(a,b){I["[object "+b+"]"]=b.toLowerCase()}),z=e.uaMatch(y),z.browser&&(e.browser[z.browser]=!0,e.browser.version=z.version),e.browser.webkit&&(e.browser.safari=!0),j.test(" ")&&(k=/^[\s\xA0]+/,l=/[\s\xA0]+$/),h=e(c),c.addEventListener?B=function(){c.removeEventListener("DOMContentLoaded",B,!1),e.ready()}:c.attachEvent&&(B=function(){c.readyState==="complete"&&(c.detachEvent("onreadystatechange",B),e.ready())});return e}(),g={};f.Callbacks=function(a){a=a?g[a]||h(a):{};var c=[],d=[],e,i,j,k,l,m,n=function(b){var d,e,g,h,i;for(d=0,e=b.length;d<e;d++)g=b[d],h=f.type(g),h==="array"?n(g):h==="function"&&(!a.unique||!p.has(g))&&c.push(g)},o=function(b,f){f=f||[],e=!a.memory||[b,f],i=!0,j=!0,m=k||0,k=0,l=c.length;for(;c&&m<l;m++)if(c[m].apply(b,f)===!1&&a.stopOnFalse){e=!0;break}j=!1,c&&(a.once?e===!0?p.disable():c=[]:d&&d.length&&(e=d.shift(),p.fireWith(e[0],e[1])))},p={add:function(){if(c){var a=c.length;n(arguments),j?l=c.length:e&&e!==!0&&(k=a,o(e[0],e[1]))}return this},remove:function(){if(c){var b=arguments,d=0,e=b.length;for(;d<e;d++)for(var f=0;f<c.length;f++)if(b[d]===c[f]){j&&f<=l&&(l--,f<=m&&m--),c.splice(f--,1);if(a.unique)break}}return this},has:function(a){if(c){var b=0,d=c.length;for(;b<d;b++)if(a===c[b])return!0}return!1},empty:function(){c=[];return this},disable:function(){c=d=e=b;return this},disabled:function(){return!c},lock:function(){d=b,(!e||e===!0)&&p.disable();return this},locked:function(){return!d},fireWith:function(b,c){d&&(j?a.once||d.push([b,c]):(!a.once||!e)&&o(b,c));return this},fire:function(){p.fireWith(this,arguments);return this},fired:function(){return!!i}};return p};var i=[].slice;f.extend({Deferred:function(a){var b=f.Callbacks("once memory"),c=f.Callbacks("once memory"),d=f.Callbacks("memory"),e="pending",g={resolve:b,reject:c,notify:d},h={done:b.add,fail:c.add,progress:d.add,state:function(){return e},isResolved:b.fired,isRejected:c.fired,then:function(a,b,c){i.done(a).fail(b).progress(c);return this},always:function(){i.done.apply(i,arguments).fail.apply(i,arguments);return this},pipe:function(a,b,c){return f.Deferred(function(d){f.each({done:[a,"resolve"],fail:[b,"reject"],progress:[c,"notify"]},function(a,b){var c=b[0],e=b[1],g;f.isFunction(c)?i[a](function(){g=c.apply(this,arguments),g&&f.isFunction(g.promise)?g.promise().then(d.resolve,d.reject,d.notify):d[e+"With"](this===i?d:this,[g])}):i[a](d[e])})}).promise()},promise:function(a){if(a==null)a=h;else for(var b in h)a[b]=h[b];return a}},i=h.promise({}),j;for(j in g)i[j]=g[j].fire,i[j+"With"]=g[j].fireWith;i.done(function(){e="resolved"},c.disable,d.lock).fail(function(){e="rejected"},b.disable,d.lock),a&&a.call(i,i);return i},when:function(a){function m(a){return function(b){e[a]=arguments.length>1?i.call(arguments,0):b,j.notifyWith(k,e)}}function l(a){return function(c){b[a]=arguments.length>1?i.call(arguments,0):c,--g||j.resolveWith(j,b)}}var b=i.call(arguments,0),c=0,d=b.length,e=Array(d),g=d,h=d,j=d<=1&&a&&f.isFunction(a.promise)?a:f.Deferred(),k=j.promise();if(d>1){for(;c<d;c++)b[c]&&b[c].promise&&f.isFunction(b[c].promise)?b[c].promise().then(l(c),j.reject,m(c)):--g;g||j.resolveWith(j,b)}else j!==a&&j.resolveWith(j,d?[a]:[]);return k}}),f.support=function(){var b,d,e,g,h,i,j,k,l,m,n,o,p=c.createElement("div"),q=c.documentElement;p.setAttribute("className","t"),p.innerHTML="   <link/><table></table><a href='/a' style='top:1px;float:left;opacity:.55;'>a</a><input type='checkbox'/>",d=p.getElementsByTagName("*"),e=p.getElementsByTagName("a")[0];if(!d||!d.length||!e)return{};g=c.createElement("select"),h=g.appendChild(c.createElement("option")),i=p.getElementsByTagName("input")[0],b={leadingWhitespace:p.firstChild.nodeType===3,tbody:!p.getElementsByTagName("tbody").length,htmlSerialize:!!p.getElementsByTagName("link").length,style:/top/.test(e.getAttribute("style")),hrefNormalized:e.getAttribute("href")==="/a",opacity:/^0.55/.test(e.style.opacity),cssFloat:!!e.style.cssFloat,checkOn:i.value==="on",optSelected:h.selected,getSetAttribute:p.className!=="t",enctype:!!c.createElement("form").enctype,html5Clone:c.createElement("nav").cloneNode(!0).outerHTML!=="<:nav></:nav>",submitBubbles:!0,changeBubbles:!0,focusinBubbles:!1,deleteExpando:!0,noCloneEvent:!0,inlineBlockNeedsLayout:!1,shrinkWrapBlocks:!1,reliableMarginRight:!0,pixelMargin:!0},f.boxModel=b.boxModel=c.compatMode==="CSS1Compat",i.checked=!0,b.noCloneChecked=i.cloneNode(!0).checked,g.disabled=!0,b.optDisabled=!h.disabled;try{delete p.test}catch(r){b.deleteExpando=!1}!p.addEventListener&&p.attachEvent&&p.fireEvent&&(p.attachEvent("onclick",function(){b.noCloneEvent=!1}),p.cloneNode(!0).fireEvent("onclick")),i=c.createElement("input"),i.value="t",i.setAttribute("type","radio"),b.radioValue=i.value==="t",i.setAttribute("checked","checked"),i.setAttribute("name","t"),p.appendChild(i),j=c.createDocumentFragment(),j.appendChild(p.lastChild),b.checkClone=j.cloneNode(!0).cloneNode(!0).lastChild.checked,b.appendChecked=i.checked,j.removeChild(i),j.appendChild(p);if(p.attachEvent)for(n in{submit:1,change:1,focusin:1})m="on"+n,o=m in p,o||(p.setAttribute(m,"return;"),o=typeof p[m]=="function"),b[n+"Bubbles"]=o;j.removeChild(p),j=g=h=p=i=null,f(function(){var d,e,g,h,i,j,l,m,n,q,r,s,t,u=c.getElementsByTagName("body")[0];!u||(m=1,t="padding:0;margin:0;border:",r="position:absolute;top:0;left:0;width:1px;height:1px;",s=t+"0;visibility:hidden;",n="style='"+r+t+"5px solid #000;",q="<div "+n+"display:block;'><div style='"+t+"0;display:block;overflow:hidden;'></div></div>"+"<table "+n+"' cellpadding='0' cellspacing='0'>"+"<tr><td></td></tr></table>",d=c.createElement("div"),d.style.cssText=s+"width:0;height:0;position:static;top:0;margin-top:"+m+"px",u.insertBefore(d,u.firstChild),p=c.createElement("div"),d.appendChild(p),p.innerHTML="<table><tr><td style='"+t+"0;display:none'></td><td>t</td></tr></table>",k=p.getElementsByTagName("td"),o=k[0].offsetHeight===0,k[0].style.display="",k[1].style.display="none",b.reliableHiddenOffsets=o&&k[0].offsetHeight===0,a.getComputedStyle&&(p.innerHTML="",l=c.createElement("div"),l.style.width="0",l.style.marginRight="0",p.style.width="2px",p.appendChild(l),b.reliableMarginRight=(parseInt((a.getComputedStyle(l,null)||{marginRight:0}).marginRight,10)||0)===0),typeof p.style.zoom!="undefined"&&(p.innerHTML="",p.style.width=p.style.padding="1px",p.style.border=0,p.style.overflow="hidden",p.style.display="inline",p.style.zoom=1,b.inlineBlockNeedsLayout=p.offsetWidth===3,p.style.display="block",p.style.overflow="visible",p.innerHTML="<div style='width:5px;'></div>",b.shrinkWrapBlocks=p.offsetWidth!==3),p.style.cssText=r+s,p.innerHTML=q,e=p.firstChild,g=e.firstChild,i=e.nextSibling.firstChild.firstChild,j={doesNotAddBorder:g.offsetTop!==5,doesAddBorderForTableAndCells:i.offsetTop===5},g.style.position="fixed",g.style.top="20px",j.fixedPosition=g.offsetTop===20||g.offsetTop===15,g.style.position=g.style.top="",e.style.overflow="hidden",e.style.position="relative",j.subtractsBorderForOverflowNotVisible=g.offsetTop===-5,j.doesNotIncludeMarginInBodyOffset=u.offsetTop!==m,a.getComputedStyle&&(p.style.marginTop="1%",b.pixelMargin=(a.getComputedStyle(p,null)||{marginTop:0}).marginTop!=="1%"),typeof d.style.zoom!="undefined"&&(d.style.zoom=1),u.removeChild(d),l=p=d=null,f.extend(b,j))});return b}();var j=/^(?:\{.*\}|\[.*\])$/,k=/([A-Z])/g;f.extend({cache:{},uuid:0,expando:"jQuery"+(f.fn.jquery+Math.random()).replace(/\D/g,""),noData:{embed:!0,object:"clsid:D27CDB6E-AE6D-11cf-96B8-444553540000",applet:!0},hasData:function(a){a=a.nodeType?f.cache[a[f.expando]]:a[f.expando];return!!a&&!m(a)},data:function(a,c,d,e){if(!!f.acceptData(a)){var g,h,i,j=f.expando,k=typeof c=="string",l=a.nodeType,m=l?f.cache:a,n=l?a[j]:a[j]&&j,o=c==="events";if((!n||!m[n]||!o&&!e&&!m[n].data)&&k&&d===b)return;n||(l?a[j]=n=++f.uuid:n=j),m[n]||(m[n]={},l||(m[n].toJSON=f.noop));if(typeof c=="object"||typeof c=="function")e?m[n]=f.extend(m[n],c):m[n].data=f.extend(m[n].data,c);g=h=m[n],e||(h.data||(h.data={}),h=h.data),d!==b&&(h[f.camelCase(c)]=d);if(o&&!h[c])return g.events;k?(i=h[c],i==null&&(i=h[f.camelCase(c)])):i=h;return i}},removeData:function(a,b,c){if(!!f.acceptData(a)){var d,e,g,h=f.expando,i=a.nodeType,j=i?f.cache:a,k=i?a[h]:h;if(!j[k])return;if(b){d=c?j[k]:j[k].data;if(d){f.isArray(b)||(b in d?b=[b]:(b=f.camelCase(b),b in d?b=[b]:b=b.split(" ")));for(e=0,g=b.length;e<g;e++)delete d[b[e]];if(!(c?m:f.isEmptyObject)(d))return}}if(!c){delete j[k].data;if(!m(j[k]))return}f.support.deleteExpando||!j.setInterval?delete j[k]:j[k]=null,i&&(f.support.deleteExpando?delete a[h]:a.removeAttribute?a.removeAttribute(h):a[h]=null)}},_data:function(a,b,c){return f.data(a,b,c,!0)},acceptData:function(a){if(a.nodeName){var b=f.noData[a.nodeName.toLowerCase()];if(b)return b!==!0&&a.getAttribute("classid")===b}return!0}}),f.fn.extend({data:function(a,c){var d,e,g,h,i,j=this[0],k=0,m=null;if(a===b){if(this.length){m=f.data(j);if(j.nodeType===1&&!f._data(j,"parsedAttrs")){g=j.attributes;for(i=g.length;k<i;k++)h=g[k].name,h.indexOf("data-")===0&&(h=f.camelCase(h.substring(5)),l(j,h,m[h]));f._data(j,"parsedAttrs",!0)}}return m}if(typeof a=="object")return this.each(function(){f.data(this,a)});d=a.split(".",2),d[1]=d[1]?"."+d[1]:"",e=d[1]+"!";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c){if(c===b){m=this.triggerHandler("getData"+e,[d[0]]),m===b&&j&&(m=f.data(j,a),m=l(j,a,m));return m===b&&d[1]?this.data(d[0]):m}d[1]=c,this.each(function(){var b=f(this);b.triggerHandler("setData"+e,d),f.data(this,a,c),b.triggerHandler("changeData"+e,d)})},null,c,arguments.length>1,null,!1)},removeData: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removeData(this,a)})}}),f.extend({_mark:function(a,b){a&&(b=(b||"fx")+"mark",f._data(a,b,(f._data(a,b)||0)+1))},_unmark:function(a,b,c){a!==!0&&(c=b,b=a,a=!1);if(b){c=c||"fx";var d=c+"mark",e=a?0:(f._data(b,d)||1)-1;e?f._data(b,d,e):(f.removeData(b,d,!0),n(b,c,"mark"))}},queue:function(a,b,c){var d;if(a){b=(b||"fx")+"queue",d=f._data(a,b),c&&(!d||f.isArray(c)?d=f._data(a,b,f.makeArray(c)):d.push(c));return d||[]}},dequeue:function(a,b){b=b||"fx";var c=f.queue(a,b),d=c.shift(),e={};d==="inprogress"&&(d=c.shift()),d&&(b==="fx"&&c.unshift("inprogress"),f._data(a,b+".run",e),d.call(a,function(){f.dequeue(a,b)},e)),c.length||(f.removeData(a,b+"queue "+b+".run",!0),n(a,b,"queue"))}}),f.fn.extend({queue:function(a,c){var d=2;typeof a!="string"&&(c=a,a="fx",d--);if(arguments.length<d)return f.queue(this[0],a);return c===b?this:this.each(function(){var b=f.queue(this,a,c);a==="fx"&&b[0]!=="inprogress"&&f.dequeue(this,a)})},dequeue: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dequeue(this,a)})},delay:function(a,b){a=f.fx?f.fx.speeds[a]||a:a,b=b||"fx";return this.queue(b,function(b,c){var d=setTimeout(b,a);c.stop=function(){clearTimeout(d)}})},clearQueue:function(a){return this.queue(a||"fx",[])},promise:function(a,c){function m(){--h||d.resolveWith(e,[e])}typeof a!="string"&&(c=a,a=b),a=a||"fx";var d=f.Deferred(),e=this,g=e.length,h=1,i=a+"defer",j=a+"queue",k=a+"mark",l;while(g--)if(l=f.data(e[g],i,b,!0)||(f.data(e[g],j,b,!0)||f.data(e[g],k,b,!0))&&f.data(e[g],i,f.Callbacks("once memory"),!0))h++,l.add(m);m();return d.promise(c)}});var o=/[\n\t\r]/g,p=/\s+/,q=/\r/g,r=/^(?:button|input)$/i,s=/^(?:button|input|object|select|textarea)$/i,t=/^a(?:rea)?$/i,u=/^(?:autofocus|autoplay|async|checked|controls|defer|disabled|hidden|loop|multiple|open|readonly|required|scoped|selected)$/i,v=f.support.getSetAttribute,w,x,y;f.fn.extend({attr:function(a,b){return f.access(this,f.attr,a,b,arguments.length>1)},removeAttr: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f.removeAttr(this,a)})},prop:function(a,b){return f.access(this,f.prop,a,b,arguments.length>1)},removeProp:function(a){a=f.propFix[a]||a;return this.each(function(){try{this[a]=b,delete this[a]}catch(c){}})},addClass:function(a){var b,c,d,e,g,h,i;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addClass(a.call(this,b,this.className))});if(a&&typeof a=="string"){b=a.split(p);for(c=0,d=this.length;c<d;c++){e=this[c];if(e.nodeType===1)if(!e.className&&b.length===1)e.className=a;else{g=" "+e.className+" ";for(h=0,i=b.length;h<i;h++)~g.indexOf(" "+b[h]+" ")||(g+=b[h]+" ");e.className=f.trim(g)}}}return this},removeClass:function(a){var c,d,e,g,h,i,j;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removeClass(a.call(this,b,this.className))});if(a&&typeof a=="string"||a===b){c=(a||"").split(p);for(d=0,e=this.length;d<e;d++){g=this[d];if(g.nodeType===1&&g.className)if(a){h=(" "+g.className+" ").replace(o," ");for(i=0,j=c.length;i<j;i++)h=h.replace(" "+c[i]+" "," ");g.className=f.trim(h)}else g.className=""}}return this},toggleClass:function(a,b){var c=typeof a,d=typeof b=="boolean";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c){f(this).toggleClass(a.call(this,c,this.className,b),b)});return this.each(function(){if(c==="string"){var e,g=0,h=f(this),i=b,j=a.split(p);while(e=j[g++])i=d?i:!h.hasClass(e),h[i?"addClass":"removeClass"](e)}else if(c==="undefined"||c==="boolean")this.className&&f._data(this,"__className__",this.className),this.className=this.className||a===!1?"":f._data(this,"__className__")||""})},hasClass:function(a){var b=" "+a+" ",c=0,d=this.length;for(;c<d;c++)if(this[c].nodeType===1&&(" "+this[c].className+" ").replace(o," ").indexOf(b)>-1)return!0;return!1},val:function(a){var c,d,e,g=this[0];{if(!!arguments.length){e=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d){var g=f(this),h;if(this.nodeType===1){e?h=a.call(this,d,g.val()):h=a,h==null?h="":typeof h=="number"?h+="":f.isArray(h)&&(h=f.map(h,function(a){return a==null?"":a+""})),c=f.valHooks[this.type]||f.valHooks[this.nodeName.toLowerCase()];if(!c||!("set"in c)||c.set(this,h,"value")===b)this.value=h}})}if(g){c=f.valHooks[g.type]||f.valHooks[g.nodeName.toLowerCase()];if(c&&"get"in c&&(d=c.get(g,"value"))!==b)return d;d=g.value;return typeof d=="string"?d.replace(q,""):d==null?"":d}}}}),f.extend({valHooks:{option:{get:function(a){var b=a.attributes.value;return!b||b.specified?a.value:a.text}},select:{get:function(a){var b,c,d,e,g=a.selectedIndex,h=[],i=a.options,j=a.type==="select-one";if(g<0)return null;c=j?g:0,d=j?g+1:i.length;for(;c<d;c++){e=i[c];if(e.selected&&(f.support.optDisabled?!e.disabled:e.getAttribute("disabled")===null)&&(!e.parentNode.disabled||!f.nodeName(e.parentNode,"optgroup"))){b=f(e).val();if(j)return b;h.push(b)}}if(j&&!h.length&&i.length)return f(i[g]).val();return h},set:function(a,b){var c=f.makeArray(b);f(a).find("option").each(function(){this.selected=f.inArray(f(this).val(),c)>=0}),c.length||(a.selectedIndex=-1);return c}}},attrFn:{val:!0,css:!0,html:!0,text:!0,data:!0,width:!0,height:!0,offset:!0},attr:function(a,c,d,e){var g,h,i,j=a.nodeType;if(!!a&&j!==3&&j!==8&&j!==2){if(e&&c in f.attrFn)return f(a)[c](d);if(typeof a.getAttribute=="undefined")return f.prop(a,c,d);i=j!==1||!f.isXMLDoc(a),i&&(c=c.toLowerCase(),h=f.attrHooks[c]||(u.test(c)?x:w));if(d!==b){if(d===null){f.removeAttr(a,c);return}if(h&&"set"in h&&i&&(g=h.set(a,d,c))!==b)return g;a.setAttribute(c,""+d);return d}if(h&&"get"in h&&i&&(g=h.get(a,c))!==null)return g;g=a.getAttribute(c);return g===null?b:g}},removeAttr:function(a,b){var c,d,e,g,h,i=0;if(b&&a.nodeType===1){d=b.toLowerCase().split(p),g=d.length;for(;i<g;i++)e=d[i],e&&(c=f.propFix[e]||e,h=u.test(e),h||f.attr(a,e,""),a.removeAttribute(v?e:c),h&&c in a&&(a[c]=!1))}},attrHooks:{type:{set:function(a,b){if(r.test(a.nodeName)&&a.parentNode)f.error("type property can't be changed");else if(!f.support.radioValue&&b==="radio"&&f.nodeName(a,"input")){var c=a.value;a.setAttribute("type",b),c&&(a.value=c);return b}}},value:{get:function(a,b){if(w&&f.nodeName(a,"button"))return w.get(a,b);return b in a?a.value:null},set:function(a,b,c){if(w&&f.nodeName(a,"button"))return w.set(a,b,c);a.value=b}}},propFix:{tabindex:"tabIndex",readonly:"readOnly","for":"htmlFor","class":"className",maxlength:"maxLength",cellspacing:"cellSpacing",cellpadding:"cellPadding",rowspan:"rowSpan",colspan:"colSpan",usemap:"useMap",frameborder:"frameBorder",contenteditable:"contentEditable"},prop:function(a,c,d){var e,g,h,i=a.nodeType;if(!!a&&i!==3&&i!==8&&i!==2){h=i!==1||!f.isXMLDoc(a),h&&(c=f.propFix[c]||c,g=f.propHooks[c]);return d!==b?g&&"set"in g&&(e=g.set(a,d,c))!==b?e:a[c]=d:g&&"get"in g&&(e=g.get(a,c))!==null?e:a[c]}},propHooks:{tabIndex:{get:function(a){var c=a.getAttributeNode("tabindex");return c&&c.specified?parseInt(c.value,10):s.test(a.nodeName)||t.test(a.nodeName)&&a.href?0:b}}}}),f.attrHooks.tabindex=f.propHooks.tabIndex,x={get:function(a,c){var d,e=f.prop(a,c);return e===!0||typeof e!="boolean"&&(d=a.getAttributeNode(c))&&d.nodeValue!==!1?c.toLowerCase():b},set:function(a,b,c){var d;b===!1?f.removeAttr(a,c):(d=f.propFix[c]||c,d in a&&(a[d]=!0),a.setAttribute(c,c.toLowerCase()));return c}},v||(y={name:!0,id:!0,coords:!0},w=f.valHooks.button={get:function(a,c){var d;d=a.getAttributeNode(c);return d&&(y[c]?d.nodeValue!=="":d.specified)?d.nodeValue:b},set:function(a,b,d){var e=a.getAttributeNode(d);e||(e=c.createAttribute(d),a.setAttributeNode(e));return e.nodeValue=b+""}},f.attrHooks.tabindex.set=w.set,f.each(["width","height"],function(a,b){f.attrHooks[b]=f.extend(f.attrHooks[b],{set:function(a,c){if(c===""){a.setAttribute(b,"auto");return c}}})}),f.attrHooks.contenteditable={get:w.get,set:function(a,b,c){b===""&&(b="false"),w.set(a,b,c)}}),f.support.hrefNormalized||f.each(["href","src","width","height"],function(a,c){f.attrHooks[c]=f.extend(f.attrHooks[c],{get:function(a){var d=a.getAttribute(c,2);return d===null?b:d}})}),f.support.style||(f.attrHooks.style={get:function(a){return a.style.cssText.toLowerCase()||b},set:function(a,b){return a.style.cssText=""+b}}),f.support.optSelected||(f.propHooks.selected=f.extend(f.propHooks.selected,{get:function(a){var b=a.parentNode;b&&(b.selectedIndex,b.parentNode&&b.parentNode.selectedIndex);return null}})),f.support.enctype||(f.propFix.enctype="encoding"),f.support.checkOn||f.each(["radio","checkbox"],function(){f.valHooks[this]={get: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value")===null?"on":a.value}}}),f.each(["radio","checkbox"],function(){f.valHooks[this]=f.extend(f.valHooks[this],{set:function(a,b){if(f.isArray(b))return a.checked=f.inArray(f(a).val(),b)>=0}})});var z=/^(?:textarea|input|select)$/i,A=/^([^\.]*)?(?:\.(.+))?$/,B=/(?:^|\s)hover(\.\S+)?\b/,C=/^key/,D=/^(?:mouse|contextmenu)|click/,E=/^(?:focusinfocus|focusoutblur)$/,F=/^(\w*)(?:#([\w\-]+))?(?:\.([\w\-]+))?$/,G=function(

a){var b=F.exec(a);b&&(b[1]=(b[1]||"").toLowerCase(),b[3]=b[3]&&new RegExp("(?:^|\\s)"+b[3]+"(?:\\s|$)"));return b},H=function(a,b){var c=a.attributes||{};return(!b[1]||a.nodeName.toLowerCase()===b[1])&&(!b[2]||(c.id||{}).value===b[2])&&(!b[3]||b[3].test((c["class"]||{}).value))},I=function(a){return f.event.special.hover?a:a.replace(B,"mouseenter$1 mouseleave$1")};f.event={add:function(a,c,d,e,g){var h,i,j,k,l,m,n,o,p,q,r,s;if(!(a.nodeType===3||a.nodeType===8||!c||!d||!(h=f._data(a)))){d.handler&&(p=d,d=p.handler,g=p.selector),d.guid||(d.guid=f.guid++),j=h.events,j||(h.events=j={}),i=h.handle,i||(h.handle=i=function(a){return typeof f!="undefined"&&(!a||f.event.triggered!==a.type)?f.event.dispatch.apply(i.elem,arguments):b},i.elem=a),c=f.trim(I(c)).split(" ");for(k=0;k<c.length;k++){l=A.exec(c[k])||[],m=l[1],n=(l[2]||"").split(".").sort(),s=f.event.special[m]||{},m=(g?s.delegateType:s.bindType)||m,s=f.event.special[m]||{},o=f.extend({type:m,origType:l[1],data:e,handler:d,guid:d.guid,selector:g,quick:g&&G(g),namespace:n.join(".")},p),r=j[m];if(!r){r=j[m]=[],r.delegateCount=0;if(!s.setup||s.setup.call(a,e,n,i)===!1)a.addEventListener?a.addEventListener(m,i,!1):a.attachEvent&&a.attachEvent("on"+m,i)}s.add&&(s.add.call(a,o),o.handler.guid||(o.handler.guid=d.guid)),g?r.splice(r.delegateCount++,0,o):r.push(o),f.event.global[m]=!0}a=null}},global:{},remove:function(a,b,c,d,e){var g=f.hasData(a)&&f._data(a),h,i,j,k,l,m,n,o,p,q,r,s;if(!!g&&!!(o=g.events)){b=f.trim(I(b||"")).split(" ");for(h=0;h<b.length;h++){i=A.exec(b[h])||[],j=k=i[1],l=i[2];if(!j){for(j in o)f.event.remove(a,j+b[h],c,d,!0);continue}p=f.event.special[j]||{},j=(d?p.delegateType:p.bindType)||j,r=o[j]||[],m=r.length,l=l?new RegExp("(^|\\.)"+l.split(".").sort().join("\\.(?:.*\\.)?")+"(\\.|$)"):null;for(n=0;n<r.length;n++)s=r[n],(e||k===s.origType)&&(!c||c.guid===s.guid)&&(!l||l.test(s.namespace))&&(!d||d===s.selector||d==="**"&&s.selector)&&(r.splice(n--,1),s.selector&&r.delegateCount--,p.remove&&p.remove.call(a,s));r.length===0&&m!==r.length&&((!p.teardown||p.teardown.call(a,l)===!1)&&f.removeEvent(a,j,g.handle),delete o[j])}f.isEmptyObject(o)&&(q=g.handle,q&&(q.elem=null),f.removeData(a,["events","handle"],!0))}},customEvent:{getData:!0,setData:!0,changeData:!0},trigger:function(c,d,e,g){if(!e||e.nodeType!==3&&e.nodeType!==8){var h=c.type||c,i=[],j,k,l,m,n,o,p,q,r,s;if(E.test(h+f.event.triggered))return;h.indexOf("!")>=0&&(h=h.slice(0,-1),k=!0),h.indexOf(".")>=0&&(i=h.split("."),h=i.shift(),i.sort());if((!e||f.event.customEvent[h])&&!f.event.global[h])return;c=typeof c=="object"?c[f.expando]?c:new f.Event(h,c):new f.Event(h),c.type=h,c.isTrigger=!0,c.exclusive=k,c.namespace=i.join("."),c.namespace_re=c.namespace?new RegExp("(^|\\.)"+i.join("\\.(?:.*\\.)?")+"(\\.|$)"):null,o=h.indexOf(":")<0?"on"+h:"";if(!e){j=f.cache;for(l in j)j[l].events&&j[l].events[h]&&f.event.trigger(c,d,j[l].handle.elem,!0);return}c.result=b,c.target||(c.target=e),d=d!=null?f.makeArray(d):[],d.unshift(c),p=f.event.special[h]||{};if(p.trigger&&p.trigger.apply(e,d)===!1)return;r=[[e,p.bindType||h]];if(!g&&!p.noBubble&&!f.isWindow(e)){s=p.delegateType||h,m=E.test(s+h)?e:e.parentNode,n=null;for(;m;m=m.parentNode)r.push([m,s]),n=m;n&&n===e.ownerDocument&&r.push([n.defaultView||n.parentWindow||a,s])}for(l=0;l<r.length&&!c.isPropagationStopped();l++)m=r[l][0],c.type=r[l][1],q=(f._data(m,"events")||{})[c.type]&&f._data(m,"handle"),q&&q.apply(m,d),q=o&&m[o],q&&f.acceptData(m)&&q.apply(m,d)===!1&&c.preventDefault();c.type=h,!g&&!c.isDefaultPrevented()&&(!p._default||p._default.apply(e.ownerDocument,d)===!1)&&(h!=="click"||!f.nodeName(e,"a"))&&f.acceptData(e)&&o&&e[h]&&(h!=="focus"&&h!=="blur"||c.target.offsetWidth!==0)&&!f.isWindow(e)&&(n=e[o],n&&(e[o]=null),f.event.triggered=h,e[h](),f.event.triggered=b,n&&(e[o]=n));return c.result}},dispatch:function(c){c=f.event.fix(c||a.event);var d=(f._data(this,"events")||{})[c.type]||[],e=d.delegateCount,g=[].slice.call(arguments,0),h=!c.exclusive&&!c.namespace,i=f.event.special[c.type]||{},j=[],k,l,m,n,o,p,q,r,s,t,u;g[0]=c,c.delegateTarget=this;if(!i.preDispatch||i.preDispatch.call(this,c)!==!1){if(e&&(!c.button||c.type!=="click")){n=f(this),n.context=this.ownerDocument||this;for(m=c.target;m!=this;m=m.parentNode||this)if(m.disabled!==!0){p={},r=[],n[0]=m;for(k=0;k<e;k++)s=d[k],t=s.selector,p[t]===b&&(p[t]=s.quick?H(m,s.quick):n.is(t)),p[t]&&r.push(s);r.length&&j.push({elem:m,matches:r})}}d.length>e&&j.push({elem:this,matches:d.slice(e)});for(k=0;k<j.length&&!c.isPropagationStopped();k++){q=j[k],c.currentTarget=q.elem;for(l=0;l<q.matches.length&&!c.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l++){s=q.matches[l];if(h||!c.namespace&&!s.namespace||c.namespace_re&&c.namespace_re.test(s.namespace))c.data=s.data,c.handleObj=s,o=((f.event.special[s.origType]||{}).handle||s.handler).apply(q.elem,g),o!==b&&(c.result=o,o===!1&&(c.preventDefault(),c.stopPropagation()))}}i.postDispatch&&i.postDispatch.call(this,c);return c.result}},props:"attrChange attrName relatedNode srcElement altKey bubbles cancelable ctrlKey currentTarget eventPhase metaKey relatedTarget shiftKey target timeStamp view which".split(" "),fixHooks:{},keyHooks:{props:"char charCode key keyCode".split(" "),filter:function(a,b){a.which==null&&(a.which=b.charCode!=null?b.charCode:b.keyCode);return a}},mouseHooks:{props:"button buttons clientX clientY fromElement offsetX offsetY pageX pageY screenX screenY toElement".split(" "),filter:function(a,d){var e,f,g,h=d.button,i=d.fromElement;a.pageX==null&&d.clientX!=null&&(e=a.target.ownerDocument||c,f=e.documentElement,g=e.body,a.pageX=d.clientX+(f&&f.scrollLeft||g&&g.scrollLeft||0)-(f&&f.clientLeft||g&&g.clientLeft||0),a.pageY=d.clientY+(f&&f.scrollTop||g&&g.scrollTop||0)-(f&&f.clientTop||g&&g.clientTop||0)),!a.relatedTarget&&i&&(a.relatedTarget=i===a.target?d.toElement:i),!a.which&&h!==b&&(a.which=h&1?1:h&2?3:h&4?2:0);return a}},fix:function(a){if(a[f.expando])return a;var d,e,g=a,h=f.event.fixHooks[a.type]||{},i=h.props?this.props.concat(h.props):this.props;a=f.Event(g);for(d=i.length;d;)e=i[--d],a[e]=g[e];a.target||(a.target=g.srcElement||c),a.target.nodeType===3&&(a.target=a.target.parentNode),a.metaKey===b&&(a.metaKey=a.ctrlKey);return h.filter?h.filter(a,g):a},special:{ready:{setup:f.bindReady},load:{noBubble:!0},focus:{delegateType:"focusin"},blur:{delegateType:"focusout"},beforeunload:{setup:function(a,b,c){f.isWindow(this)&&(this.onbeforeunload=c)},teardown:function(a,b){this.onbeforeunload===b&&(this.onbeforeunload=null)}}},simulate:function(a,b,c,d){var e=f.extend(new f.Event,c,{type:a,isSimulated:!0,originalEvent:{}});d?f.event.trigger(e,null,b):f.event.dispatch.call(b,e),e.isDefaultPrevented()&&c.preventDefault()}},f.event.handle=f.event.dispatch,f.removeEvent=c.removeEventListener?function(a,b,c){a.removeEventListener&&a.removeEventListener(b,c,!1)}:function(a,b,c){a.detachEvent&&a.detachEvent("on"+b,c)},f.Event=function(a,b){if(!(this instanceof f.Event))return new f.Event(a,b);a&&a.type?(this.originalEvent=a,this.type=a.type,this.isDefaultPrevented=a.defaultPrevented||a.returnValue===!1||a.getPreventDefault&&a.getPreventDefault()?K:J):this.type=a,b&&f.extend(this,b),this.timeStamp=a&&a.timeStamp||f.now(),this[f.expando]=!0},f.Event.prototype={preventDefault:function(){this.isDefaultPrevented=K;var a=this.originalEvent;!a||(a.preventDefault?a.preventDefault():a.returnValue=!1)},stopPropagation:function(){this.isPropagationStopped=K;var a=this.originalEvent;!a||(a.stopPropagation&&a.stopPropagation(),a.cancelBubble=!0)},stopImmediatePropagation:function(){this.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K,this.stopPropagation()},isDefaultPrevented:J,isPropagationStopped:J,isImmediatePropagationStopped:J},f.each({mouseenter:"mouseover",mouseleave:"mouseout"},function(a,b){f.event.special[a]={delegateType:b,bindType:b,handle:function(a){var c=this,d=a.relatedTarget,e=a.handleObj,g=e.selector,h;if(!d||d!==c&&!f.contains(c,d))a.type=e.origType,h=e.handler.apply(this,arguments),a.type=b;return h}}}),f.support.submitBubbles||(f.event.special.submit={setup:function(){if(f.nodeName(this,"form"))return!1;f.event.add(this,"click._submit keypress._submit",function(a){var c=a.target,d=f.nodeName(c,"input")||f.nodeName(c,"button")?c.form:b;d&&!d._submit_attached&&(f.event.add(d,"submit._submit",function(a){a._submit_bubble=!0}),d._submit_attached=!0)})},postDispatch:function(a){a._submit_bubble&&(delete a._submit_bubble,this.parentNode&&!a.isTrigger&&f.event.simulate("submit",this.parentNode,a,!0))},teardown:function(){if(f.nodeName(this,"form"))return!1;f.event.remove(this,"._submit")}}),f.support.changeBubbles||(f.event.special.change={setup:function(){if(z.test(this.nodeName)){if(this.type==="checkbox"||this.type==="radio")f.event.add(this,"propertychange._change",function(a){a.originalEvent.propertyName==="checked"&&(this._just_changed=!0)}),f.event.add(this,"click._change",function(a){this._just_changed&&!a.isTrigger&&(this._just_changed=!1,f.event.simulate("change",this,a,!0))});return!1}f.event.add(this,"beforeactivate._change",function(a){var b=a.target;z.test(b.nodeName)&&!b._change_attached&&(f.event.add(b,"change._change",function(a){this.parentNode&&!a.isSimulated&&!a.isTrigger&&f.event.simulate("change",this.parentNode,a,!0)}),b._change_attached=!0)})},handle:function(a){var b=a.target;if(this!==b||a.isSimulated||a.isTrigger||b.type!=="radio"&&b.type!=="checkbox")return a.handleObj.handler.apply(this,arguments)},teardown:function(){f.event.remove(this,"._change");return z.test(this.nodeName)}}),f.support.focusinBubbles||f.each({focus:"focusin",blur:"focusout"},function(a,b){var d=0,e=function(a){f.event.simulate(b,a.target,f.event.fix(a),!0)};f.event.special[b]={setup:function(){d++===0&&c.addEventListener(a,e,!0)},teardown:function(){--d===0&&c.removeEventListener(a,e,!0)}}}),f.fn.extend({on:function(a,c,d,e,g){var h,i;if(typeof a=="object"){typeof c!="string"&&(d=d||c,c=b);for(i in a)this.on(i,c,d,a[i],g);return this}d==null&&e==null?(e=c,d=c=b):e==null&&(typeof c=="string"?(e=d,d=b):(e=d,d=c,c=b));if(e===!1)e=J;else if(!e)return this;g===1&&(h=e,e=function(a){f().off(a);return h.apply(this,arguments)},e.guid=h.guid||(h.guid=f.guid++));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add(this,a,e,d,c)})},one:function(a,b,c,d){return this.on(a,b,c,d,1)},off:function(a,c,d){if(a&&a.preventDefault&&a.handleObj){var e=a.handleObj;f(a.delegateTarget).off(e.namespace?e.origType+"."+e.namespace:e.origType,e.selector,e.handler);return this}if(typeof a=="object"){for(var g in a)this.off(g,c,a[g]);return this}if(c===!1||typeof c=="function")d=c,c=b;d===!1&&(d=J);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remove(this,a,d,c)})},bind:function(a,b,c){return this.on(a,null,b,c)},unbind:function(a,b){return this.off(a,null,b)},live:function(a,b,c){f(this.context).on(a,this.selector,b,c);return this},die:function(a,b){f(this.context).off(a,this.selector||"**",b);return this},delegate:function(a,b,c,d){return this.on(b,a,c,d)},undelegate:function(a,b,c){return arguments.length==1?this.off(a,"**"):this.off(b,a,c)},trigger:function(a,b){return this.each(function(){f.event.trigger(a,b,this)})},triggerHandler:function(a,b){if(this[0])return f.event.trigger(a,b,this[0],!0)},toggle:function(a){var b=arguments,c=a.guid||f.guid++,d=0,e=function(c){var e=(f._data(this,"lastToggle"+a.guid)||0)%d;f._data(this,"lastToggle"+a.guid,e+1),c.preventDefault();return b[e].apply(this,arguments)||!1};e.guid=c;while(d<b.length)b[d++].guid=c;return this.click(e)},hover:function(a,b){return this.mouseenter(a).mouseleave(b||a)}}),f.each("blur focus focusin focusout load resize scroll unload click dblclick mousedown mouseup mousemove mouseover mouseout mouseenter mouseleave change select submit keydown keypress keyup error contextmenu".split(" "),function(a,b){f.fn[b]=function(a,c){c==null&&(c=a,a=null);return arguments.length>0?this.on(b,null,a,c):this.trigger(b)},f.attrFn&&(f.attrFn[b]=!0),C.test(b)&&(f.event.fixHooks[b]=f.event.keyHooks),D.test(b)&&(f.event.fixHooks[b]=f.event.mouseHooks)}),function(){function x(a,b,c,e,f,g){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e[h];if(j){var k=!1;j=j[a];while(j){if(j[d]===c){k=e[j.sizset];break}if(j.nodeType===1){g||(j[d]=c,j.sizset=h);if(typeof b!="string"){if(j===b){k=!0;break}}else if(m.filter(b,[j]).length>0){k=j;break}}j=j[a]}e[h]=k}}}function w(a,b,c,e,f,g){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e[h];if(j){var k=!1;j=j[a];while(j){if(j[d]===c){k=e[j.sizset];break}j.nodeType===1&&!g&&(j[d]=c,j.sizset=h);if(j.nodeName.toLowerCase()===b){k=j;break}j=j[a]}e[h]=k}}}var a=/((?:\((?:\([^()]+\)|[^()]+)+\)|\[(?:\[[^\[\]]*\]|['"][^'"]*['"]|[^\[\]'"]+)+\]|\\.|[^ >+~,(\[\\]+)+|[>+~])(\s*,\s*)?((?:.|\r|\n)*)/g,d="sizcache"+(Math.random()+"").replace(".",""),e=0,g=Object.prototype.toString,h=!1,i=!0,j=/\\/g,k=/\r\n/g,l=/\W/;[0,0].sort(function(){i=!1;return 0});var m=function(b,d,e,f){e=e||[],d=d||c;var h=d;if(d.nodeType!==1&&d.nodeType!==9)return[];if(!b||typeof b!="string")return e;var i,j,k,l,n,q,r,t,u=!0,v=m.isXML(d),w=[],x=b;do{a.exec(""),i=a.exec(x);if(i){x=i[3],w.push(i[1]);if(i[2]){l=i[3];break}}}while(i);if(w.length>1&&p.exec(b))if(w.length===2&&o.relative[w[0]])j=y(w[0]+w[1],d,f);else{j=o.relative[w[0]]?[d]:m(w.shift(),d);while(w.length)b=w.shift(),o.relative[b]&&(b+=w.shift()),j=y(b,j,f)}else{!f&&w.length>1&&d.nodeType===9&&!v&&o.match.ID.test(w[0])&&!o.match.ID.test(w[w.length-1])&&(n=m.find(w.shift(),d,v),d=n.expr?m.filter(n.expr,n.set)[0]:n.set[0]);if(d){n=f?{expr:w.pop(),set:s(f)}:m.find(w.pop(),w.length===1&&(w[0]==="~"||w[0]==="+")&&d.parentNode?d.parentNode:d,v),j=n.expr?m.filter(n.expr,n.set):n.set,w.length>0?k=s(j):u=!1;while(w.length)q=w.pop(),r=q,o.relative[q]?r=w.pop():q="",r==null&&(r=d),o.relative[q](k,r,v)}else k=w=[]}k||(k=j),k||m.error(q||b);if(g.call(k)==="[object Array]")if(!u)e.push.apply(e,k);else if(d&&d.nodeType===1)for(t=0;k[t]!=null;t++)k[t]&&(k[t]===!0||k[t].nodeType===1&&m.contains(d,k[t]))&&e.push(j[t]);else for(t=0;k[t]!=null;t++)k[t]&&k[t].nodeType===1&&e.push(j[t]);else s(k,e);l&&(m(l,h,e,f),m.uniqueSort(e));return e};m.uniqueSort=function(a){if(u){h=i,a.sort(u);if(h)for(var b=1;b<a.length;b++)a[b]===a[b-1]&&a.splice(b--,1)}return a},m.matches=function(a,b){return m(a,null,null,b)},m.matchesSelector=function(a,b){return m(b,null,null,[a]).length>0},m.find=function(a,b,c){var d,e,f,g,h,i;if(!a)return[];for(e=0,f=o.order.length;e<f;e++){h=o.order[e];if(g=o.leftMatch[h].exec(a)){i=g[1],g.splice(1,1);if(i.substr(i.length-1)!=="\\"){g[1]=(g[1]||"").replace(j,""),d=o.find[h](g,b,c);if(d!=null){a=a.replace(o.match[h],"");break}}}}d||(d=typeof b.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b.getElementsByTagName("*"):[]);return{set:d,expr:a}},m.filter=function(a,c,d,e){var f,g,h,i,j,k,l,n,p,q=a,r=[],s=c,t=c&&c[0]&&m.isXML(c[0]);while(a&&c.length){for(h in o.filter)if((f=o.leftMatch[h].exec(a))!=null&&f[2]){k=o.filter[h],l=f[1],g=!1,f.splice(1,1);if(l.substr(l.length-1)==="\\")continue;s===r&&(r=[]);if(o.preFilter[h]){f=o.preFilter[h](f,s,d,r,e,t);if(!f)g=i=!0;else if(f===!0)continue}if(f)for(n=0;(j=s[n])!=null;n++)j&&(i=k(j,f,n,s),p=e^i,d&&i!=null?p?g=!0:s[n]=!1:p&&(r.push(j),g=!0));if(i!==b){d||(s=r),a=a.replace(o.match[h],"");if(!g)return[];break}}if(a===q)if(g==null)m.error(a);else break;q=a}return s},m.error=function(a){throw new Error("Syntax error, unrecognized expression: "+a)};var n=m.getText=function(a){var b,c,d=a.nodeType,e="";if(d){if(d===1||d===9||d===11){if(typeof a.textContent=="string")return a.textContent;if(typeof a.innerText=="string")return a.innerText.replace(k,"");for(a=a.firstChild;a;a=a.nextSibling)e+=n(a)}else if(d===3||d===4)return a.nodeValue}else for(b=0;c=a[b];b++)c.nodeType!==8&&(e+=n(c));return e},o=m.selectors={order:["ID","NAME","TAG"],match:{ID:/#((?:[\w\u00c0-\uFFFF\-]|\\.)+)/,CLASS:/\.((?:[\w\u00c0-\uFFFF\-]|\\.)+)/,NAME:/\[name=['"]*((?:[\w\u00c0-\uFFFF\-]|\\.)+)['"]*\]/,ATTR:/\[\s*((?:[\w\u00c0-\uFFFF\-]|\\.)+)\s*(?:(\S?=)\s*(?:(['"])(.*?)\3|(#?(?:[\w\u00c0-\uFFFF\-]|\\.)*)|)|)\s*\]/,TAG:/^((?:[\w\u00c0-\uFFFF\*\-]|\\.)+)/,CHILD:/:(only|nth|last|first)-child(?:\(\s*(even|odd|(?:[+\-]?\d+|(?:[+\-]?\d*)?n\s*(?:[+\-]\s*\d+)?))\s*\))?/,POS:/:(nth|eq|gt|lt|first|last|even|odd)(?:\((\d*)\))?(?=[^\-]|$)/,PSEUDO:/:((?:[\w\u00c0-\uFFFF\-]|\\.)+)(?:\((['"]?)((?:\([^\)]+\)|[^\(\)]*)+)\2\))?/},leftMatch:{},attrMap:{"class":"className","for":"htmlFor"},attrHandle:{href: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href")},type: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type")}},relative:{"+":function(a,b){var c=typeof b=="string",d=c&&!l.test(b),e=c&&!d;d&&(b=b.toLowerCase());for(var f=0,g=a.length,h;f<g;f++)if(h=a[f]){while((h=h.previousSibling)&&h.nodeType!==1);a[f]=e||h&&h.nodeName.toLowerCase()===b?h||!1:h===b}e&&m.filter(b,a,!0)},">":function(a,b){var c,d=typeof b=="string",e=0,f=a.length;if(d&&!l.test(b)){b=b.toLowerCase();for(;e<f;e++){c=a[e];if(c){var g=c.parentNode;a[e]=g.nodeName.toLowerCase()===b?g:!1}}}else{for(;e<f;e++)c=a[e],c&&(a[e]=d?c.parentNode:c.parentNode===b);d&&m.filter(b,a,!0)}},"":function(a,b,c){var d,f=e++,g=x;typeof b=="string"&&!l.test(b)&&(b=b.toLowerCase(),d=b,g=w),g("parentNode",b,f,a,d,c)},"~":function(a,b,c){var d,f=e++,g=x;typeof b=="string"&&!l.test(b)&&(b=b.toLowerCase(),d=b,g=w),g("previousSibling",b,f,a,d,c)}},find:{ID:function(a,b,c){if(typeof b.getElementById!="undefined"&&!c){var d=b.getElementById(a[1]);return d&&d.parentNode?[d]:[]}},NAME:function(a,b){if(typeof b.getElementsByName!="undefined"){var c=[],d=b.getElementsByName(a[1]);for(var e=0,f=d.length;e<f;e++)d[e].getAttribute("name")===a[1]&&c.push(d[e]);return c.length===0?null:c}},TAG:function(a,b){if(typeof b.getElementsByTagName!="undefined")return b.getElementsByTagName(a[1])}},preFilter:{CLASS:function(a,b,c,d,e,f){a=" "+a[1].replace(j,"")+" ";if(f)return a;for(var g=0,h;(h=b[g])!=null;g++)h&&(e^(h.className&&(" "+h.className+" ").replace(/[\t\n\r]/g," ").indexOf(a)>=0)?c||d.push(h):c&&(b[g]=!1));return!1},ID:function(a){return a[1].replace(j,"")},TAG:function(a,b){return a[1].replace(j,"").toLowerCase()},CHILD:function(a){if(a[1]==="nth"){a[2]||m.error(a[0]),a[2]=a[2].replace(/^\+|\s*/g,"");var b=/(-?)(\d*)(?:n([+\-]?\d*))?/.exec(a[2]==="even"&&"2n"||a[2]==="odd"&&"2n+1"||!/\D/.test(a[2])&&"0n+"+a[2]||a[2]);a[2]=b[1]+(b[2]||1)-0,a[3]=b[3]-0}else a[2]&&m.error(a[0]);a[0]=e++;return a},ATTR:function(a,b,c,d,e,f){var g=a[1]=a[1].replace(j,"");!f&&o.attrMap[g]&&(a[1]=o.attrMap[g]),a[4]=(a[4]||a[5]||"").replace(j,""),a[2]==="~="&&(a[4]=" "+a[4]+" ");return a},PSEUDO:function(b,c,d,e,f){if(b[1]==="not")if((a.exec(b[3])||"").length>1||/^\w/.test(b[3]))b[3]=m(b[3],null,null,c);else{var g=m.filter(b[3],c,d,!0^f);d||e.push.apply(e,g);return!1}else if(o.match.POS.test(b[0])||o.match.CHILD.test(b[0]))return!0;return b},POS:function(a){a.unshift(!0);return a}},filters:{enabled:function(a){return a.disabled===!1&&a.type!=="hidden"},disabled:function(a){return a.disabled===!0},checked:function(a){return a.checked===!0},selected:function(a){a.parentNode&&a.parentNode.selectedIndex;return a.selected===!0},parent:function(a){return!!a.firstChild},empty:function(a){return!a.firstChild},has:function(a,b,c){return!!m(c[3],a).length},header:function(a){return/h\d/i.test(a.nodeName)},text:function(a){var b=a.getAttribute("type"),c=a.type;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text"===c&&(b===c||b===null)},radio: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radio"===a.type},checkbox: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checkbox"===a.type},file: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file"===a.type},password: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password"===a.type},submit: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b==="input"||b==="button")&&"submit"===a.type},image:function(a){return a.nodeName.toLowerCase()==="input"&&"image"===a.type},reset: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b==="input"||b==="button")&&"reset"===a.type},button:function(a){var b=a.nodeName.toLowerCase();return b==="input"&&"button"===a.type||b==="button"},input:function(a){return/input|select|textarea|button/i.test(a.nodeName)},focus:function(a){return a===a.ownerDocument.activeElement}},setFilters:{first:function(a,b){return b===0},last:function(a,b,c,d){return b===d.length-1},even:function(a,b){return b%2===0},odd:function(a,b){return b%2===1},lt:function(a,b,c){return b<c[3]-0},gt:function(a,b,c){return b>c[3]-0},nth:function(a,b,c){return c[3]-0===b},eq:function(a,b,c){return c[3]-0===b}},filter:{PSEUDO:function(a,b,c,d){var e=b[1],f=o.filters[e];if(f)return f(a,c,b,d);if(e==="contains")return(a.textContent||a.innerText||n([a])||"").indexOf(b[3])>=0;if(e==="not"){var g=b[3];for(var h=0,i=g.length;h<i;h++)if(g[h]===a)return!1;return!0}m.error(e)},CHILD:function(a,b){var c,e,f,g,h,i,j,k=b[1],l=a;switch(k){case"only":case"first":while(l=l.previousSibling)if(l.nodeType===1)return!1;if(k==="first")return!0;l=a;case"last":while(l=l.nextSibling)if(l.nodeType===1)return!1;return!0;case"nth":c=b[2],e=b[3];if(c===1&&e===0)return!0;f=b[0],g=a.parentNode;if(g&&(g[d]!==f||!a.nodeIndex)){i=0;for(l=g.firstChild;l;l=l.nextSibling)l.nodeType===1&&(l.nodeIndex=++i);g[d]=f}j=a.nodeIndex-e;return c===0?j===0:j%c===0&&j/c>=0}},ID:function(a,b){return a.nodeType===1&&a.getAttribute("id")===b},TAG:function(a,b){return b==="*"&&a.nodeType===1||!!a.nodeName&&a.nodeName.toLowerCase()===b},CLASS:function(a,b){return(" "+(a.className||a.getAttribute("class"))+" ").indexOf(b)>-1},ATTR:function(a,b){var c=b[1],d=m.attr?m.attr(a,c):o.attrHandle[c]?o.attrHandle[c](a):a[c]!=null?a[c]:a.getAttribute(c),e=d+"",f=b[2],g=b[4];return d==null?f==="!=":!f&&m.attr?d!=null:f==="="?e===g:f==="*="?e.indexOf(g)>=0:f==="~="?(" "+e+" ").indexOf(g)>=0:g?f==="!="?e!==g:f==="^="?e.indexOf(g)===0:f==="$="?e.substr(e.length-g.length)===g:f==="|="?e===g||e.substr(0,g.length+1)===g+"-":!1:e&&d!==!1},POS:function(a,b,c,d){var e=b[2],f=o.setFilters[e];if(f)return f(a,c,b,d)}}},p=o.match.POS,q=function(a,b){return"\\"+(b-0+1)};for(var r in o.match)o.match[r]=new RegExp(o.match[r].source+/(?![^\[]*\])(?![^\(]*\))/.source),o.leftMatch[r]=new RegExp(/(^(?:.|\r|\n)*?)/.source+o.match[r].source.replace(/\\(\d+)/g,q));o.match.globalPOS=p;var s=function(a,b){a=Array.prototype.slice.call(a,0);if(b){b.push.apply(b,a);return b}return a};try{Array.prototype.slice.call(c.documentElement.childNodes,0)[0].nodeType}catch(t){s=function(a,b){var c=0,d=b||[];if(g.call(a)==="[object Array]")Array.prototype.push.apply(d,a);else if(typeof a.length=="number")for(var e=a.length;c<e;c++)d.push(a[c]);else for(;a[c];c++)d.push(a[c]);return d}}var u,v;c.documentElement.compareDocumentPosition?u=function(a,b){if(a===b){h=!0;return 0}if(!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compareDocumentPosition)return a.compareDocumentPosition?-1:1;return 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4?-1:1}:(u=function(a,b){if(a===b){h=!0;return 0}if(a.sourceIndex&&b.sourceIndex)return a.sourceIndex-b.sourceIndex;var c,d,e=[],f=[],g=a.parentNode,i=b.parentNode,j=g;if(g===i)return v(a,b);if(!g)return-1;if(!i)return 1;while(j)e.unshift(j),j=j.parentNode;j=i;while(j)f.unshift(j),j=j.parentNode;c=e.length,d=f.length;for(var k=0;k<c&&k<d;k++)if(e[k]!==f[k])return v(e[k],f[k]);return k===c?v(a,f[k],-1):v(e[k],b,1)},v=function(a,b,c){if(a===b)return c;var d=a.nextSibling;while(d){if(d===b)return-1;d=d.nextSibling}return 1}),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d="script"+(new Date).getTime(),e=c.documentElement;a.innerHTML="<a name='"+d+"'/>",e.insertBefore(a,e.firstChild),c.getElementById(d)&&(o.find.ID=function(a,c,d){if(typeof c.getElementById!="undefined"&&!d){var e=c.getElementById(a[1]);return e?e.id===a[1]||typeof e.getAttributeNode!="undefined"&&e.getAttributeNode("id").nodeValue===a[1]?[e]:b:[]}},o.filter.ID=function(a,b){var c=typeof a.getAttributeNode!="undefined"&&a.getAttributeNode("id");return a.nodeType===1&&c&&c.nodeValue===b}),e.removeChild(a),e=a=null}(),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a.appendChild(c.createComment("")),a.getElementsByTagName("*").length>0&&(o.find.TAG=function(a,b){var c=b.getElementsByTagName(a[1]);if(a[1]==="*"){var d=[];for(var e=0;c[e];e++)c[e].nodeType===1&&d.push(c[e]);c=d}return c}),a.innerHTML="<a href='#'></a>",a.firstChild&&typeof a.firstChild.getAttribute!="undefined"&&a.firstChild.getAttribute("href")!=="#"&&(o.attrHandle.href=function(a){return a.getAttribute("href",2)}),a=null}(),c.querySelectorAll&&function(){var a=m,b=c.createElement("div"),d="__sizzle__";b.innerHTML="<p class='TEST'></p>";if(!b.querySelectorAll||b.querySelectorAll(".TEST").length!==0){m=function(b,e,f,g){e=e||c;if(!g&&!m.isXML(e)){var h=/^(\w+$)|^\.([\w\-]+$)|^#([\w\-]+$)/.exec(b);if(h&&(e.nodeType===1||e.nodeType===9)){if(h[1])return s(e.getElementsByTagName(b),f);if(h[2]&&o.find.CLASS&&e.getElementsByClassName)return s(e.getElementsByClassName(h[2]),f)}if(e.nodeType===9){if(b==="body"&&e.body)return s([e.body],f);if(h&&h[3]){var i=e.getElementById(h[3]);if(!i||!i.parentNode)return s([],f);if(i.id===h[3])return s([i],f)}try{return s(e.querySelectorAll(b),f)}catch(j){}}else if(e.nodeType===1&&e.nodeName.toLowerCase()!=="object"){var k=e,l=e.getAttribute("id"),n=l||d,p=e.parentNode,q=/^\s*[+~]/.test(b);l?n=n.replace(/'/g,"\\$&"):e.setAttribute("id",n),q&&p&&(e=e.parentNode);try{if(!q||p)return s(e.querySelectorAll("[id='"+n+"'] "+b),f)}catch(r){}finally{l||k.removeAttribute("id")}}}return a(b,e,f,g)};for(var e in a)m[e]=a[e];b=null}}(),function(){var a=c.documentElement,b=a.matchesSelector||a.mozMatchesSelector||a.webkitMatchesSelector||a.msMatchesSelector;if(b){var d=!b.call(c.createElement("div"),"div"),e=!1;try{b.call(c.documentElement,"[test!='']:sizzle")}catch(f){e=!0}m.matchesSelector=function(a,c){c=c.replace(/\=\s*([^'"\]]*)\s*\]/g,"='$1']");if(!m.isXML(a))try{if(e||!o.match.PSEUDO.test(c)&&!/!=/.test(c)){var f=b.call(a,c);if(f||!d||a.document&&a.document.nodeType!==11)return f}}catch(g){}return m(c,null,null,[a]).length>0}}}(),function(){var a=c.createElement("div");a.innerHTML="<div class='test e'></div><div class='test'></div>";if(!!a.getElementsByClassName&&a.getElementsByClassName("e").length!==0){a.lastChild.className="e";if(a.getElementsByClassName("e").length===1)return;o.order.splice(1,0,"CLASS"),o.find.CLASS=function(a,b,c){if(typeof b.getElementsByClassName!="undefined"&&!c)return b.getElementsByClassName(a[1])},a=null}}(),c.documentElement.contains?m.contains=function(a,b){return a!==b&&(a.contains?a.contains(b):!0)}:c.documentElement.compareDocumentPosition?m.contains=function(a,b){return!!(a.compareDocumentPosition(b)&16)}:m.contains=function(){return!1},m.isXML=function(a){var b=(a?a.ownerDocument||a:0).documentElement;return b?b.nodeName!=="HTML":!1};var y=function(a,b,c){var d,e=[],f="",g=b.nodeType?[b]:b;while(d=o.match.PSEUDO.exec(a))f+=d[0],a=a.replace(o.match.PSEUDO,"");a=o.relative[a]?a+"*":a;for(var h=0,i=g.length;h<i;h++)m(a,g[h],e,c);return m.filter(f,e)};m.attr=f.attr,m.selectors.attrMap={},f.find=m,f.expr=m.selectors,f.expr[":"]=f.expr.filters,f.unique=m.uniqueSort,f.text=m.getText,f.isXMLDoc=m.isXML,f.contains=m.contains}();var L=/Until$/,M=/^(?:parents|prevUntil|prevAll)/,N=/,/,O=/^.[^:#\[\.,]*$/,P=Array.prototype.slice,Q=f.expr.match.globalPOS,R={children:!0,contents:!0,next:!0,prev:!0};f.fn.extend({find:function(a){var b=this,c,d;if(typeof a!="string")return f(a).filter(function(){for(c=0,d=b.length;c<d;c++)if(f.contains(b[c],this))return!0});var e=this.pushStack("","find",a),g,h,i;for(c=0,d=this.length;c<d;c++){g=e.length,f.find(a,this[c],e);if(c>0)for(h=g;h<e.length;h++)for(i=0;i<g;i++)if(e[i]===e[h]){e.splice(h--,1);break}}return e},has:function(a){var b=f(a);return this.filter(function(){for(var a=0,c=b.length;a<c;a++)if(f.contains(this,b[a]))return!0})},not: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T(this,a,!1),"not",a)},filter:function(a){return this.pushStack(T(this,a,!0),"filter",a)},is:function(a){return!!a&&(typeof a=="string"?Q.test(a)?f(a,this.context).index(this[0])>=0:f.filter(a,this).length>0:this.filter(a).length>0)},closest:function(a,b){var c=[],d,e,g=this[0];if(f.isArray(a)){var h=1;while(g&&g.ownerDocument&&g!==b){for(d=0;d<a.length;d++)f(g).is(a[d])&&c.push({selector:a[d],elem:g,level:h});g=g.parentNode,h++}return c}var i=Q.test(a)||typeof a!="string"?f(a,b||this.context):0;for(d=0,e=this.length;d<e;d++){g=this[d];while(g){if(i?i.index(g)>-1:f.find.matchesSelector(g,a)){c.push(g);break}g=g.parentNode;if(!g||!g.ownerDocument||g===b||g.nodeType===11)break}}c=c.length>1?f.unique(c):c;return this.pushStack(c,"closest",a)},index:function(a){if(!a)return this[0]&&this[0].parentNode?this.prevAll().length:-1;if(typeof a=="string")return f.inArray(this[0],f(a));return f.inArray(a.jquery?a[0]:a,this)},add:function(a,b){var c=typeof a=="string"?f(a,b):f.makeArray(a&&a.nodeType?[a]:a),d=f.merge(this.get(),c);return this.pushStack(S(c[0])||S(d[0])?d:f.unique(d))},andSelf:function(){return this.add(this.prevObject)}}),f.each({parent:function(a){var b=a.parentNode;return b&&b.nodeType!==11?b:null},parents:function(a){return f.dir(a,"parentNode")},parents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parentNode",c)},next:function(a){return f.nth(a,2,"nextSibling")},prev:function(a){return f.nth(a,2,"previousSibling")},nextAll:function(a){return f.dir(a,"nextSibling")},prevAll:function(a){return f.dir(a,"previousSibling")},next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nextSibling",c)},prevUntil:function(a,b,c){return f.dir(a,"previousSibling",c)},siblings:function(a){return f.sibling((a.parentNode||{}).firstChild,a)},children:function(a){return f.sibling(a.firstChild)},contents:function(a){return f.nodeName(a,"iframe")?a.contentDocument||a.contentWindow.document:f.makeArray(a.childNodes)}},function(a,b){f.fn[a]=function(c,d){var e=f.map(this,b,c);L.test(a)||(d=c),d&&typeof d=="string"&&(e=f.filter(d,e)),e=this.length>1&&!R[a]?f.unique(e):e,(this.length>1||N.test(d))&&M.test(a)&&(e=e.reverse());return this.pushStack(e,a,P.call(arguments).join(","))}}),f.extend({filter:function(a,b,c){c&&(a=":not("+a+")");return b.length===1?f.find.matchesSelector(b[0],a)?[b[0]]:[]:f.find.matches(a,b)},dir:function(a,c,d){var e=[],g=a[c];while(g&&g.nodeType!==9&&(d===b||g.nodeType!==1||!f(g).is(d)))g.nodeType===1&&e.push(g),g=g[c];return e},nth:function(a,b,c,d){b=b||1;var e=0;for(;a;a=a[c])if(a.nodeType===1&&++e===b)break;return a},sibling:function(a,b){var c=[];for(;a;a=a.nextSibling)a.nodeType===1&&a!==b&&c.push(a);return c}});var V="abbr|article|aside|audio|bdi|canvas|data|datalist|details|figcaption|figure|footer|header|hgroup|mark|meter|nav|output|progress|section|summary|time|video",W=/ jQuery\d+="(?:\d+|null)"/g,X=/^\s+/,Y=/<(?!area|br|col|embed|hr|img|input|link|meta|param)(([\w:]+)[^>]*)\/>/ig,Z=/<([\w:]+)/,$=/<tbody/i,_=/<|&#?\w+;/,ba=/<(?:script|style)/i,bb=/<(?:script|object|embed|option|style)/i,bc=new RegExp("<(?:"+V+")[\\s/>]","i"),bd=/checked\s*(?:[^=]|=\s*.checked.)/i,be=/\/(java|ecma)script/i,bf=/^\s*<!(?:\[CDATA\[|\-\-)/,bg={option:[1,"<select multiple='multiple'>","</select>"],legend:[1,"<fieldset>","</fieldset>"],thead:[1,"<table>","</table>"],tr:[2,"<table><tbody>","</tbody></table>"],td:[3,"<table><tbody><tr>","</tr></tbody></table>"],col:[2,"<table><tbody></tbody><colgroup>","</colgroup></table>"],area:[1,"<map>","</map>"],_default:[0,"",""]},bh=U(c);bg.optgroup=bg.option,bg.tbody=bg.tfoot=bg.colgroup=bg.caption=bg.thead,bg.th=bg.td,f.support.htmlSerialize||(bg._default=[1,"div<div>","</div>"]),f.fn.extend({text: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return a===b?f.text(this):this.empty().append((this[0]&&this[0].ownerDocument||c).createTextNode(a))},null,a,arguments.length)},wrapAll:function(a){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wrapAll(a.call(this,b))});if(this[0]){var b=f(a,this[0].ownerDocument).eq(0).clone(!0);this[0].parentNode&&b.insertBefore(this[0]),b.map(function(){var a=this;while(a.firstChild&&a.firstChild.nodeType===1)a=a.firstChild;return a}).append(this)}return this},wrapInner:function(a){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f(this).wrapInner(a.call(this,b))});return this.each(function(){var b=f(this),c=b.contents();c.length?c.wrapAll(a):b.append(a)})},wrap:function(a){var b=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c){f(this).wrapAll(b?a.call(this,c):a)})},unwrap:function(){return this.parent().each(function(){f.nodeName(this,"body")||f(this).replaceWith(this.childNodes)}).end()},append:function(){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0,function(a){this.nodeType===1&&this.appendChild(a)})},prepend:function(){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0,function(a){this.nodeType===1&&this.insertBefore(a,this.firstChild)})},before:function(){if(this[0]&&this[0].parentNode)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1,function(a){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a,this)});if(arguments.length){var a=f

.clean(arguments);a.push.apply(a,this.toArray());return this.pushStack(a,"before",arguments)}},after:function(){if(this[0]&&this[0].parentNode)return this.domManip(arguments,!1,function(a){this.parentNode.insertBefore(a,this.nextSibling)});if(arguments.length){var a=this.pushStack(this,"after",arguments);a.push.apply(a,f.clean(arguments));return a}},remove:function(a,b){for(var c=0,d;(d=this[c])!=null;c++)if(!a||f.filter(a,[d]).length)!b&&d.nodeType===1&&(f.cleanData(d.getElementsByTagName("*")),f.cleanData([d])),d.parentNode&&d.parentNode.removeChild(d);return this},empty:function(){for(var a=0,b;(b=this[a])!=null;a++){b.nodeType===1&&f.cleanData(b.getElementsByTagName("*"));while(b.firstChild)b.removeChild(b.firstChild)}return this},clone:function(a,b){a=a==null?!1:a,b=b==null?a:b;return this.map(function(){return f.clone(this,a,b)})},html: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var c=this[0]||{},d=0,e=this.length;if(a===b)return c.nodeType===1?c.innerHTML.replace(W,""):null;if(typeof a=="string"&&!ba.test(a)&&(f.support.leadingWhitespace||!X.test(a))&&!bg[(Z.exec(a)||["",""])[1].toLowerCase()]){a=a.replace(Y,"<$1></$2>");try{for(;d<e;d++)c=this[d]||{},c.nodeType===1&&(f.cleanData(c.getElementsByTagName("*")),c.innerHTML=a);c=0}catch(g){}}c&&this.empty().append(a)},null,a,arguments.length)},replaceWith:function(a){if(this[0]&&this[0].parentNode){if(f.isFunction(a))return this.each(function(b){var c=f(this),d=c.html();c.replaceWith(a.call(this,b,d))});typeof a!="string"&&(a=f(a).detach());return this.each(function(){var b=this.nextSibling,c=this.parentNode;f(this).remove(),b?f(b).before(a):f(c).append(a)})}return this.length?this.pushStack(f(f.isFunction(a)?a():a),"replaceWith",a):this},detach:function(a){return this.remove(a,!0)},domManip:function(a,c,d){var e,g,h,i,j=a[0],k=[];if(!f.support.checkClone&&arguments.length===3&&typeof j=="string"&&bd.test(j))return this.each(function(){f(this).domManip(a,c,d,!0)});if(f.isFunction(j))return this.each(function(e){var g=f(this);a[0]=j.call(this,e,c?g.html():b),g.domManip(a,c,d)});if(this[0]){i=j&&j.parentNode,f.support.parentNode&&i&&i.nodeType===11&&i.childNodes.length===this.length?e={fragment:i}:e=f.buildFragment(a,this,k),h=e.fragment,h.childNodes.length===1?g=h=h.firstChild:g=h.firstChild;if(g){c=c&&f.nodeName(g,"tr");for(var l=0,m=this.length,n=m-1;l<m;l++)d.call(c?bi(this[l],g):this[l],e.cacheable||m>1&&l<n?f.clone(h,!0,!0):h)}k.length&&f.each(k,function(a,b){b.src?f.ajax({type:"GET",global:!1,url:b.src,async:!1,dataType:"script"}):f.globalEval((b.text||b.textContent||b.innerHTML||"").replace(bf,"/*$0*/")),b.parentNode&&b.parentNode.removeChild(b)})}return this}}),f.buildFragment=function(a,b,d){var e,g,h,i,j=a[0];b&&b[0]&&(i=b[0].ownerDocument||b[0]),i.createDocumentFragment||(i=c),a.length===1&&typeof j=="string"&&j.length<512&&i===c&&j.charAt(0)==="<"&&!bb.test(j)&&(f.support.checkClone||!bd.test(j))&&(f.support.html5Clone||!bc.test(j))&&(g=!0,h=f.fragments[j],h&&h!==1&&(e=h)),e||(e=i.createDocumentFragment(),f.clean(a,i,e,d)),g&&(f.fragments[j]=h?e:1);return{fragment:e,cacheable:g}},f.fragments={},f.each({appendTo:"append",prependTo:"prepend",insertBefore:"before",insertAfter:"after",replaceAll:"replaceWith"},function(a,b){f.fn[a]=function(c){var d=[],e=f(c),g=this.length===1&&this[0].parentNode;if(g&&g.nodeType===11&&g.childNodes.length===1&&e.length===1){e[b](this[0]);return this}for(var h=0,i=e.length;h<i;h++){var j=(h>0?this.clone(!0):this).get();f(e[h])[b](j),d=d.concat(j)}return this.pushStack(d,a,e.selector)}}),f.extend({clone:function(a,b,c){var d,e,g,h=f.support.html5Clone||f.isXMLDoc(a)||!bc.test("<"+a.nodeName+">")?a.cloneNode(!0):bo(a);if((!f.support.noCloneEvent||!f.support.noCloneChecked)&&(a.nodeType===1||a.nodeType===11)&&!f.isXMLDoc(a)){bk(a,h),d=bl(a),e=bl(h);for(g=0;d[g];++g)e[g]&&bk(d[g],e[g])}if(b){bj(a,h);if(c){d=bl(a),e=bl(h);for(g=0;d[g];++g)bj(d[g],e[g])}}d=e=null;return h},clean:function(a,b,d,e){var g,h,i,j=[];b=b||c,typeof b.createElement=="undefined"&&(b=b.ownerDocument||b[0]&&b[0].ownerDocument||c);for(var k=0,l;(l=a[k])!=null;k++){typeof l=="number"&&(l+="");if(!l)continue;if(typeof l=="string")if(!_.test(l))l=b.createTextNode(l);else{l=l.replace(Y,"<$1></$2>");var m=(Z.exec(l)||["",""])[1].toLowerCase(),n=bg[m]||bg._default,o=n[0],p=b.createElement("div"),q=bh.childNodes,r;b===c?bh.appendChild(p):U(b).appendChild(p),p.innerHTML=n[1]+l+n[2];while(o--)p=p.lastChild;if(!f.support.tbody){var s=$.test(l),t=m==="table"&&!s?p.firstChild&&p.firstChild.childNodes:n[1]==="<table>"&&!s?p.childNodes:[];for(i=t.length-1;i>=0;--i)f.nodeName(t[i],"tbody")&&!t[i].childNodes.length&&t[i].parentNode.removeChild(t[i])}!f.support.leadingWhitespace&&X.test(l)&&p.insertBefore(b.createTextNode(X.exec(l)[0]),p.firstChild),l=p.childNodes,p&&(p.parentNode.removeChild(p),q.length>0&&(r=q[q.length-1],r&&r.parentNode&&r.parentNode.removeChild(r)))}var u;if(!f.support.appendChecked)if(l[0]&&typeof (u=l.length)=="number")for(i=0;i<u;i++)bn(l[i]);else bn(l);l.nodeType?j.push(l):j=f.merge(j,l)}if(d){g=function(a){return!a.type||be.test(a.type)};for(k=0;j[k];k++){h=j[k];if(e&&f.nodeName(h,"script")&&(!h.type||be.test(h.type)))e.push(h.parentNode?h.parentNode.removeChild(h):h);else{if(h.nodeType===1){var v=f.grep(h.getElementsByTagName("script"),g);j.splice.apply(j,[k+1,0].concat(v))}d.appendChild(h)}}}return j},cleanData:function(a){var b,c,d=f.cache,e=f.event.special,g=f.support.deleteExpando;for(var h=0,i;(i=a[h])!=null;h++){if(i.nodeName&&f.noData[i.nodeName.toLowerCase()])continue;c=i[f.expando];if(c){b=d[c];if(b&&b.events){for(var j in b.events)e[j]?f.event.remove(i,j):f.removeEvent(i,j,b.handle);b.handle&&(b.handle.elem=null)}g?delete i[f.expando]:i.removeAttribute&&i.removeAttribute(f.expando),delete d[c]}}}});var bp=/alpha\([^)]*\)/i,bq=/opacity=([^)]*)/,br=/([A-Z]|^ms)/g,bs=/^[\-+]?(?:\d*\.)?\d+$/i,bt=/^-?(?:\d*\.)?\d+(?!px)[^\d\s]+$/i,bu=/^([\-+])=([\-+.\de]+)/,bv=/^margin/,bw={position:"absolute",visibility:"hidden",display:"block"},bx=["Top","Right","Bottom","Left"],by,bz,bA;f.fn.css=function(a,c){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c,d){return d!==b?f.style(a,c,d):f.css(a,c)},a,c,arguments.length>1)},f.extend({cssHooks:{opacity:{get:function(a,b){if(b){var c=by(a,"opacity");return c===""?"1":c}return a.style.opacity}}},cssNumber:{fillOpacity:!0,fontWeight:!0,lineHeight:!0,opacity:!0,orphans:!0,widows:!0,zIndex:!0,zoom:!0},cssProps:{"float":f.support.cssFloat?"cssFloat":"styleFloat"},style:function(a,c,d,e){if(!!a&&a.nodeType!==3&&a.nodeType!==8&&!!a.style){var g,h,i=f.camelCase(c),j=a.style,k=f.cssHooks[i];c=f.cssProps[i]||i;if(d===b){if(k&&"get"in k&&(g=k.get(a,!1,e))!==b)return g;return j[c]}h=typeof d,h==="string"&&(g=bu.exec(d))&&(d=+(g[1]+1)*+g[2]+parseFloat(f.css(a,c)),h="number");if(d==null||h==="number"&&isNaN(d))return;h==="number"&&!f.cssNumber[i]&&(d+="px");if(!k||!("set"in k)||(d=k.set(a,d))!==b)try{j[c]=d}catch(l){}}},css:function(a,c,d){var e,g;c=f.camelCase(c),g=f.cssHooks[c],c=f.cssProps[c]||c,c==="cssFloat"&&(c="float");if(g&&"get"in g&&(e=g.get(a,!0,d))!==b)return e;if(by)return by(a,c)},swap:function(a,b,c){var d={},e,f;for(f in b)d[f]=a.style[f],a.style[f]=b[f];e=c.call(a);for(f in b)a.style[f]=d[f];return e}}),f.curCSS=f.css,c.defaultView&&c.defaultView.getComputedStyle&&(bz=function(a,b){var c,d,e,g,h=a.style;b=b.replace(br,"-$1").toLowerCase(),(d=a.ownerDocument.defaultView)&&(e=d.getComputedStyle(a,null))&&(c=e.getPropertyValue(b),c===""&&!f.contains(a.ownerDocument.documentElement,a)&&(c=f.style(a,b))),!f.support.pixelMargin&&e&&bv.test(b)&&bt.test(c)&&(g=h.width,h.width=c,c=e.width,h.width=g);return c}),c.documentElement.currentStyle&&(bA=function(a,b){var c,d,e,f=a.currentStyle&&a.currentStyle[b],g=a.style;f==null&&g&&(e=g[b])&&(f=e),bt.test(f)&&(c=g.left,d=a.runtimeStyle&&a.runtimeStyle.left,d&&(a.runtimeStyle.left=a.currentStyle.left),g.left=b==="fontSize"?"1em":f,f=g.pixelLeft+"px",g.left=c,d&&(a.runtimeStyle.left=d));return f===""?"auto":f}),by=bz||bA,f.each(["height","width"],function(a,b){f.cssHooks[b]={get:function(a,c,d){if(c)return a.offsetWidth!==0?bB(a,b,d):f.swap(a,bw,function(){return bB(a,b,d)})},set:function(a,b){return bs.test(b)?b+"px":b}}}),f.support.opacity||(f.cssHooks.opacity={get:function(a,b){return bq.test((b&&a.currentStyle?a.currentStyle.filter:a.style.filter)||"")?parseFloat(RegExp.$1)/100+"":b?"1":""},set:function(a,b){var c=a.style,d=a.currentStyle,e=f.isNumeric(b)?"alpha(opacity="+b*100+")":"",g=d&&d.filter||c.filter||"";c.zoom=1;if(b>=1&&f.trim(g.replace(bp,""))===""){c.removeAttribute("filter");if(d&&!d.filter)return}c.filter=bp.test(g)?g.replace(bp,e):g+" "+e}}),f(function(){f.support.reliableMarginRight||(f.cssHooks.marginRight={get:function(a,b){return f.swap(a,{display:"inline-block"},function(){return b?by(a,"margin-right"):a.style.marginRight})}})}),f.expr&&f.expr.filters&&(f.expr.filters.hidden=function(a){var b=a.offsetWidth,c=a.offsetHeight;return b===0&&c===0||!f.support.reliableHiddenOffsets&&(a.style&&a.style.display||f.css(a,"display"))==="none"},f.expr.filters.visible=function(a){return!f.expr.filters.hidden(a)}),f.each({margin:"",padding:"",border:"Width"},function(a,b){f.cssHooks[a+b]={expand:function(c){var d,e=typeof c=="string"?c.split(" "):[c],f={};for(d=0;d<4;d++)f[a+bx[d]+b]=e[d]||e[d-2]||e[0];return f}}});var bC=/%20/g,bD=/\[\]$/,bE=/\r?\n/g,bF=/#.*$/,bG=/^(.*?):[ \t]*([^\r\n]*)\r?$/mg,bH=/^(?:color|date|datetime|datetime-local|email|hidden|month|number|password|range|search|tel|text|time|url|week)$/i,bI=/^(?:about|app|app\-storage|.+\-extension|file|res|widget):$/,bJ=/^(?:GET|HEAD)$/,bK=/^\/\//,bL=/\?/,bM=/<script\b[^<]*(?:(?!<\/script>)<[^<]*)*<\/script>/gi,bN=/^(?:select|textarea)/i,bO=/\s+/,bP=/([?&])_=[^&]*/,bQ=/^([\w\+\.\-]+:)(?:\/\/([^\/?#:]*)(?::(\d+))?)?/,bR=f.fn.load,bS={},bT={},bU,bV,bW=["*/"]+["*"];try{bU=e.href}catch(bX){bU=c.createElement("a"),bU.href="",bU=bU.href}bV=bQ.exec(bU.toLowerCase())||[],f.fn.extend({load:function(a,c,d){if(typeof a!="string"&&bR)return bR.apply(this,arguments);if(!this.length)return this;var e=a.indexOf(" ");if(e>=0){var g=a.slice(e,a.length);a=a.slice(0,e)}var h="GET";c&&(f.isFunction(c)?(d=c,c=b):typeof c=="object"&&(c=f.param(c,f.ajaxSettings.traditional),h="POST"));var i=this;f.ajax({url:a,type:h,dataType:"html",data:c,complete:function(a,b,c){c=a.responseText,a.isResolved()&&(a.done(function(a){c=a}),i.html(g?f("<div>").append(c.replace(bM,"")).find(g):c)),d&&i.each(d,[c,b,a])}});return this},serialize:function(){return f.param(this.serializeArray())},serializeArray:function(){return this.map(function(){return this.elements?f.makeArray(this.elements):this}).filter(function(){return this.name&&!this.disabled&&(this.checked||bN.test(this.nodeName)||bH.test(this.type))}).map(function(a,b){var c=f(this).val();return c==null?null:f.isArray(c)?f.map(c,function(a,c){return{name:b.name,value:a.replace(bE,"\r\n")}}):{name:b.name,value:c.replace(bE,"\r\n")}}).get()}}),f.each("ajaxStart ajaxStop ajaxComplete ajaxError ajaxSuccess ajaxSend".split(" "),function(a,b){f.fn[b]=function(a){return this.on(b,a)}}),f.each(["get","post"],function(a,c){f[c]=function(a,d,e,g){f.isFunction(d)&&(g=g||e,e=d,d=b);return f.ajax({type:c,url:a,data:d,success:e,dataType:g})}}),f.extend({getScript:function(a,c){return f.get(a,b,c,"script")},getJSON:function(a,b,c){return f.get(a,b,c,"json")},ajaxSetup:function(a,b){b?b$(a,f.ajaxSettings):(b=a,a=f.ajaxSettings),b$(a,b);return a},ajaxSettings:{url:bU,isLocal:bI.test(bV[1]),global:!0,type:"GET",contentType:"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 charset=UTF-8",processData:!0,async:!0,accepts:{xml:"application/xml, text/xml",html:"text/html",text:"text/plain",json:"application/json, text/javascript","*":bW},contents:{xml:/xml/,html:/html/,json:/json/},responseFields:{xml:"responseXML",text:"responseText"},converters:{"* text":a.String,"text html":!0,"text json":f.parseJSON,"text xml":f.parseXML},flatOptions:{context:!0,url:!0}},ajaxPrefilter:bY(bS),ajaxTransport:bY(bT),ajax:function(a,c){function w(a,c,l,m){if(s!==2){s=2,q&&clearTimeout(q),p=b,n=m||"",v.readyState=a>0?4:0;var o,r,u,w=c,x=l?ca(d,v,l):b,y,z;if(a>=200&&a<300||a===304){if(d.ifModified){if(y=v.getResponseHeader("Last-Modified"))f.lastModified[k]=y;if(z=v.getResponseHeader("Etag"))f.etag[k]=z}if(a===304)w="notmodified",o=!0;else try{r=cb(d,x),w="success",o=!0}catch(A){w="parsererror",u=A}}else{u=w;if(!w||a)w="error",a<0&&(a=0)}v.status=a,v.statusText=""+(c||w),o?h.resolveWith(e,[r,w,v]):h.rejectWith(e,[v,w,u]),v.statusCode(j),j=b,t&&g.trigger("ajax"+(o?"Success":"Error"),[v,d,o?r:u]),i.fireWith(e,[v,w]),t&&(g.trigger("ajaxComplete",[v,d]),--f.active||f.event.trigger("ajaxStop"))}}typeof a=="object"&&(c=a,a=b),c=c||{};var d=f.ajaxSetup({},c),e=d.context||d,g=e!==d&&(e.nodeType||e instanceof f)?f(e):f.event,h=f.Deferred(),i=f.Callbacks("once memory"),j=d.statusCode||{},k,l={},m={},n,o,p,q,r,s=0,t,u,v={readyState:0,setRequestHeader:function(a,b){if(!s){var c=a.toLowerCase();a=m[c]=m[c]||a,l[a]=b}return this},getAllResponseHeaders:function(){return s===2?n:null},getResponseHeader:function(a){var c;if(s===2){if(!o){o={};while(c=bG.exec(n))o[c[1].toLowerCase()]=c[2]}c=o[a.toLowerCase()]}return c===b?null:c},overrideMimeType:function(a){s||(d.mimeType=a);return this},abort:function(a){a=a||"abort",p&&p.abort(a),w(0,a);return this}};h.promise(v),v.success=v.done,v.error=v.fail,v.complete=i.add,v.statusCode=function(a){if(a){var b;if(s<2)for(b in a)j[b]=[j[b],a[b]];else b=a[v.status],v.then(b,b)}return this},d.url=((a||d.url)+"").replace(bF,"").replace(bK,bV[1]+"//"),d.dataTypes=f.trim(d.dataType||"*").toLowerCase().split(bO),d.crossDomain==null&&(r=bQ.exec(d.url.toLowerCase()),d.crossDomain=!(!r||r[1]==bV[1]&&r[2]==bV[2]&&(r[3]||(r[1]==="http:"?80:443))==(bV[3]||(bV[1]==="http:"?80:443)))),d.data&&d.processData&&typeof d.data!="string"&&(d.data=f.param(d.data,d.traditional)),bZ(bS,d,c,v);if(s===2)return!1;t=d.global,d.type=d.type.toUpperCase(),d.hasContent=!bJ.test(d.type),t&&f.active++===0&&f.event.trigger("ajaxStart");if(!d.hasContent){d.data&&(d.url+=(bL.test(d.url)?"&":"?")+d.data,delete d.data),k=d.url;if(d.cache===!1){var x=f.now(),y=d.url.replace(bP,"$1_="+x);d.url=y+(y===d.url?(bL.test(d.url)?"&":"?")+"_="+x:"")}}(d.data&&d.hasContent&&d.contentType!==!1||c.contentType)&&v.setRequestHeader("Content-Type",d.contentType),d.ifModified&&(k=k||d.url,f.lastModified[k]&&v.setRequestHeader("If-Modified-Since",f.lastModified[k]),f.etag[k]&&v.setRequestHeader("If-None-Match",f.etag[k])),v.setRequestHeader("Accept",d.dataTypes[0]&&d.accepts[d.dataTypes[0]]?d.accepts[d.dataTypes[0]]+(d.dataTypes[0]!=="*"?", "+bW+"; q=0.01":""):d.accepts["*"]);for(u in d.headers)v.setRequestHeader(u,d.headers[u]);if(d.beforeSend&&(d.beforeSend.call(e,v,d)===!1||s===2)){v.abort();return!1}for(u in{success:1,error:1,complete:1})v[u](d[u]);p=bZ(bT,d,c,v);if(!p)w(-1,"No Transport");else{v.readyState=1,t&&g.trigger("ajaxSend",[v,d]),d.async&&d.timeout>0&&(q=setTimeout(function(){v.abort("timeout")},d.timeout));try{s=1,p.send(l,w)}catch(z){if(s<2)w(-1,z);else throw z}}return v},param:function(a,c){var d=[],e=function(a,b){b=f.isFunction(b)?b():b,d[d.length]=encodeURIComponent(a)+"="+encodeURIComponent(b)};c===b&&(c=f.ajaxSettings.traditional);if(f.isArray(a)||a.jquery&&!f.isPlainObject(a))f.each(a,function(){e(this.name,this.value)});else for(var g in a)b_(g,a[g],c,e);return d.join("&").replace(bC,"+")}}),f.extend({active:0,lastModified:{},etag:{}});var cc=f.now(),cd=/(\=)\?(&|$)|\?\?/i;f.ajaxSetup({jsonp:"callback",jsonpCallback:function(){return f.expando+"_"+cc++}}),f.ajaxPrefilter("json jsonp",function(b,c,d){var e=typeof b.data=="string"&&/^application\/x\-www\-form\-urlencoded/.test(b.contentType);if(b.dataTypes[0]==="jsonp"||b.jsonp!==!1&&(cd.test(b.url)||e&&cd.test(b.data))){var g,h=b.jsonpCallback=f.isFunction(b.jsonpCallback)?b.jsonpCallback():b.jsonpCallback,i=a[h],j=b.url,k=b.data,l="$1"+h+"$2";b.jsonp!==!1&&(j=j.replace(cd,l),b.url===j&&(e&&(k=k.replace(cd,l)),b.data===k&&(j+=(/\?/.test(j)?"&":"?")+b.jsonp+"="+h))),b.url=j,b.data=k,a[h]=function(a){g=[a]},d.always(function(){a[h]=i,g&&f.isFunction(i)&&a[h](g[0])}),b.converters["script json"]=function(){g||f.error(h+" was not called");return g[0]},b.dataTypes[0]="json";return"script"}}),f.ajaxSetup({accepts:{script:"text/javascript, application/javascript, application/ecmascript, application/x-ecmascript"},contents:{script:/javascript|ecmascript/},converters:{"text script":function(a){f.globalEval(a);return a}}}),f.ajaxPrefilter("script",function(a){a.cache===b&&(a.cache=!1),a.crossDomain&&(a.type="GET",a.global=!1)}),f.ajaxTransport("script",function(a){if(a.crossDomain){var d,e=c.head||c.getElementsByTagName("head")[0]||c.documentElement;return{send:function(f,g){d=c.createElement("script"),d.async="async",a.scriptCharset&&(d.charset=a.scriptCharset),d.src=a.url,d.onload=d.onreadystatechange=function(a,c){if(c||!d.readyState||/loaded|complete/.test(d.readyState))d.onload=d.onreadystatechange=null,e&&d.parentNode&&e.removeChild(d),d=b,c||g(200,"success")},e.insertBefore(d,e.firstChild)},abort:function(){d&&d.onload(0,1)}}}});var ce=a.ActiveXObject?function(){for(var a in cg)cg[a](0,1)}:!1,cf=0,cg;f.ajaxSettings.xhr=a.ActiveXObject?function(){return!this.isLocal&&ch()||ci()}:ch,function(a){f.extend(f.support,{ajax:!!a,cors:!!a&&"withCredentials"in a})}(f.ajaxSettings.xhr()),f.support.ajax&&f.ajaxTransport(function(c){if(!c.crossDomain||f.support.cors){var d;return{send:function(e,g){var h=c.xhr(),i,j;c.username?h.open(c.type,c.url,c.async,c.username,c.password):h.open(c.type,c.url,c.async);if(c.xhrFields)for(j in c.xhrFields)h[j]=c.xhrFields[j];c.mimeType&&h.overrideMimeType&&h.overrideMimeType(c.mimeType),!c.crossDomain&&!e["X-Requested-With"]&&(e["X-Requested-With"]="XMLHttpRequest");try{for(j in e)h.setRequestHeader(j,e[j])}catch(k){}h.send(c.hasContent&&c.data||null),d=function(a,e){var j,k,l,m,n;try{if(d&&(e||h.readyState===4)){d=b,i&&(h.onreadystatechange=f.noop,ce&&delete cg[i]);if(e)h.readyState!==4&&h.abort();else{j=h.status,l=h.getAllResponseHeaders(),m={},n=h.responseXML,n&&n.documentElement&&(m.xml=n);try{m.text=h.responseText}catch(a){}try{k=h.statusText}catch(o){k=""}!j&&c.isLocal&&!c.crossDomain?j=m.text?200:404:j===1223&&(j=204)}}}catch(p){e||g(-1,p)}m&&g(j,k,m,l)},!c.async||h.readyState===4?d():(i=++cf,ce&&(cg||(cg={},f(a).unload(ce)),cg[i]=d),h.onreadystatechange=d)},abort:function(){d&&d(0,1)}}}});var cj={},ck,cl,cm=/^(?:toggle|show|hide)$/,cn=/^([+\-]=)?([\d+.\-]+)([a-z%]*)$/i,co,cp=[["height","marginTop","marginBottom","paddingTop","paddingBottom"],["width","marginLeft","marginRight","paddingLeft","paddingRight"],["opacity"]],cq;f.fn.extend({show:function(a,b,c){var d,e;if(a||a===0)return this.animate(ct("show",3),a,b,c);for(var g=0,h=this.length;g<h;g++)d=this[g],d.style&&(e=d.style.display,!f._data(d,"olddisplay")&&e==="none"&&(e=d.style.display=""),(e===""&&f.css(d,"display")==="none"||!f.contains(d.ownerDocument.documentElement,d))&&f._data(d,"olddisplay",cu(d.nodeName)));for(g=0;g<h;g++){d=this[g];if(d.style){e=d.style.display;if(e===""||e==="none")d.style.display=f._data(d,"olddisplay")||""}}return this},hide:function(a,b,c){if(a||a===0)return this.animate(ct("hide",3),a,b,c);var d,e,g=0,h=this.length;for(;g<h;g++)d=this[g],d.style&&(e=f.css(d,"display"),e!=="none"&&!f._data(d,"olddisplay")&&f._data(d,"olddisplay",e));for(g=0;g<h;g++)this[g].style&&(this[g].style.display="none");return this},_toggle:f.fn.toggle,toggle:function(a,b,c){var d=typeof a=="boolean";f.isFunction(a)&&f.isFunction(b)?this._toggle.apply(this,arguments):a==null||d?this.each(function(){var b=d?a:f(this).is(":hidden");f(this)[b?"show":"hide"]()}):this.animate(ct("toggle",3),a,b,c);return this},fadeTo:function(a,b,c,d){return this.filter(":hidden").css("opacity",0).show().end().animate({opacity:b},a,c,d)},animate:function(a,b,c,d){function g(){e.queue===!1&&f._mark(this);var b=f.extend({},e),c=this.nodeType===1,d=c&&f(this).is(":hidden"),g,h,i,j,k,l,m,n,o,p,q;b.animatedProperties={};for(i in a){g=f.camelCase(i),i!==g&&(a[g]=a[i],delete a[i]);if((k=f.cssHooks[g])&&"expand"in k){l=k.expand(a[g]),delete a[g];for(i in l)i in a||(a[i]=l[i])}}for(g in a){h=a[g],f.isArray(h)?(b.animatedProperties[g]=h[1],h=a[g]=h[0]):b.animatedProperties[g]=b.specialEasing&&b.specialEasing[g]||b.easing||"swing";if(h==="hide"&&d||h==="show"&&!d)return b.complete.call(this);c&&(g==="height"||g==="width")&&(b.overflow=[this.style.overflow,this.style.overflowX,this.style.overflowY],f.css(this,"display")==="inline"&&f.css(this,"float")==="none"&&(!f.support.inlineBlockNeedsLayout||cu(this.nodeName)==="inline"?this.style.display="inline-block":this.style.zoom=1))}b.overflow!=null&&(this.style.overflow="hidden");for(i in a)j=new f.fx(this,b,i),h=a[i],cm.test(h)?(q=f._data(this,"toggle"+i)||(h==="toggle"?d?"show":"hide":0),q?(f._data(this,"toggle"+i,q==="show"?"hide":"show"),j[q]()):j[h]()):(m=cn.exec(h),n=j.cur(),m?(o=parseFloat(m[2]),p=m[3]||(f.cssNumber[i]?"":"px"),p!=="px"&&(f.style(this,i,(o||1)+p),n=(o||1)/j.cur()*n,f.style(this,i,n+p)),m[1]&&(o=(m[1]==="-="?-1:1)*o+n),j.custom(n,o,p)):j.custom(n,h,""));return!0}var e=f.speed(b,c,d);if(f.isEmptyObject(a))return this.each(e.complete,[!1]);a=f.extend({},a);return e.queue===!1?this.each(g):this.queue(e.queue,g)},stop:function(a,c,d){typeof a!="string"&&(d=c,c=a,a=b),c&&a!==!1&&this.queue(a||"fx",[]);return this.each(function(){function h(a,b,c){var e=b[c];f.removeData(a,c,!0),e.stop(d)}var b,c=!1,e=f.timers,g=f._data(this);d||f._unmark(!0,this);if(a==null)for(b in g)g[b]&&g[b].stop&&b.indexOf(".run")===b.length-4&&h(this,g,b);else g[b=a+".run"]&&g[b].stop&&h(this,g,b);for(b=e.length;b--;)e[b].elem===this&&(a==null||e[b].queue===a)&&(d?e[b](!0):e[b].saveState(),c=!0,e.splice(b,1));(!d||!c)&&f.dequeue(this,a)})}}),f.each({slideDown:ct("show",1),slideUp:ct("hide",1),slideToggle:ct("toggle",1),fadeIn:{opacity:"show"},fadeOut:{opacity:"hide"},fadeToggle:{opacity:"toggle"}},function(a,b){f.fn[a]=function(a,c,d){return this.animate(b,a,c,d)}}),f.extend({speed:function(a,b,c){var d=a&&typeof a=="object"?f.extend({},a):{complete:c||!c&&b||f.isFunction(a)&&a,duration:a,easing:c&&b||b&&!f.isFunction(b)&&b};d.duration=f.fx.off?0:typeof d.duration=="number"?d.duration:d.duration in f.fx.speeds?f.fx.speeds[d.duration]:f.fx.speeds._default;if(d.queue==null||d.queue===!0)d.queue="fx";d.old=d.complete,d.complete=function(a){f.isFunction(d.old)&&d.old.call(this),d.queue?f.dequeue(this,d.queue):a!==!1&&f._unmark(this)};return d},easing:{linear:function(a){return a},swing:function(a){return-Math.cos(a*Math.PI)/2+.5}},timers:[],fx:function(a,b,c){this.options=b,this.elem=a,this.prop=c,b.orig=b.orig||{}}}),f.fx.prototype={update:function(){this.options.step&&this.options.step.call(this.elem,this.now,this),(f.fx.step[this.prop]||f.fx.step._default)(this)},cur:function(){if(this.elem[this.prop]!=null&&(!this.elem.style||this.elem.style[this.prop]==null))return this.elem[this.prop];var a,b=f.css(this.elem,this.prop);return isNaN(a=parseFloat(b))?!b||b==="auto"?0:b:a},custom:function(a,c,d){function h(a){return e.step(a)}var e=this,g=f.fx;this.startTime=cq||cr(),this.end=c,this.now=this.start=a,this.pos=this.state=0,this.unit=d||this.unit||(f.cssNumber[this.prop]?"":"px"),h.queue=this.options.queue,h.elem=this.elem,h.saveState=function(){f._data(e.elem,"fxshow"+e.prop)===b&&(e.options.hide?f._data(e.elem,"fxshow"+e.prop,e.start):e.options.show&&f._data(e.elem,"fxshow"+e.prop,e.end))},h()&&f.timers.push(h)&&!co&&(co=setInterval(g.tick,g.interval))},show:function(){var a=f._data(this.elem,"fxshow"+this.prop);this.options.orig[this.prop]=a||f.style(this.elem,this.prop),this.options.show=!0,a!==b?this.custom(this.cur(),a):this.custom(this.prop==="width"||this.prop==="height"?1:0,this.cur()),f(this.elem).show()},hide:function(){this.options.orig[this.prop]=f._data(this.elem,"fxshow"+this.prop)||f.style(this.elem,this.prop),this.options.hide=!0,this.custom(this.cur(),0)},step:function(a){var b,c,d,e=cq||cr(),g=!0,h=this.elem,i=this.options;if(a||e>=i.duration+this.startTime){this.now=this.end,this.pos=this.state=1,this.update(),i.animatedProperties[this.prop]=!0;for(b in i.animatedProperties)i.animatedProperties[b]!==!0&&(g=!1);if(g){i.overflow!=null&&!f.support.shrinkWrapBlocks&&f.each(["","X","Y"],function(a,b){h.style["overflow"+b]=i.overflow[a]}),i.hide&&f(h).hide();if(i.hide||i.show)for(b in i.animatedProperties)f.style(h,b,i.orig[b]),f.removeData(h,"fxshow"+b,!0),f.removeData(h,"toggle"+b,!0);d=i.complete,d&&(i.complete=!1,d.call(h))}return!1}i.duration==Infinity?this.now=e:(c=e-this.startTime,this.state=c/i.duration,this.pos=f.easing[i.animatedProperties[this.prop]](this.state,c,0,1,i.duration),this.now=this.start+(this.end-this.start)*this.pos),this.update();return!0}},f.extend(f.fx,{tick:function(){var a,b=f.timers,c=0;for(;c<b.length;c++)a=b[c],!a()&&b[c]===a&&b.splice(c--,1);b.length||f.fx.stop()},interval:13,stop:function(){clearInterval(co),co=null},speeds:{slow:600,fast:200,_default:400},step:{opacity:function(a){f.style(a.elem,"opacity",a.now)},_default:function(a){a.elem.style&&a.elem.style[a.prop]!=null?a.elem.style[a.prop]=a.now+a.unit:a.elem[a.prop]=a.now}}}),f.each(cp.concat.apply([],cp),function(a,b){b.indexOf("margin")&&(f.fx.step[b]=function(a){f.style(a.elem,b,Math.max(0,a.now)+a.unit)})}),f.expr&&f.expr.filters&&(f.expr.filters.animated=function(a){return f.grep(f.timers,function(b){return a===b.elem}).length});var cv,cw=/^t(?:able|d|h)$/i,cx=/^(?:body|html)$/i;"getBoundingClientRect"in c.documentElement?cv=function(a,b,c,d){try{d=a.getBoundingClientRect()}catch(e){}if(!d||!f.contains(c,a))return d?{top:d.top,left:d.left}:{top:0,left:0};var g=b.body,h=cy(b),i=c.clientTop||g.clientTop||0,j=c.clientLeft||g.clientLeft||0,k=h.pageYOffset||f.support.boxModel&&c.scrollTop||g.scrollTop,l=h.pageXOffset||f.support.boxModel&&c.scrollLeft||g.scrollLeft,m=d.top+k-i,n=d.left+l-j;return{top:m,left:n}}:cv=function(a,b,c){var d,e=a.offsetParent,g=a,h=b.body,i=b.defaultView,j=i?i.getComputedStyle(a,null):a.currentStyle,k=a.offsetTop,l=a.offsetLeft;while((a=a.parentNode)&&a!==h&&a!==c){if(f.support.fixedPosition&&j.position==="fixed")break;d=i?i.getComputedStyle(a,null):a.currentStyle,k-=a.scrollTop,l-=a.scrollLeft,a===e&&(k+=a.offsetTop,l+=a.offsetLeft,f.support.doesNotAddBorder&&(!f.support.doesAddBorderForTableAndCells||!cw.test(a.nodeName))&&(k+=parseFloat(d.borderTopWidth)||0,l+=parseFloat(d.borderLeftWidth)||0),g=e,e=a.offsetParent),f.support.subtractsBorderForOverflowNotVisible&&d.overflow!=="visible"&&(k+=parseFloat(d.borderTopWidth)||0,l+=parseFloat(d.borderLeftWidth)||0),j=d}if(j.position==="relative"||j.position==="static")k+=h.offsetTop,l+=h.offsetLeft;f.support.fixedPosition&&j.position==="fixed"&&(k+=Math.max(c.scrollTop,h.scrollTop),l+=Math.max(c.scrollLeft,h.scrollLeft));return{top:k,left:l}},f.fn.offset=function(a){if(arguments.length)return a===b?this:this.each(function(b){f.offset.setOffset(this,a,b)});var c=this[0],d=c&&c.ownerDocument;if(!d)return null;if(c===d.body)return f.offset.bodyOffset(c);return cv(c,d,d.documentElement)},f.offset={bodyOffset:function(a){var b=a.offsetTop,c=a.offsetLeft;f.support.doesNotIncludeMarginInBodyOffset&&(b+=parseFloat(f.css(a,"marginTop"))||0,c+=parseFloat(f.css(a,"marginLeft"))||0);return{top:b,left:c}},setOffset:function(a,b,c){var d=f.css(a,"position");d==="static"&&(a.style.position="relative");var e=f(a),g=e.offset(),h=f.css(a,"top"),i=f.css(a,"left"),j=(d==="absolute"||d==="fixed")&&f.inArray("auto",[h,i])>-1,k={},l={},m,n;j?(l=e.position(),m=l.top,n=l.left):(m=parseFloat(h)||0,n=parseFloat(i)||0),f.isFunction(b)&&(b=b.call(a,c,g)),b.top!=null&&(k.top=b.top-g.top+m),b.left!=null&&(k.left=b.left-g.left+n),"using"in b?b.using.call(a,k):e.css(k)}},f.fn.extend({position:function(){if(!this[0])return null;var a=this[0],b=this.offsetParent(),c=this.offset(),d=cx.test(b[0].nodeName)?{top:0,left:0}:b.offset();c.top-=parseFloat(f.css(a,"marginTop"))||0,c.left-=parseFloat(f.css(a,"marginLeft"))||0,d.top+=parseFloat(f.css(b[0],"borderTopWidth"))||0,d.left+=parseFloat(f.css(b[0],"borderLeftWidth"))||0;return{top:c.top-d.top,left:c.left-d.left}},offsetParent:function(){return this.map(function(){var a=this.offsetParent||c.body;while(a&&!cx.test(a.nodeName)&&f.css(a,"position")==="static")a=a.offsetParent;return a})}}),f.each({scrollLeft:"pageXOffset",scrollTop:"pageYOffset"},function(a,c){var d=/Y/.test(c);f.fn[a]=function(e){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e,g){var h=cy(a);if(g===b)return h?c in h?h[c]:f.support.boxModel&&h.document.documentElement[e]||h.document.body[e]:a[e];h?h.scrollTo(d?f(h).scrollLeft():g,d?g:f(h).scrollTop()):a[e]=g},a,e,arguments.length,null)}}),f.each({Height:"height",Width:"width"},function(a,c){var d="client"+a,e="scroll"+a,g="offset"+a;f.fn["inner"+a]=function(){var a=this[0];return a?a.style?parseFloat(f.css(a,c,"padding")):this[c]():null},f.fn["outer"+a]=function(a){var b=this[0];return b?b.style?parseFloat(f.css(b,c,a?"margin":"border")):this[c]():null},f.fn[c]=function(a){return f.access(this,function(a,c,h){var i,j,k,l;if(f.isWindow(a)){i=a.document,j=i.documentElement[d];return f.support.boxModel&&j||i.body&&i.body[d]||j}if(a.nodeType===9){i=a.documentElement;if(i[d]>=i[e])return i[d];return Math.max(a.body[e],i[e],a.body[g],i[g])}if(h===b){k=f.css(a,c),l=parseFloat(k);return f.isNumeric(l)?l:k}f(a).css(c,h)},c,a,arguments.length,null)}}),a.jQuery=a.$=f,typeof define=="function"&&define.amd&&define.amd.jQuery&&define("jquery",[],function(){return f})})(window);



/*! è‡ªåŠ¨è½¬æ�¢æ³¨é‡Š */

  $(document).ready(function(){

		$(".duokan-footnote").html("ã€�æ³¨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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